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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教育研究中的理论之争

——建立学习的复杂系统概念化框架

迈克尔·J·雅各布森1 摩奴·卡普木2 彼得·赖曼1

（1.悉尼大学 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澳大利亚 悉尼 NSW 2006；2.香港教育学院 心理学部，

香港 999077）

张婧婧 王雨晨 曹鹭 译

【摘 要】借鉴复杂的物理与社会系统（physical and social systems）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学习概

念化框架来指导教育研究。我们认为，学习发生的情境是一个复杂系统，含有不同层次的元素与主体（agents），

包括神经、认知、个人、人际、文化等，这个系统在各个层次上都存在交互式反馈，从而使整个系统产生在个体

或局部层次上不具备的集体复杂特征。我们分析了认知与情境理论长期以来的争论（debate），并提出一个学习的

复杂系统概念化框架（CSCFL）。我们最终总结了CSCFL可能对教育研究产生的广泛影响。

【关键词】复杂系统；学习；自组织；涌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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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教育研究中最核心的概念—学习—的讨

论可谓百花争鸣，已形成了系统化的阐释。在这一理论

演化的过程中，大家倾向于去论证某一理论的重要性与

其压倒式的优势。在这样的学术之争中，大多数的研究

变得仅仅着眼于证明、提升或反驳某一理论基础。

教育学从来不缺少理论和方法之争，这样的争

论也被称为“断层线”（Fault Lines）（diSessa,2006）,
如我们所谙熟的认知理论（Anderson,  Reder,  & 
Simon, 1996）、情境理论（Greeno, 1997）与文化历史

活动理论（Cultural 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CHAT; 
Engeström, Miettinen, & Punamäki, 1999; Nardi, 
1996）之间的长达数年的争论。近年来，神经科学领域

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学习理论与实证研究，已

经有迹象表明认知与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学习理论可能

被神经与学习科学所超越。读者若想深入了解这一领

域，可参见Bruer（2006）的研究。

不幸的是，在学习和教育的研究领域，一些关于

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这个领域

调和或维护不同的阵营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对于

那些致力于了解人类如何学习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意

味着教育研究的实践已经分裂为认知、情境、文化历

史活动理论（CHAT）和最近发展出的神经科学的阵

营。这些阵营在理论和方法层面相互孤立，甚至他们

根本就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提出并探究正确的研究问题至关重要（Greeno, 
1997）。本文以认知观和情境观之争为例，锚定过去

25年间产生的问题并论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

需要认清一点：尽管在学习科学领域，认知和情境两

大阵营的研究都非常重要，但这场争论所带来的总

体效应并未收到应有的成效。双方各自使用不同的

理论基础、方法论与研究成果来证明各自提出的观

点，正因如此，两大阵营对学习、知识、专业技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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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概念的阐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然而，真正重

要的用于区分两大阵营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Derry & Steinkuehler, 2003），这个问题在《教育心

理学家》（Educational Psychologist）期刊中的一期特刊

（Turner & Nolen, 2015）中有展开论述。并且，这样的

问题似乎延续到了今天。

借鉴复杂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能够进一

步推动学习科学与教育研究中有关理论与方法的讨

论，即如何从分析的视角转到综合的视角。在当前情

况下，我们也不确定能否清晰地提出有关认知的复杂

系统理论，但我们相信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视角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读学习理论的重要概念框架，能

从协作的过程中去更好地解读当前乃至未来的学习理

论。现阶段，本文旨在为理清这样一个解决认知观与

情境观之争的概念化框架做出微薄的贡献。

本文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复杂系

统及其复杂性；第二部分，提出学习复杂系统的一个

概念化框架（CSCFL）及其组成要素；第三部分，主要

论述认知观与情境观之争；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核心

部分，着重讨论学习的复杂系统作为一个概念化框架

如何为解决认知观与情景观之争提供新的思路；第五

部分，提出了对今后涉及CSCFL研究工作的建议和此

框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一、基础部分：复杂系统及其对学习研究的
影响

我们将在下面介绍CSCFL中的基础架构—复杂

系统，还将讨论复杂性这一视角如何影响了有关学习

的相关研究。

（一）什么是复杂性？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对复杂系统（有时采用“复

杂性”一词）的科学研究让人们意识到采用经典方法

来认识世界过于简单了。①简而言之，复杂系统是由个

体的组件（Components）或主体（Agents）构成的网络，

这些个体存在交互关系同时遵循最基本的一些运作规

则，如神经元的传导过程、蚂蚁搜寻食物的特点以及个

人购买股票的行为等。系统中跨层次的或同一层次中

产生的交互式反馈使这样的系统具有自组织性（Self-
organization），如候鸟在飞行中形成了相互靠近，但又

保持一定距离的集群飞行特征。复杂系统具有初值

敏感性（即混沌理论），而且这种敏感性会通过反馈

机制而放大，从而在系统中产生非线性和概率性的行

为，如厄尔尼诺现象对南太平洋地区气候的影响，进而

影响全球气候。复杂性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涌现性

（Emergence）②，即从个体或部分的行为中产生一些在

个体或部分身上不具备的集体复杂特征，如在交通系统

中，当汽车加速或减速时会因为惯性而向前移动一段距

离，在微观层面上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宏观层面上的

交通堵塞，这样尽管所有的车因为惯性而产生了向前的

动作，其实引发的是所有的车滞后这一集体特征。复杂

系统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白细胞抵制入侵细菌；神经

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情感和认知的脑行为；生态系统中

捕食者、生产者和分解者相互作用而保持动态平衡；城

市中的个体对居住地的选择等等。

复杂性这一原理导致了自组织系统的产生，即

“在没有集权控制与基本运作规则指导下的大型网

络中，个体行为可产生复杂的集体行为（Complex 
collective behavior）”（Mitchell, 2009）。这也是复杂性

的一种定义，尽管这一定义被广泛使用，但它关注的是

整个系统的行为（复杂的集体行为）。

在学习的研究领域中也存在复杂的自适应系统，

如我们了解的生物体的演化正是他们和其他生物的

交互作用或改变环境的结果。③Holland（2006）提出

复杂系统中的“个体或组件通过交互进行学习与适

应”，也就是说我们应关注那些个体或主体之间的

交互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将导致一个复杂系统的产

生。Holland还进一步论证了复杂系统的重要特征：

①并行性（Parallelism）；②条件触发（Conditional 
action）；③适应与演化（Adaptation and evolution）。
所谓“并行性”是指复杂系统中的主体通过发送和

接收信号而产生的同步交互，例如：大脑中的神经

细胞通过刺激或抑制其他的神经细胞而产生交互，

生物细胞通常使用蛋白质信号相互作用，从而在级联

（Cascades）和循环（Cycles）中提供正、负反馈。“条

件触发”指的是主体的行为通常是对接收到的信号

的响应。条件触发常常使用“若……，则……”的结

构（IF/THEN structures）表示，如，若接收到特定信

号，则作出对应的执行。通常可以使用简单规则来定

义环境中的主体，他们正因具有并行性而产生非常复

杂的系统行为。对于学习的理解，适应与演化可能是

最重要的特征。简单来说，复杂系统中的主体会随时

间而产生变化，如，把生物世界中的生命看作主体，

基因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生命的表型类别，以及社会的

变革导致人们学习的变化。

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我们提供了复杂性的两个主

要观点：一是强调复杂的集体行为，二是强调复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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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单个个体或主体可以从它们的交互中进行适应

和学习。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可以类比推广的。

复杂系统可以理解为“森林中树木”组成的系

统，而不是在“森林”或者“树”中取其一（Bar-Yam, 
2003）。Bar-Yam表示理论视角的转变可以对复杂系统

不同层次间重要的动力学产生深刻的认识。在理论层

面上，将复杂的集体行为（复杂性），主体与主体、环

境通过交互进行适应与学习（涌现性）的观点综合起

来，可能是复杂性这一理论的核心。下面的部分，将探

讨复杂性在学习、教育心理学和学习科学中的应用。

（二）学习研究中的复杂性和涌现性
复杂系统的观点已经在科学领域研究中彰显出了它

的价值，我们将在这一部分探讨如何将这一思想应用到

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来。在过去的十年间，学习科学和教

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生了转变——从早期研究学

生如何学习复杂系统概念转向运用复杂物理和社会系

统的视角去开展有关学习的研究（Jacobson & Wilensky, 
2006）。这一趋势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复杂

性的视角来研究学习（Kapur, Voiklis, & Kinzer, 2005），例
如Bereiter和Scardamalia（2005）指出：

随着复杂系统的概念，如自组织和涌现性，进入主

流的教育心理学，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一领域中

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社会认知过程的

结果不能被完全预测或解释。以创造性的工作、理解和

认知发展为例，这些都只能通过简单个体之间交互所产

生的复杂结构来解释（Sawyer,1999, 2004）。学习这件事

情本身，不论是在神经水平还是知识水平，都具有涌现

性的特征。

Bereiter和Scardamalia对于复杂性的观点也得到了

学习和认知科学领域的其他学者的认同，例如Clancey
（2008）、Goldstone（2006）、Kapur、Hung、Jacobson、
Voiklis和Victor（2007）以及McClelland（2010）。

在本文中，我们不仅将复杂系统这一理论作为主

流教育心理学和学习研究中的附加值，而且将复杂性

作为学习理论的基础。

我们认为学习不是“是什么的问题”，比如

接受指令或获得知识，而是“发生了什么的问题”

（Jacobson & Kapur, 2012）。我们认为个体学习是：

在对各类复杂系统中涌现出的符号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s）、形式体系（Formalisms）以及社会文

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s）进行编码、操纵及参

与的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变化（Clancey, 2008），最终使

个体感受到自己在智力、生理与生活的情感方面有所

提升。我们认为这个定义，与有关复杂性的两种主要观

点一致，即复杂的集体行为（符号表征、形式体系和社

会文化实践）和复杂系统中的单个个体或主体可以从

他们的交互中进行学习与适应（即个体认知过程中发

生的变化）。

如果复杂系统的视角是定义学习与学习理论的基

础，那么这样的视角具有怎样的意义？接下来把精力

集中在研究学习的理论上。

二、学习复杂系统的概念化框架（CSCFL）：
初步纲要

在这部分的内容中，我们将给出CSCFL的初步框

架。我们希望这个框架能够在基本层面上提供用来描述

有关学习理论应该是何种形式的一些概念；明确它们应

该描述何种概念需求（Conceptual requirements）；确定

理论引进在概念领域的差距（Gaps in conceptual areas of 
theoretical import）。这些也正是CSCFL的价值所在。

如前文所述，当前并没有关于复杂系统的一般性

“理论”，但是很多学科对复杂的物理、生态与社会系

统提供了概念化的视角、原则和方法（如涌现性、自组

织性和初值敏感性），来概括或统一某一特定系统下

的相关理论（Jacobson & Wilensky, 2006）。

表1 学习复杂系统的概念化框架要素及举例

复杂系
统领域

复杂系统
的概念

复杂系统
相关实例

学习和教育实例

复杂的
集体
行为

系统中的主
体和元素

蚂蚁觅食 大脑中的神经元

教室中的学生

自组织 鸟集群结队
形成配位集合的现象本
源④（P-prims forming 
coordination classes）

学生在操场分组活动

系统层次
微观的化学反应，宏
观的化学系统平衡

学生个体认知，协作学习
活动

人际交往学习和个体内化

初值敏感性
和非线性

蝴蝶效应
K12教育中社会经济地位
差距导致学业成绩差距越

来越大

在开始学习时的认知激活
（cognitive activation）

将影响学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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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以为地球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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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智模型，再大一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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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前一个部分中对复杂性和涌现性的讨论，我

们在CSCFL的基本主张是任何关于学习的理论必须要

能够解释复杂系统的核心特征。CSCFL的核心是任何

学习理论都要考虑到人类学习的涌现性，其他重要的

复杂性观点请见表1。
复杂系统领域有两个基本关注点：复杂的集体行

为和独立的主体行为。如表1所示，在复杂的集体行为

层面上有5个关键概念，在个体行为层面上有3个关键概

念，在表中都给出了对应的实例和学习与教育领域的实

例。

我们认识到在表1的观点里有重叠的部分，例如：

并行性指向主体，同时也指向主体之间复杂或简单的

信号关联；条件触发进一步解释了主体在复杂自适应

系统（如教育和学习系统）中的行为，演化的观点则通

过复杂性的视角解释了主体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CSCFL主要有两个用途，第一是帮助解读学习研

究中的发现；第二是促使理论的发展或检测某一学习

理论的效果与问题。

为了说明CSCFL在学习研究中使用的第一种方式，

我们参考了本文第二作者（Kapur, Voiklis, & Kinzer, 
2008）的一项研究——小组在线讨论中问题解决的聚

合（Convergence）（即自组织性）以及小组成员和其他

人交互（即并行性）。Kapur等人（2008）研究了在学习

牛顿运动学（Newtonian Kinematics）时，11年级的学

生以三人为一组，以问题解决为目标，在线协同中的交

互和表现。具体来说，他们观察两个系统层次（个体成

员层次和小组层次）中小组成员之间的交互产生的小

组层次上的集体行为（问题解决的聚合）。为了对集体

行为的聚合进行建模，他们使用了马尔科夫随机游走

（Markov Walk）来编码小组讨论中的成员（主体）间

的交互，将小组中每位成员的贡献定义为一个基本规

则（条件触发），即该贡献对小组解决问题是正向、无

效或是负向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讨论初期，高质量

的贡献对最终聚合问题解决的影响比之后的贡献有

更大的正向作用（初值敏感性），同样在早期的讨论中

低质量的贡献也比后来的贡献有更大的负向作用。换

言之，小组的自组织过程中聚合或分化（Convergent or 
divergent）的现象对成员之间的早期交互非常敏感。小

组讨论中的聚合或分化倾向于出现在早期，通常是前

30%~40%（初值敏感性）。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在小组

的讨论中，前30%~40%的讨论足以预测最终的小组表

现，反映为提交作业质量的高低。

总体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将协作式的问题解决作

为一个复杂系统，可以在系统的两个层次进行考量：

个体层面上的动态行为如何影响小组层面上的集体行

为，以及这些集体行为产生后如何对后续的个体交互

产生影响。这项研究也表明基本规则（条件触发）可以

用来建模微观层面上的交互，进而探究小组如何通过

自组织来形成问题解决的聚合或分化路径，这种路径

最终对小组的集体行为与表现具有预测能力。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CSCFL的八个核心的

复杂系统要素中的七个要素对理解实证研究中的发现

有关。由于这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干预，提供的数据并

不代表是否有长期的学习产生，故没有对CSCFL中的

适应与演化这一要素进行解读。

三、认知和情境理论的辩论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案例研究来审视认知观和情

境观争论中CSCFL所能承载的解释力。首先概述这场

争论的历史，之后从CSCFL的视角来解读这场争论。

我们注意到，在当代教育心理学和学习的研究中，

情境视角非常重要（Turner & Nolen, 2015）。早期情境

观点的开创者Brown、Collins和Duguid（1989）认为知

识是“活动与环境（Context）的产物，从文化中发展出

来并为人所用的”。这种观点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因为在这之前学校教育往往相信对抽象与脱离

情境的概念灌输的重要性。

然而，认知科学研究中，Brown等人（1989）关于情

境学习的一些重要的观点本身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993
年，《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期刊汇集了9篇论

文，探讨人类认知研究的两种取向和人类是如何学习与

行动的。就教育问题而言，这场争论反映在《教育研究

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期刊从20世纪90年代到

2000年的一系列文章中，研究的焦点从对思维和行为

的研究转向了对比认知和情境观点对教与学的影响。

Anderson等人（1996）认为情境学习所倡导的观点是学

生的学习对于某一场景来说是特定的（情境性的），这

说明知识并不会在不同任务之间迁移。他们还批判了情

境学习在实践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数学教育中，认为基

于认知理论来探究学习过程比基于情境的更有意义。

接下来的一年，Greeno（1997）对Anderson等人

（1996）进行了回应，他认为Anderson等人讨论的情

境学习和认知理论的主要差异源于两者背后持的假

设不同。在《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
的同一期，Anderson、Reder和Simon（1997）发表了一

篇文章回应Greeno的观点，他们发现认知和情境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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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在某些教育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他们也同意

Greeno提出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即“以个体或社会活

动作为理论主体的两种研究路径哪一个更有益”，而 
Anderson等人（1997）断言认知信息处理理论优于情

境学习理论。

Cobb和Bowers（1999）的文章就这一争论展开了

讨论，他们认为认知和情境学习理论存在的冲突，对

教育心理学家来说非常重要，而并不适用于深入课堂

学习设计和研究的教育者们。在认真审辩了Anderson
等人（1997）的研究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研究数学课堂

学习时主要使用了情境分析的方法来理解“人类个体

和集体活动的本质”（Cobb & Bowers, 1999）。
在这场争论中，主要参与的四位学者Anderson、

Greeno、Reder和Simon（2000）最后联合确定了这个

领域重要的协定：

（a）个体和社会视角对活动的理解在教育中同等

重要；……（c）认知和情境视角侧重教育过程中的不同

方面，应该对两个视角展开慎密的研究；（d）教育创新

应该以现有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用严谨的研究方法对

其进行评估和分析。

他们并没有将认知主义和情境观作为相互对立的

理论，而是作为不同层次分析的观点。同时也承认各自

理论研究是不完整的，但乐观地表示有一天这些理论

将会被整合。

然而，尽管他们已经声明“个体和社会视角”同

样重要（Anderson et al., 2000），但在之后整个领域似

乎仍然对两方的观点和理论产生了两极化的看法。例

如，Derry和Steinkuehler（2003）审辩性地综述了与认

知和情境理论相关的文献，他们提出认知理论是符号

计算（Symbolic computation），而且广泛包含了诸如皮

亚杰等人的社会认知理论和Anderson等人（1996）总
结的其他观点。Derry和Steinkuehler所倡导的情境观

包含了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分
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和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他们提出了采用实用主义（Pragmatist）的视角

去看待认知观和情境观之争。他们评论说，许多真实课

堂中的工作都是将认知和情境融合而进行的研究和设

计。同时，他们进一步推测复杂系统的视角可能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与产生学习理论，这也是我们所赞同的。

四、通过CSCFL审视认知观与情境观之争

CSCFL可以为这场争论提供理论层面上新的视角，

复杂系统领域的关注点可以参见表1。情境视角是从复杂

的集体行为出发，把社会性和生态交互作为它的基础，

通过细致分析人类交互的信息结构形成更为全面的理

论基础（Greeno, 1997）。在我们的分析中，与情境理论相

关的复杂性的观点包括主体（如人类及其发生交互的信

息结构）、条件触发（如影响个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和价值

观）和宏观水平的系统特征（如社会和生态动力）。情境

理论似乎并不直接包括CSCFL中的自组织、初值敏感性

和非线性、复杂性结构的涌现性等概念。

使用CSCFL去审视认知理论，主要侧重分析关于

个体主体的行为，同时着眼于复杂的集体行为的微观

层次。其他的一些概念包括主体（如人的内在认知程

序）、并行性（如脑细胞相互作用产生的认知结构图

式）、自组织（如diSessa在1993年提到的形成配位集合

的现象本源）、条件触发（如学习建立在学生有持续性

投入条件之上）、适应与演化（如学生内在概念结构的

变化）。认知理论与情境理论都不直接包括CSCFL的
全部概念，如不包括初值敏感性与非线性和涌现性。

认知理论和情境理论中都没有对CSCFL中提出的

“初值敏感性”“非线性”和“涌现性”进行论述，也并

未聚焦系统中的不同层次，我们认为认知理论与情境理

论最应该质疑的缺陷其实是对涌现性论述的缺失。

事实上，复杂系统中涌现性常常与层次有关，我

们应该认识到，一个系统在任何时间点上不同层次上

的主体与“环境”都在发生交互，把复杂系统中的“首

要性”确定在任何一个层次，依旧是确定“重要的”

或者“最基本”的层次，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参考了

Kapur等人（2008）提出的一个学习情境的例子，即观

察学生如何参与在线的小组讨论并得到问题解决方

案。单单从微观层次的学生个体认知或宏观层次的集

体视角都无法解读学生如何在交互中形成聚合，我们

认为恰当的做法是使用CSCFL的架构（主体的行为、

自组织、初值敏感性）来理解学生最终一些正确的或

是一些错误的集体行为是如何开始聚合的。

在前文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争论中，研究者总

希望论证一个理论优于另一个，对认知的提倡者来

说，个人认知是基础层面而社会环境则被视为一个额

外的组成部分（Vera & Simon, 1993），情境的提倡者

则认为社会和生态交互的水平是基本理论而个体认知

才是次要的（Greeno, 1997）。
学习是在多个层次上进行的，想要论证层次的

优先级是有待商榷的。根据目前的理论，我们可以划

分出学习研究的四个层次：演化过程（Evolutionary 



-6-

processes）、神经生理（Neuro-physiological）过程、认

知过程、情境与社会文化过程。在这些不同层次中可以

定义涌现性的关系，例如：学习的生理机能可以认为是

在演化过程涌现出的（第1和2层次），演化和认知的关

系也是如此（第1和3层次）。

CSCFL对理解这四个层次中的动力学都具有解释

作用，复杂系统的视角并不是要指出某一层次优于另一

层次。这是由于复杂系统的不同层次⑤近似独立（Near-
independence of levels）但又存在复杂的依赖关系。因为

不同层次真实存在，在自己特有的因果机制下运作，受

制于或者受其他层次的影响，但不受跨层次交互所左

右，因此“首要性”这一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不能简单

地将高层次的交互简化为低层次的附属品。

“基本”层次（如进化生物学或认知过程）不可解

读为学习的基础，也就是说，学习现象在理论上与实

践中都不能简化为在基本层次的学习。虽然紧密耦合

（tightly coupled）的低层次会制衡另一层次，但这并

不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写作时笔的移动遵守物理定

律，但书写的内容不是物理定律决定的。解释写作需要

运用心理学（如动机）、文化概念（如体裁需要）和不

同层次的分析。依据CSCFL的观点，近似独立的层级

关系并不会引发哪一层次最为首要的问题（也就是认

知观与情境观之争），而是带动跨层次交互和涌现性

本质问题的思考。

最后我们将呈现如何通过复杂的物理与社会系统

视角，运用CSCFL来审视学习理论。认知和情境主义

中的观点与CSCFL中关键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并不意

味，20多年里，在这些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理论探讨

与实证研究。我们认为CSCFL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提供

了一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理论阵营之间的关键

差异。更重要的是，CSCFL帮助我们找到了两个理论

中缺失的概念，即初值敏感性、非线性与涌现性，对这

些概念的遗漏使认知与情境理论在理解学习时并不能

对系统内同层次和跨层次交互以及对宏观层面上涌现

性进行解读。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希望从CSCFL的视

角开展对学习理论的探讨。

五、展望

我们先来回顾这样一个故事：“醉汉在路灯下不

停地转来转去找东西，路人问他丢了什么，他说他的眼

镜丢了。路人帮他一起找，结果翻了几遍都没找到。路

人就问：你在哪里丢的眼镜？醉汉说：我在一个黑暗巷

子里丢的。路人大怒：那你到这里来找什么？醉汉振振

有辞：因为只有这里有光线啊！”

在学习科学和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我们的“路灯”

是理论和方法论，而认知和情境理论可以看作是两个

不同的“路灯”。本文中我们将学习理解为发生在“黑

暗巷子”中的事件，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复杂性理论架

构和方法来研究复杂的物理和社会系统（Goldstone, 
2006; Jacobson & Wilensky, 2006）。与此同时，新的理

论视角也必然带来更多的问题，认清这点，我们希望运

用CSCFL至少能够正确地回应一些问题。

纵观历史，物理学的新理论也与之前的理论相冲

突，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近期勘测的引力波。我

们希望新生的学习复杂系统的概念化框架至少能够提

供概念层面上的观点去审视认知观与情境观的争论，

也为今后教育研究者开展批判性的论述奠定基础。似

乎学习研究者当下正在进行另一场“基础性”争论，即

凸显出神经科学（以及较少程度上的进化生物学）的

重要性，用来“真正地”解释学习。从CSCFL的观点来

看，当下神经科学、学习科学和教育心理学之间的新

争论十分危险，就像在重复认知观与情境观之争的错

误一样，认为学习是线性的。假设神经元交互作用优

于—或者说同等于—认知、情境、文化历史活动

理论（CHAT）层次上的交互，但神经科学理论仍然对

解释学习这一复杂系统中的涌现性束手无策。

我们希望在神经、认知、情境、社会和文化组成的复

杂系统中将学习作为涌现性现象去研究，从而产生以往

我们研究中不可能获取的重要知识与观点，而不是关注

哪个流派的理论是最为核心与重要的。正如复杂系统的

视角和方法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例如计算机建模，详

见Jacobson & Kapur, 2012），将学习发生的环境视为复杂

系统也将为教育和学习研究者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支撑。

教育研究领域中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学科中

的理论与方法可能具有协同效应（Synergies），可以更

好地促进跨学科的研究。用爱因斯坦的名言“凡事尽可

能简洁，但不能太过简单”来结束这第一阶段我们对学

习复杂系统概念化框架（CSCFL）的讨论。

注释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Mitchell(2009)在宏观上的讨论，
以及阅读Bar-Yam(2003)的著作以获得更加专业性的知识。

② 在下文中将讨论到涌现性这一复杂系统的核心问题之一
(Bar-Yam, 2003; Gell-Mann, 1994; Holland,1995; Kauffman, 
1995; Mitchell, 2009)。涌现性可以定义为因元素或主体在微观层
面的交互而使得宏观层面的系统具有新的模式或属性。

③ 在文献中通常对复杂的系统是否自适应做出区分，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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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组件持续变化，例如生物体内遗传信息的变化，诸如龙卷
风或恒星等非自适应系统中的原子就不会变化。至于我们的学习
和教育系统，仅仅称为复杂系统，不作此区分。

④ 译者注。diSessa和Sherin认为一个概念的功能可能具有
更深的层次而不仅仅是用作分类。他们举例：“鸟”的概念只需要
观察后说出属不属于，而“速度”的概念除了观察到实体的运动之
外，还需要辨别方向和大小。因此“速度”的概念是协调类而“鸟”
的则不是。

⑤ 根据Simon（1999）的研究，生物和人类组织中的复杂系
统和它的子系统具有“大盒子套小盒子”的层级结构，同一子系统
中组件的交互频率远高于不同子系统间的组件交互频率。Simon称
之为“几乎分离（Near-decomposability）”，而我们更喜欢用“层
次近似独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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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创新到组织模式、服务模式创新

——论两类MOOCs创新及其对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意义

林世员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21）

【摘 要】MOOCs的创新直观体现在教学模式的创新，而其本质创新在于教育组织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创新。组织模

式创新在办学与服务主体多样性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有意愿和有能力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能够顺利进入教

育服务领域；服务模式创新则在教育资源配置和组织上由群体原则转向个人原则，专业化的公共服务模式、“草

根”服务“草根”的模式突破了既有教育的封闭性。组织模式创新与服务模式创新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对破解终

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体制机制难题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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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MOOCs快速发展，在国内外教育领域引起

积极响应。支持者大有人在，但质疑之声也一直伴随其发

展。MOOCs之所以存在争议，同其是新生事物有关，但

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对MOOCs的创新本质认识较为

模糊，尤其是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传统教育尤其是学校教

育的立场审视MOOCs，以MOOCs学习完成率低、组织性

较差等传统教育质量观衡量MOOCs的创新意义，忽视

了MOOCs提供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组织与服务逻辑同统

一、标准化学校教育逻辑的本质差异。因此，有必要跳出

传统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藩篱，从终身教育、开放教育

的视角重新认识MOOCs的创新本质。

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的教育变革创新，人们习惯于

在既有教育框架内认识技术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和完

善，较少有人能够突破这一局限，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思考

技术对传统教育的系统性变革。而MOOCs的本质创新正

体现在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的突破上，即便是教

学模式的创新也建立在教育组织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的

基础之上。本文将以cMOOCs和xMOOCs为典型案例，分

析这两种类型MOOCs的创新本质，并探讨其对终身教育

体系建设的变革潜力。

一、cMOOCs的创新

 cMOOCs是基于网络的MOOCs。2008年9月，为了研

究联通主义学习，乔治 · 西蒙斯（George Siemens）和斯蒂

芬 · 唐斯（Stephen Downes）开设了《联通主义与联通知

识》在线课程，这即是cMOOCs，是MOOCs较早的实践形

式之一。联通主义的学习不是在个人或者小组环境中发生

的学习，而是发生在广阔的网络情境中。

（一）联通主义学习的知识观与学习观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试图从“联结”的角度把学习定

位为一种“网络联结和网络创造物”（王佑镁，祝智庭，

2006）。所谓联结，即某种情景能够唤起某种反应的倾向

（杜 · 舒尔茨，1981）。而从联结的视角来研究与解释学习

发生原理及其规律并不是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创新。美国

心理学家桑代克于20世纪初已经提出了“学习即联结，心

即人的联结系统”的观点，开创了从联结视角研究学习的

先河。其后影响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领域较为著名的

学习理论——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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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学习理论基本都是以联结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学

习的原理。而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则直接把联结作为学习发

生的基本条件或初始阶段，主张学习是一种将不同专业节

点或信息源联结起来的过程（陈丽，林世员，2014）。不同学

习理论以多样“联结”视角进行学习研究，并发展了对“联

结”的认识，推动了对人类学习认知规律的认识。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和联通主义作为四

种主要的学习理论，藉由不同的知识观，各自强调和关注

学习发生的不同侧面，后继学习理论与先前学习理论之

间有批判更有发展，难以割断其中的联系。行为主义注重

外部刺激和学习者反应之间的联结，但它并没有否认学

习的内在过程，只是认为内部过程难以观测；认知主义学

习理论恰好是针对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无视有机体的内部

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认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

联结借助于意识而实现；建构主义进一步发展了认知主

义关于认知结构的认识，提出人脑内部的认知结构是一

种网状结构，并且学习的过程是人依据自身的知识经验对

外部客体做出解释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习得知识。认知主

义和建构主义在强调学习内部认知的同时，也并没有否认

外部刺激和学习者认知结构的联结。联通主义学习理论

则更进一步拓展了关于知识和学习的认识，并据此着重

强调了学习者与外部知识节点联结的重要意义。至于建

立联结后，节点所提供的信息如何进入学习者已有的知识

结构，联通主义则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或许里面有习得知

识，也可能是建构知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以研究联

通主义学习为出发点的MOOCs最终多采取了行为主义学

习理论的教学策略。

从cMOOCs知识观来看，虽然其没有明确知识客观

存在还是存在于人脑内部，但是从其对知识的解释——

交互的过程即知识生长的过程——来看，cMOOCs坚持

的是知识既客观存在又存在于人脑内部的观点；从其学

习观来看，cMOOCs认为学习是一种网络现象。在联通

主义学习中联结的建立和网络的形成都依赖于交互的开

展，整个网络就是一个以交互为核心的网络。从其课程观

来看，cMOOCs不预先设计学习的内容与知识的体系，课

程内容是在交互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教师和学习者通

过在网络中持续不断地交互，生成课程内容。正是在知识

观、学习观、课程观创新的基础上，cMOOCs创新了教育

服务模式和教学模式。

（二）cMOOCs推动的教育服务模式创新
教育服务模式是教育服务产品的提供者与生产者为

教育消费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解决方案，其主要涉及到服

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要素。cMOOCs
推动的教育服务模式创新集中体现在服务主体的变化

上。以交互为主要特征的Web2.0技术的发展，加强了网络

用户间的协作。正是基于Web2.0技术的强交互性与分享

性，cMOOCs实现了学习者同伴互助的教育服务模式创

新。在cMOOCs学习中，学习者不仅要积极参与自己的学

习，还要主动参与其他学习者的网络联结，并成为其他学

习者网络中的节点与信息来源。在此过程中联通主义学习

者是知识的获取者，更是分享者与创造者，也是他人学习

的支持者与评价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知识权威在

解构，学生与教师的权威依附关系解除，学习更多依赖学

习者之间的联结与互助。虽然同伴间的互助学习在传统

教育中也被强调，但cMOOCs所实现的同伴互助模式创新

不仅大大拓展了联结的范围，更将交互作为学习发生的

基础，将同伴的互助提升到影响深度学习发生的关键予

以界定。

cMOOCs模式的出现是为了研究联通主义学习，但

却在服务学习者个性化学习上有了模式的深度创新，尤

其是面对终身教育所倡导的大规模个性化学习时，“草

根”服务“草根”的同伴互助模式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服务

模式。

（三）cMOOCs实现了教学模式创新
教与学层面的创新是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时最为显

性、直观的变化。许多教育创新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新技

术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之间的联系（赵宏，郑勤华，陈丽，

2017）。cMOOCs教学模式的变化源起于教师、学习者、教

学内容、媒体等教学要素及其关系的变化。

教师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格意义上的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在基于联通

主义的教学中，教师的作用由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控制变

为影响，即教师不是控制整个课堂，而是影响或塑造一个

网络；按照西蒙斯的研究，其认为联通主义学习中教师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放大关键信息、策划、促进寻径和社会

化、聚合生成性内容、过滤资源等五个方面；二是教师的

群体在扩大，教师知识权威的意义被解构。联通主义强

调联结的过程也是学习，而这个联结并不仅仅指向严格意

义上的教师，而是与所有信息源的联结，包括与其他学习

者的联结或其他非教师群体的联结。所以，在联通主义

学习过程中，教师群体的意义在扩大，传统教师知识的权

威被解构了。

教学内容的变化体现在其生成性上，cMOOCs课程并

不是事先设定的，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和发展

的，靠群体贡献智慧生成。cMOOCs将学习设计者、教学

者、学习者和学习资源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仅关注

批量知识传授的浅层次学习，更加关注知识迁移和知识

创造，使面向批判理解、信息整合、知识建构、迁移运用和

问题解决的“深度学习”真正发生（韩锡斌，翟文峰，程建

钢，2013）。在现代哲学中，生成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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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根本存在方式和状态，课程在过程中不断演变、更

新（赵文平，2007）。生成性课程不是客观文化知识的载体，

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完全预订的（郝德永，2005）。
从教与学的角度看，学习者的变化体现在学习者在

学习活动中参与程度和作用的变化。cMOOCs强调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不仅仅是接受知识，还要贡献知识。所以联

通主义学习中，学习者的角色和作用都发生了变化，学习

者既是学习者也是他人学习的服务者与支持者，既学习知

识，也在贡献知识。

正是基于教师、学习者、教学内容等教学要素及其

关系的变化，cMOOCs的教学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得

cMOOCs尝试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虽然这种全新

的教学模式并未清晰可见，但其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实现

了以下几点创新：一是打破了以单一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

模式，更加重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发挥，并且把这一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到影响学习真正

发生的高度来认识，更加重视教与学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

创造；二是把交互作为学习的核心与取得成功的关键，教

学交互主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包括促进者、学习

者、小组、人际网络等由人组成的主体，也包括学习内容、

学习资源以及各种技术媒介所构成的主体（王志军，陈

丽，2015）；三是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优势支持和促进学生

的个性化学习，以充分交互使一对多的教学转变为多对

多的学习，对任何一个学习者来说，都可以从建立的联通

网络中的任一节点得到支持。

二、xMOOCs的创新

xMOOCs是基于内容的MOOCs，也是目前在国际国

内十分流行并被大家所熟悉的MOOCs。2011年，美国斯

坦福大学的教授基于cMOOCs的部分思想，借鉴了可汗

学院的教学模式，沿用传统面授教育课程的教学组织形

式，以易于复制的课程框架，以学生自主构建学习共同体

实施在线课程学习的模式，创办了在线教育商业化公司

Udacity和Coursera等（汪瑞林，2014）。从而拉开了目前大

家所熟悉的xMOOCs快速发展的序幕。有许多分析认为

名校集聚效应和大量商业资本的投入是xMOOCs快速发

展的重要原因。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浅显的分析，其内在的

某些创新属性，尤其是其在教育组织模式、服务模式对传

统教育体系的颠覆性创新才是其快速流行并被寄予高度

希望的根源所在。

（一）xMOOCs推动了教育组织模式创新 
教育组织模式不是从“组织”的概念出发谈教育组织

的运行，而是关注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古老的高等教

育模式不是为当今技术丰富的时代寻求更高层次学习的

多样化的学生群体而设计的（约翰 · 丹尼尔，2015）。现代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同样也在改

变着教育的形态、结构和运行方式。xMOOCs推动的教育

组织模式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和历史进化

趋势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高等知识和高深文化的

社会价值不断上升，社会中日益繁多的利益主体对高等

教育提出了价值期待和消费需求；与此同时，由于高等教

育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它难以完全承诺、应和、满足多

种利益主体的多元价值期待，并因此而造成多元利益主体

（及其价值期待）彼此之间的冲突（陈伟，2003）。对高等

教育多样化的本质内涵，人们长期以来更多从高等教育

系统纵向层次的多样化、横向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教育教

学内容的多样化这三个维度来理解，其实高等教育办学

服务主体多样化，同样也是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内涵之一。

在MOOCs平台的建设中，高校与专业技术公司、资本投资

公司的合作使得大量非传统的教育机构或非教育机构进

入到了高等教育领域，教育生态体系中的办学服务主体

要素发生了巨大变化。Coursera就逐步建成了以Coursera
平台为枢纽，由风险投资人、课程提供者以及服务提供商

为核心成员的协同创新联合体（陈文竹，王婷，郑旭东，

2015）。
其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单一教育机构的教育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已经难以满足

其学习的多元化需求，迫切需要整合各方资源以应对大

量的学习者。xMOOCs集聚了世界范围内知名高校的优质

课程，使得以往以单一教育机构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模

式转变为众多教育机构通过协议、联盟等形式共同提供

教育服务的模式。xMOOCs向所有学习者免费开放学习，

任何学习者注册课程后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并通过考核后

即可获得学分或课程证书，而所获得的学分能够被其他

教育机构所认可。以相关制度为支撑，将某一学校的课

程、某一学校的学生和某一学校的教师以及某一学校的

学分变为共同的课程、共同的学生、共同的教师和公认的

学分，如我国的上海高校课程共享中心的课程，学习者注

册学习后都能够被其他机构认可。这不仅仅是资源开放

共享与学分互认的简单操作，而是基于教育组织模式变革

的教育生态体系重构。

其三，信息技术改变了“纸媒介”环境下全社会的

“信息交换”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人类合作中信息搜寻

和匹配的“交易成本”，因此，引起了传统行业的组织流程

再造……依赖网络系统所提供的“生产要素”供应和“市

场需求”信息，企业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郭

文革，陈丽，陈庚，2013）。正是基于此，xMOOCs教育组

织实施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开始从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进

行。如edX平台的宣传卖点之一即是“加入超过500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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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并且仍在不断扩大的全球学习社区”。众多MOOCs
平台集中全球知名高校和机构的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全

球的学习者提供教育服务。允许任何方式登录，只要能

上网，世界各地的学生可以任意注册任何一门MOOCs课
程，不受地域的限制。如Coursera共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个机构进行合作，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 600多万学习者

注册学习。

（二）xMOOCs实现了教育服务模式创新
xMOOCs教育服务模式的创新与cMOOCs有相似之处

亦有差别，除“草根”服务“草根”的同伴互助模式外，教

育服务模式的创新还体现在专业化公共服务模式的出现。

远程教育以开放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突破

了时空的限制，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处于准永久性

分离状态。教师与学生时空分离的教与学是远程教育的

逻辑起点，这一特性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教育受时空限制的

局限，但在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时空分离造成的交互弱化的

风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学习支持服务的重要性就分外

凸显出来。

高等教育从来都被限制在一个个独立的教育机构

中，MOOCs的发展让高等教育服务由封闭走向开放，

MOOCs的超常规发展和教育组织模式让单一机构的学

习支持相形见绌，于是让一些提供教育专项服务的机构

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而在MOOCs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

了专业化分工的现象，如负责提供资源的高校机构，负责

平台搭建与运行的专业技术公司，为MOOCs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的风险投资公司与公益基金机构，这些机构间相

互合作，在MOOCs发展中形成了新型的合作模式，这为

专业化公共服务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如Coursera、
Future Learn等平台已经委托专业的考试公司，利用其全

球考试中心提供线下考试服务。公共服务模式在教育领

域并不是首次出现，如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实践中就建立

了公共服务体系，以社会化公共服务的方式为远程教育机

构和学习者提供相关服务。

三、对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推进教育改革，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

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把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作为2020年的教育战略目标之

一。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新时代我国

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当前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针对的教育主要矛盾是

教育供给方式和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即通过终身教育

体系建设提高教育的供给能力和水平，满足学习者多样

化、个性化、终身化的学习需求。从教育需求的角度看，

由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多元性，根本上决定了教育供给

要具备充分的灵活性、针对性。但从教育供给的角度看，

今天的教育仍然按照大工业生产的逻辑进行组织，统

一、标准化是其典型特征。基于效果、评估驱动和标准化

的传统教育系统和过程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学习者的需求

（Grainne Conole, 2013），统一、标准化的教育供给同多样

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教

育的主要矛盾。当前国家大力推动的教育供给侧改革，就

是要打破传统教育框架内的教育组织和服务模式，破除

统一、标准化教育服务的弊端，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教

育服务。以MOOCs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教

育教学创新，尤其是在教育组织模式、服务模式的创新深

刻契合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价值追求，为《仁川宣言》

所提出的“实现包容和公平的全民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

目标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借鉴MOOCs在发展过

程中对教育组织模式和教育服务模式的创新，我国终身

教育体系建设应该注重以下三点：

一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需注重实现教育资源的互联

互通。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核心在教育资源的配置创新，以

实现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与互联互通。在教育资源的配

置方式上，促进各级各类教育沟通衔接，实现教育资源

的开放共享和互联互通，提升教育系统的承载能力和服

务水平，满足《仁川宣言》所提出的包容的教育的规模目

标。MOOCs契合了人们追求的优质、开放、创新、自主教

育理想（任友群，2013），它在教育资源的整合、开放、共

享方面所进行的创新探索，尤其是在教育服务主体多元

化的创新实践，构建了一种不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对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减少乃至破除学校教育体系或

国民教育体系路径依赖意义重大。如何把非正规、非正式

教育机构乃至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都整合到终身教育体

系的资源框架中，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需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而如何打破教育资源按区域、机构进行简单配置

的现状，打破资源的组织界限，实现资源的按需合理流动

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上两

个问题也是教育供给侧改革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所在。

二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需创新定制化教育服务模

式。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根本在教育服务起点的革新，以鲜

活的学习者个体为起点而不是忽视差异的学习者群体。

在教育服务的提供方式上，围绕学习者个体进行服务，为

学习者提供适合且满足需求的教育，满足《仁川宣言》所

提出的公平的教育发展目标。个性化的学习需要一种全

新的教育服务模式与之相对应，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满足个性化学习的教育服

务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MOOCs代表了一种对教育机构

（包括远程的和基于校园的）传统服务方式进行解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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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颠覆性潜能的力量，它将重构教育服务产品与业务

流程（特里 · 安德森，王志军，2014）。它通过对教育服务

主体、教育服务方式、教育服务内容的创新，努力为参与

学习者提供一种定制化的教育服务。定制化服务模式的

逻辑起点是个体学习者，而不是群体，更不是教育机构，

是从个体学习者出发进行的教育实施与服务提供，它迥

然不同于传统教育生态中以学校、班级（群体）为逻辑单

元的教育服务方式。教育价值的追求以及学习者的个体

发展，依靠的是教育内容的组织、教育资源的配给以及教

与学环境的设计和教学的实施。定制化服务的提供最终

要落实到内容、资源、方法、环境等教育的环节之上。这

些教育环节的组织围绕着学习者个体展开，根据学习者

的学习需求提供不同的教育资源与内容，根据不同学习

者的学习动机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根据不同的学习能

力和风格安排不同的学习进程与教学方式。

三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需重视开放教育制度的建

设。终身教育体系建设重点在教育制度的创新，需形成开

放灵活的学习制度。教育组织模式、教育服务模式的创

新，最终需要教育制度的保障。终身学习理念带来的是教

育政策本身的全面调整（王晓霞，2017），横向沟通、纵向

衔接的终身教育体系重点要靠开放、灵活的教育制度和

政策支撑。这涉及到不同层次、类型的制度协调与配合，

但其中有两项决定性的教育制度需要在国家层面尽快

建立：一是资历框架制度，二是质量保障制度（林世员，

2017）。资历框架制度是终身教育体系开放性的制度性体

现，它规定和约束着教育体系的开放性与承载力，影响着

教育组织模式、服务模式创新的实现程度。我国学习成果

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坚实

的政策基础以及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应尽快探索建立

以国家资历框架为基础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

度。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确保各级各类学习成果认证、积

累与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同时，应尽快建立教育质量标

准和完善质量保障机制，引导教育服务机构为个体学习

者提供合适的个性化服务，规定国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行业组织、第三方机构等各类质量保障机构参与办学服

务机构教育质量认证与监测的职能与运行规则。

MOOCs仅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与教

育深度融合的典型代表之一，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的深度融合，尤其是随着我国“互联网+”战略的实

施，“互联网+教育”一定会突破教与学的微观层面，在教

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服务组织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创新实

践，推动教育体系的重构和教育制度与政策的调整。我国

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需把握“互联网+”战略机遇，借鉴

MOOCs的创新实践，推动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和

互联互通，构建一个大规模、个性化的开放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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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现状与优化模型

——基于网络公开课程视角

赵 彤 余 亮

（西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随着数字教育资源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作用日益凸显，其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地

进行自主学习。然而，数字教育资源的服务质量和学习者的需求之间仍有一定差距。本研究依据数字教育资源服

务的内涵，建构了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三个维度：数字教育资源分类和课程描述、通用性服务及个性化服务。同

时，选取10个国内外典型的公开课程网站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存在不足，即学

习评价方式单一，学习情况未能细致体现，知识缺乏系统化等。基于此，提出三个针对性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优

化模型，即围绕学习活动的学习评价模型、个性化学习数据管理模型和在线深度学习模型，以期改善数字教育资

源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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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高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应用平台的不断

涌现，教育领域将信息化作为发展的主要战略之一。在信

息化的环境下，数字教育资源应运而生。数字教育资源是

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而设计与开发，支持教学活动开

展，以数字化形态存储的课程材料（余亮，陈时见，吴迪，

2016）。基于网络平台的数字教育资源克服了传统教育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得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实际

条件来进行自主学习或协作学习。数字教育资源的出现

与发展不仅仅是对在校学习的辅助，更是对终身教育的

延续。无论何人，只要有学习的欲望，都可以利用琐碎时

间，随时随地地借助网络来学习。随着多种新型数字教育

资源的出现，在促进学习者学习的过程中，数字教育资源

相关服务的作用也得以凸显出来，为学习者提供了多元化

的学习方式，提高了用户体验。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是为满足不同用户的教与学需

求，进行资源建设并将海量的学习资源和资讯分门别类

地收集起来进行内容聚合，通过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数

字教育资源及相关辅助手段的数字化服务，以支持用户

完成资源查找、整理和应用等的教育相关活动过程。数字

教育资源服务是网络学习平台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于

学习者基于网络平台进行自主学习起到了极大的帮辅和

促进作用，但其仍然存在不足（肖爱平，蒋成凤，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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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景和张海燕（2005）在对部分地区的网络学习者自

主学习能力现状的调研表明，学习者出现“缺乏网络学习

方法指导”“难以有效调控网络学习过程”的情况比例最

高，可见缺乏学习引导和自我学习调控能力是网络学习者

普遍遇到的问题。董杜斌（2015）在对青年在线学习者的

学习现状进行调研中发现，在线学习者在MOOC学习中

虽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学习持久力不足，易出现倦怠

期，其建议通过加强课程平台的学习交流服务，提高学习

者在平台学习中的交互，使学习者调整学习状态和探讨

学习困惑，改善在线学习的完成度。在帮助学习者进行自

主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合理开发数字教育资源相关服务，

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指导和规划学习过程，并能为学

习者提供交互版块和阶段评估等，帮助学习者完成在线

学习，提高学习成果。

为调研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现状，论文选取国内外典

型的数字教育资源网站，对网站内的服务功能、用户体验

以及服务可用性进行调查，分析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存在

的不足，并据此提出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优化模型，以改进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学习者。

一、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现状

（一）网络公开课程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研究

设计

1.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内容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主要是为参与在线自主学习的用

户提供海量学习资源及相关的学习辅助手段，以支持用户

完成学习相关活动，包括进行数字教育资源的检索、订阅、

上传、下载，通过论坛及其他方式进行同步或异步的交流

讨论等。除此以外为了克服传统课堂中统一教学进度的不

足，数字教育资源服务还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例如相关内

容推荐、个人学习档案建立、针对自身的学习情况进行学习

路径和进度的定制等，使学习变得自主化、多样化。

因此，学习者在进行自主学习时不仅仅依靠数字教

育资源，网络学习平台如何围绕数字教育资源给学习者

提供服务，提供哪些服务，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习者

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果。依据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概念

界定，可以将服务大致分为三部分：

一是数字教育资源的分类聚合和资源描述。这部分

的服务主要起到资源导航的作用，引导学习者选择资源

进入学习。数字教育资源的分类和细节描述的详细与否，

都影响着学习者对学习资源的选择。资源分类和课程信

息越清晰细致，学习者越能快速准确地筛选出符合自身

需求的学习资源，从而融入学习中去。

二是针对所有学习者的通用性服务。这部分服务主

要是在学习者使用数字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起到帮辅作用，

包括常见问题解答、讨论区/论坛区、资源下载等服务，适

用于所有学习者。通用性服务为学习者使用数字教育资

源提供了便利，帮助学习者解决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一

些普遍性问题， “一站式”地完成整个学习过程。

三是个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区别于通用性服务，

是依据学习者的个人需求、学习能力等提出的针对性服

务，起到优化资源使用过程、深化学习效果的作用。学习

者的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学习时间和地点也不尽相同，单

纯依靠统一标准的服务并不能适配每一个学习者。因此

个性化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显得尤为必要。学习平台会

根据学习者的访问数据自动推荐资源并提供服务，学习

者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定制服务，使得数字教育资源

服务与自身的学习能力、进度等相匹配，以使学习成果

达到更优化。

2.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调查对象的遴选

本文将选取国内外共10个公开课网站作为典型案

例进行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现状的调研。国内外各选取5
个，国内公开课网站选取了“网易公开课”①“中国大学

MOOC”②“学堂在线”③“好大学在线”④和“爱课程”⑤，国

外选取了“可汗学院”⑥“Lynda”⑦“JHSPHOPEN”⑧“Cours
era”⑨及“Openlearn”⑩公开课平台。

本文选取的调研对象均为国内外访问量较大的公

开课网站，因此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内容和数字教育资源

服务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丰富。公开课网站面向的学习

对象群体范围广泛，参加公开课的学习者没有年龄、学

历、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公开课网站内的服

务内容更为全面并能适用于更广泛年龄段及学习层次的

学习者。

3．数字教育资源服务调研过程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内容，对应着学习者学习过程

的“引导学习——帮辅学习——优化学习”三个阶段，涵

盖了学习者进行在线自主学习的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数

字教育资源服务的流程体现，构成了完整的服务体系。因

此，依据上述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内容，设计了“数字教育

资源分类与课程描述”“通用性服务”及“个性化服务”三

个维度，通过调研这10个公开课程网站，对网站内的服务

功能、用户体验以及服务可用性进行调查体验，并结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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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分析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存在的不足，并据此提出

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优化模型。

（二）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现状分析

1. 数字教育资源类型分类与课程描述

数字教育资源是学习者参与在线学习的主要内容，

不同形式的资源具有不同的优缺点，丰富的资源类型有

助于学习者获得更好的学习成果。在调研的公开课网站

中，视频和文本资源都作为最基本的学习资源出现，除此

以外一些网站还提供了相关专题的会议和讲座的音频资

源。资源分类情况如表1所示。

如网易公开课一类的公开课网站面向的群体多为利

用空闲时间丰富知识的用户，由于不涉及作业考试以及最

后的学习证书，因此资源的呈现方式主要为视频。提供

认证课程的公开课网站还提供相关的课件、作业和测试

资源，基本包含完整课程的所有资源。Lynda中的练习文

件和评估是与许多课程相关的补充学习材料。练习文件

是用来强化技能的作业，而评估则是测验，用来测试学

习者的学习成果。JHSPHOPEN主要专注于公共健康课程

和资源，在JHSPHOPEN中，图片被区别于课程而作为独

立的一类资源。学习者可以根据主题来检索相关图片。

JHSPHOPEN还为学习者提供了课程资源和阅读材料列

表，课程资源按照课程来分，以课件和音频配合使用；阅

读材料按照主题分类，以列表的形式制定相关阅读材料。

中国大学MOOC提供的学习资源除了基本类型资源外，

还包括拓展网站链接和富文本资源。

公开课网站在课程资源信息方面虽存在一定差异，

但都提供了详细的信息服务（见表1）。中国大学MOOC在
课程简介方面较为细致，其中包括授课目标、参与学习之

前的预备知识储备、参考资料以及常见问题答疑等，以帮

助学习者更好地选择合适课程。在学习资源提供方面，将

不同类型的资源按照课程章节进行分类，学习者可以从

课件目录中根据资源类型直接进行选择，一目了然。中国

大学MOOC与学堂在线都为课程提供介绍短片，学习者

可以通过短片的形式来更直观地了解课程。学堂在线在

课程介绍中还给出了课程的精华笔记和针对该课程的常

见问题版块，帮助学习者来了解该课程更多的细节内容。

爱课程网在课程信息展示中添加了章节内容的知识点和

能力点，并添加了相关站内链接，通过点击知识点关键词

可以查看知识点的相关资源，供学习者进行拓展学习。

JHSPHOPEN的课程描述中包括课程目标、阅读要求、学

习任务、评分细则等几项要求。Openlearn在课程简介界面

中还提供了“courser views”的版块，学习者在课程学习之

后，可以对该课程进行打星评分，为后来学习者提供参考

价值。学习者还可以在完成一门课程后留下一篇评论，发

表想法和感受。Coursera的课程目录相较于其他公开课网

站来说条理性比较强，课程安排中规定了课程学习时间。

学习材料和资源以一周为周期进行分配，简述该周的学习

内容，将资源一一陈列出来，并明确标识出资源的类型和

标题。学习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将要学习的内容和

资源，以及学习过程中将要进行的活动。

部分公开课网站中添加了课程公告的服务部分，通

过发布公告来发布课程相关内容，包括提醒学习者课程

进度以及作业提交截止日期和要求，简要介绍每周课程

内容，提供资源下载链接等，并在公告中向学习者推荐一

些后续课程或相关课程，以供学习者参考和学习。

2. 数字教育资源通用服务

公开课网站根据网站自身的特点定位，并结合资源

呈现形式、是否有学习认证等因素影响，其通用服务的设

定也有所不同，具体如表2
所示。

网易公开课在视频

的右上角给出了笔记的版

块，用户可以在观看课程

的同时添加笔记。在此版

块中参加该课程学习的用

户笔记是共享的。用户可

以在此查看该课程的最

优笔记以及最新笔记。笔

记以视频的播放时间进行

标记，用户可以很快根据

表1 数字教育资源类型分类及课程信息

网易
公开课

中国大学
MOOC

学堂
在线

爱课
程

好大学
在线

可汗
学院

Lynda JHSPHOPEN Coursera
Open
learn

资源
类型

文本 √ √ √ √ √ √ √ √ √ √

音频/视频 √ √ √ √ √ √ √ √ √

课件 √ √ √

网页链接 √ √ √

图片 √

作业/测试 √ √ √ √ √ √ √ √ √

其他 富文本

课程
资源
信息
展示

课程简介 √ √ √ √ √ √ √ √ √ √

主讲简介 √ √ √ √ √ √ √ √

目录导航 √ √ √ √ √ √ √ √ √

资源来源 √ √ √ √ √ √ √ √

课程公告 √ √ √ √

其他
常见
问题

知识
点总
结

课程技
能总结

常见问题
课程等级
及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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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播放进度找到相关笔记。在课程视频的下方开辟

了跟帖讨论区，观看者可以随时针对视频内容在讨论区

跟帖讨论，并可以通过社交软件进行转发分享。

学堂在线等网站在小节课程后会根据课程内容发布

相关帖，学习者可以参与讨论，提出看法。学堂在线在课

程版块还添加了学习指南，将课程内容安排介绍给学习

者，帮助学习者建立一个学习内容的整体框架，了解学习

进程。部分课程开通了技术分享版块，在该版块中可以分

享关于该门课内容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并支持学习者一

起讨论。

爱课程增加了学习群组的版块，可以帮助有共同学习

目标的学习者参与课程学习和讨论，共享学习笔记和资

料，增加在线学习的交互性。在爱课程的课堂互动区中，

学习者可以对所学的某一章节进行评论，其他学习者在

参与课程互动时，可以根据讨论区的内容直接点击进入

该讨论的章节课程。

在好大学在线进行课程学习时，可以选择是否要进

行学分认定，学生按照课程教学计划学习，完成课程学习

所有环节，参与所有考核，且最终学习成绩合格，可以由

学生所在学校给予学分。

可汗学院在练习的版块中添加“获取提示（Get a 
hint）”服务，学习者在练习无法完成时可以选择获取提

示。提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观看相关视频来获取解

答思路；如果仍未理解，可以选择第二种，获得该题的解

题步骤以及针对性提示。但如果使用了提示，该问题将不

被包含在学习者学习进度中。

在Openlearn平台中，分享是十分便利的。不单单是分

享资源，如果学习者在学习中看到某段文字想进行分享，

可以直接选中文字，文字上方就会出现各个社交网站以

及邮件的图标，点击进行分享。

除了学习过程中的通用性服务外，学习者

在课程检索时的资源排序同样对学习者选择

资源有着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一组信息

中，位置排在最前的信息最容易被人们记住，

并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产生作用，这被称为“首

位效应”（陈红梅，2007）。澳大利亚学者墨菲

等通过实验发现，在信息量为6条的情况下，

参加实验的实验对象对第一条信息的点击频

率最高（Murpuy, Hofacker, & Mizerski, 2006; 陈
红梅，2007）。因此资源排序对于学习者在资

源选择上有着很大影响。学习者面对众多的

数字学习资源，会优先选择第一页或是前几页中的资源，

这也间接地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因此本文就公开课

网站的检索结果排序情况单独做了一个调查。

在检索排序方面，相较于在线学习网校而言，公

开课网站并没有细致排序规则。爱课程、好大学在线、

JHSPHOPEN和Coursera没有明确的排序规则；可汗学

院课程较为固定，也没有明确排序；网易公开课按照课

程与检索词的相关度进行默认排序；中国大学MOOC
依据上传时间、浏览量以及同检索词的相关程度进行

排序；学堂在线按照课程参加人数进行排序；Openlearn
开通了给课程打分的服务机制，因此在检索时默认按

照课程评分来进行排序。在Openlearn中进行课程检索

后，与其他网站不同的是，Openlearn对在线课程资源做

了等级划分，分别为等级1“introductory”（引导篇）、等

级2“intermediate”（中级篇）和等级3“advanced”（高级

篇），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来选择不同等级

的课程。通过对公开课网站的访问和检索体验发现，通

过细化分类标准，例如划分数字教育资源的难易等级、

课程评分、检索词相关度等，对学习者检索的资源进行

多元化排序，可以使学习者快速对数字教育资源进行定

位和匹配，且匹配精确度更高。

3. 个性化服务

除了基本的通用性服务，大多数公开课网站还为学

习者提供了个性化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 如表3所示的学

习资源推送、建立学习档案等。JHSPHOPEN网站没有个

人账户登录，因此没有个人档案。

网易公开课针对受众群特点，其对网站内的所有资

源视频进行观看次数的排序以及更新时间的排序，筛选

出最热门的课程资源，推荐给用户。网易公开课为用户开

放了“我的公开课”版块，在“我的公开课”的个人页面中

表2 数字教育资源通用性服务

通用性服务
资源
下载

新闻
资讯

活动
组织

用户评议/
意见反馈

常见
问题

社交软件
/客户端

讨论板块
/跟帖

资源
分享

其他

网易公开课 √ √ √ √ √ √ 划词翻译

中国大学
MOOC

√ √ √ √ √ √
作业批改
教师答疑

学堂在线 √ √ √ √ √ √ 技术分享

爱课程 √ √ √ √ √ √ 学习群组

好大学在线 √ √ √ √ 作业互评

可汗学院 √ √ √ √ √ √

Lynda √ √ √

JHSPH
OPEN

√ √ √

Coursera √ √ √ 用户评分

Openlear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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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个人的播放记录及播放进度、收藏的课程以及

个人笔记，帮助用户个性化地查看和管理自己的课程。

学堂在线的课程进度版块以折线图呈现，横轴以每

一次的作业和实验为单位，反映学习者的已学习章节和

待学习章节；纵轴为完成得分，体现学习者在本课程各个

章节的学习成果，分为A（85%以上）、B（60%以上）两个

等级。学习者可以通过查看折线图来了解课程的学习进

度以及学习成果。在折线图的下方是学习者在每一小节的

学习中是否存在学习问题以及问题得分的标注，学习者

可以通过浏览来发现问题，回顾薄弱点。

可汗学院在针对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方面提供了详

细的服务。可汗学院将练习建立成一个基于知识点内在

联系的知识网络图。知识点以颜色区分，蓝色代表精通，

浅蓝色代表未学习，橙色代表需要复习，绿色代表建议

学习，并根据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为学习者推荐进一步学

习的内容（王晓雨，李平，王庭槐，2013）。可汗学院允许

学习者添加其他用户作为自己学习的指导者，还为学习

者提供成就区，学习者可以通过观看视频，完成练习等

方式来赢取勋章，提高自己的技能等级。这一系列的服

务都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促进学习者课

程的完成。

Lynda针对个体学习者或团体学习者提出不同的学习

解决方案，以促进个人知识业务和团队培训。播放列表是

组织lynda课程和进度跟踪的重要工具。个人可以创建和

共享播放列表和组织可以分配播放列表的团队成员，以

促进培训。

学习者在Openlearn中进行学习时，会建立自己的学

习文档——“My openlearn profi le”，平台会检验和总结学

习者的学习进度，将其反馈在学习者的学习文档里。

（三）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存在的问题
数字教育资源一直处于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渐

渐出现资源冗余、多源异质、可靠性降低等问题，使得资

源利用率不高。科学技术的介入使得数字教育资源的质

量和可用度以及与学习者的契合度越来越高。例如Google 
Search、IBM Blue Cloud、Microsoft Azure以及阿里云等云

计算系统（冯永，钟将，叶春晓，吴中福，2013），基于由大

量商用计算设备构成的数据中心，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

的数字教育资源和快速便捷的资源服务（Patterson, 2008; 
Gary, 2010）；日本一个网络在线学习系统根据学习者的学

习能力和理解程度不同，为学习者提供不同程度的练习

资源等（陶媛，2013）。现阶段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能够

帮助学习者过滤筛选最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为学习者

提供包括组织和管理资源、资源学习工具等在内的资源

服务以及推荐契合学习者兴趣、适合学习者学习能力和

知识水平的学习资源。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智能化和丰

富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参与并认同基于数字教育资

源来进行学习，但其完成度及深入度却差强人意。通过

对实验平台的调研得出现阶段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普遍

存在以下问题：

1. 学习评价方式单一

在进行调研的公开课数字教育资源平台中，对于学

习者的学习数字教育资源评价服务涉及面较少，基本只是

教师对学生作品或考试内容进行批改评价。只有个别网

站，如好大学在线，提供了学生作业互评的评价方式。

在多数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中只关注了学习者的总结

性评价，而忽略了过程性评价。学习者的过程性评价同总

结性评价一样重要，其可以让学习者更清楚自身在课程

学习中所碰到的问题。因此除了教师对作业和测试的批

改外，还需学习者对于自身学习情况的过程性自评以及学

习同伴互评。学习者在学习完成后回忆和梳理自己在之前

的学习中，哪一部分学习起来较为吃力，哪一部分记忆较

为薄弱，哪一部分在做作业时错误较多，并对学生自评进

行标识，便于学习者回顾和复习。大部分网站缺少引导学

习者对于学习过程的阶段性自评和记录。同伴互评也可以

看作是学习互动的一种方式，学习者通过互评来交流想

法和发现问题，达到分享和修正知识的学习目的。

2. 学习情况未能细致体现

多数数字教育资源平台中只是显示了学习者在学习

表3 数字教育资源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
内容
推荐

学习任
务列表

学习
记录

资源搜藏
及管理

学习
评价

课程
答疑

个人
笔记

其他

网易
公开课

√ √ √ √

中国大学
MOOC

√ √ √ √
学习成果
记录

学堂在线 √ √ √ √
个人学习
进度记录

爱课程 √ √ √ √ √ √

好大学
在线

√ √ √ √ √

可汗学院 √ √ √ √ √

知识网
络/提供
指导/成
就勋章

Lynda √ √ √ √ √

JHSPH
OPEN

Coursera √ √ √ 个人成就

Openlear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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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进度，帮助学习者定位上次学习的位置，快速进

入学习，但未能体现学习者在每一章节的学习效果。学习

者完成一阶段的学习后，在回顾学习内容时，只能看到自

己学习了多少内容，但无法直观看到自己每一模块内容的

学习情况，对于早期学习的知识点、存在的疑问等有所淡

忘，找不到自己的薄弱点进行加强和复习。学堂在线在这

一方面提供了服务支持，即用折线图体现了学生在当前课

程中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成绩，但未将学习情况细致到知

识点。可汗学院建立的知识网络图不但强调了知识点之

间的相关联系，还以颜色区分学习者对于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极大地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3. 知识缺乏系统化

学习者参与公开课学习多是自由安排零散时间，公

开课本身的知识内容也相对短小和碎片化。相较于传统

课堂，缺少对所学知识的总结和反思，使得学习者只是

记忆和理解知识点，停留在浅层学习层面，而无法将独

立章节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组织，形成知识网络，达到深

度学习。平台在建设资源的过程中可以添加复习和预习

章节，引导学习者将知识点连贯起来，并在个人档案中

提供思维导图等插件，帮助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地图，

形成可视化的知识网络，引导学习者分析、评价、综合应

用所学知识。

二、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优化模型

针对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存在的问题，现提出以下三

个模型：围绕学习活动的资源学习评价服务模型、个性化

学习数据及资源管理服务模型和在线系统化深度学习资

源模型。

（一）围绕学习活动的资源学习评价模型
在调研的公开课平台中，对于学习评价的主要方

式是教师对课程作业和测试作品的评价，以及学习同伴

对于课程作业的评价。学习者可以根据作业和测评的评

价结果，发现学习过程中的薄弱点。他评可以让学习者

获取不同角度的评价和意见，并实现知识的共享。这对

于学习者是启发的过程，可以使其看问题的角度更加多

样化，是明确学习状况的较好方式，能够极大地促进学

习者的学习进程。学习者作为网络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参

与者，大部分时间进行的还是独立学习。在学习中可能

存在问题，但在作业和测试中可能没有体现，这样教师

就无法获知学生的疑问点。自评可以使学习者自身了解

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更为细微的问题，如学习方法、学

习进度、学习行为、学习成绩等，可以帮助学生纠正不正

确的学习方法，找出学习差距，改善学习行为，促进自主

学习等，同时自评不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指标，减少了

学习者对于评价的抵触心理（刘仁坤，杨亭亭，王丽娜，

2012）。因此评价体系中需要加入学生自评体系，增加评

价主体，来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价。学习者自评不仅可以帮

助学习者随时监控和了解学习状况和进度水平，还可以

及时获取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情绪变化数据。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情绪的变动对学习者的学习十分重要，

积极的学业情绪能激发学习者学习的动力，促进学习；

相反，消极的学业情绪会阻碍学习者的学习（宗阳，陈

丽，郑勤华，胡红梅，2017）。现有对在线学习者进行情

感分析的研究就包括通过情感分析量表问卷来评价学

习者情绪，例如李笑樱（2011）通过编制远程学习者情感

自评量表，来确定远程学习者的情绪变量。

该模型把学生自评分为了3个部分（见图1）：学习过

程评价、讨论互动和课程活动。学习过程评价可以由课程

平台提供一定的自评指标，让学习者每完成一个课程阶

段及时对自身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并可完成课程反思，

将课程中学到的知识、遇到的问题、自身想法等进行反思

总结，来体现对该课程的认识和学习中的不足之处；讨论

互动和课程活动是学习者在进行浅层学习后再深化的学

习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学习者交流思想、知识深化，也

是学习者进行反思评价的过程。

图1 围绕学习活动的资源学习评价模型

除了对学习者学习状况的他评和自评外，还有平台

学习参与者对数字教育资源及其服务的评价。孔丽丽、马

志强、易玉何和杨昊（2017）提出在行为科学视角下，我们

可以将在线学习行为解释为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环境下，为

完成学习目标与学习环境所进行的双向交互过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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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在线学习的行为因素归为个人心理因素和环境因

素（冬青，1987）。个人心理因素包括情感、态度、动机等；

而环境因素则包含网络学习系统、资源和学习支持以及

社会性关系（师生、生生之间的关系）等因素（付淇，朱经

强，2015）。因此对于在线学习来说，除了通过自评和他评

了解学习者学习状况，资源和服务的优与劣也是影响学

习者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模型中加入了用户对平台数

字教育资源及其服务的评价。数字教育资源的评价可以

包括教学视频的质量、课程结构的合理性、视频教师的授

课水平、课程交互（讨论、答疑等）、课程练习和测评等部

分；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可以包括课程检索、网站地图（课

程指南）、学生学习的技术支持、信息管理、学习者特征分

析等。平台可以开通反馈意见版块，或随课程学习定期发

放调查问卷。

通过以上三部分评价全面完善网络学习中的评价体

系，支持学习者自主学习以及促进网络学习的学习效果。

（二）个性化学习数据及资源管理模型
学习者个体的学习需求、学习能力以及学习基础都

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网络学习平台聚焦于为学习者提

供个性化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

率。最常见的服务形式是通过收集用户在学习活动过程中

产生的大量学习数据，对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包括学习进

度、知识水平、内容偏好等进行定位分析，为学习者提供

个性化的课程内容推荐服务。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个性化

服务全面化，更好地贴近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见图2）。

图2  个性化学习数据及资源管理模型

除了个性化推送外，为学习者建立个人学习档案也是

平台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一种方式。常规版块包括课程订

阅收藏列表、学习课程任务列表、学习成果记录等，可以

满足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基本需求。但平台往往会忽

略对学习者学习后的资源管理，如每次课程中学习者的

学习笔记、课程提问和发言讨论、课程学习的自评及他评

的分类归纳整理。当学习者在完成课程后对课程进行回

顾时，往往会因为课程内容多、学习时间过长等原因找不

到学习薄弱点和切入点，而学习者在参与课程中留下的各

种数据内容正是其最需要回顾的地方。该模型将学习笔

记、课程讨论以及学习评价纳入了学习者的学习档案，并

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日期、学习课程章节等对以上数据资

源进行分类整理，便于学习者的回顾和查看。

常规的个性化学习服务大多都提供了学习进度显示

的功能，即学习者在利用闲余时间进行学习后，平台系统

会对学习者的学习进度自动进行定位，学习者在进行下一

次学习时可以快速地找到学习切入点。但由于学习时间

较为分散，学习者再次开始学习时可能对上一次学习的内

容有所忘却，无法迅速进入学习。在该模型中引入了知识

地图的概念，除了能提供最基本的学习进度显示外，还可

以查看该节课程与之前课程的相关性。学习者在点击知

识地图中的节点时，可以查看该节点课程中的知识重点，

帮助学习者快速回顾上次课程的学习内容。除此以外，在

知识地图中引入颜色标识，根据学习者在日常作业、测评

以及自评中的学习评价状况，对知识点以不同颜色进行

标识，可视化地反映学习者的学习情况。这样学习者在进

行本次学习之前先查看上次课程的学习重点，并根据自身

的学习状况选择性地进行回忆和复习，巩固知识学习，也

为下一课程的学习打好学习基础。网站自身提供的知识

关系图可能不能涵盖学习者所有的学习相关内容，因此在

网络关系图中添加笔记功能，学习者可以把学习中遇到的

疑难点、重点等添加在知识节点中，以笔记图标显示，学

习者在进行回顾的时候可以直接点击查看。

（三）在线系统化深度学习资源模型
基于网络的在线学习使更多的人可以在闲暇之余进

行学习，因此碎片化的知识越来越受到推崇，其知识点

精简、易于理解、形式多样化、承载设备多样化等特点

极其适合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碎片化知识虽利于学习者

进行学习，但其知识零散的特点使得学习者忽略了知识

系统化的过程，无法将相关知识点进行关联，思维变得

狭隘，在解决问题时做不到迁移运用，难以阅读长篇或

深层次的文章并进行复杂思考。因此在线学习，尤其是

参与公开课程学习的学习者，对知识多停留在识记、理

解的阶段，止步于浅层学习。Thomas和Nelson（2005）指
出，Biggs、Ramsden和Entwistle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

了深度学习，认为深度学习体现为学习者亲自致力于运

用多样化学习策略，如广泛阅读、资源整合、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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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单个信息与整体结构相关联、将所得知识应用于现实

等，以此能达到对学习资源的深层理解。故该模型（见

图3）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认知、理解、应用、分

析、综合、评价”六维度来设计资源服务，以帮助学习者

从浅层学习过渡到深度学习。浅层学习可以看作是进入

深度学习的基础，因此浅层学习的扎实程度直接影响着

学习者的深度学习成果。平台在提供资源服务之前，应

根据课程资源的性质和内容创设情境。就学习动机而

言，深度学习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学习者在主动获

取知识、对知识进行加工的过程中，更容易进入到深度

学习中来（焦夏，张世波，2012）。学习情境的创设可以

让学习者更准确地了解课程内容并更快融入学习氛围中

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过

程中，检索资源就可以看作是学习者主动获取资源知识

的过程。网络平台应提供细致的资源检索和资源排序服

务，帮助学习者进行高级检索，并对资源基于点击量、好

评度、发布时间等因素进行排列。在学习过程中提供个

人笔记、实时提问等功能，帮助学习者完成认知、理解阶

段的学习。学习者可以基于笔记的特点，对知识点进行

标记总结；通过提问功能来巩固对知识的认知。

图3 在线系统化深度学习资源模型

在该模型中还强调社群学习和实际应用对于学习者

在线学习的影响。单纯的自主学习可能会让学习者产生

厌怠心理，学习共同体的支持可以增加在线学习中较为

缺失的互动性，丰富学习者的学习经历，学习者可以在讨

论中共享学习、交流思想、提出质疑，加深对知识点的理

解。而对知识的实际应用可以使得学习者活学活用，在实

际应用中将知识具体化，并发现不足，在理解的基础上进

行反思，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反思的过程是学习者对知识的分析过程，并将知识

系统化重构的过程。在平台技术的支持下，为学习者建立

思维导图版块，在系统服务引导下，学习者将所学习到的

知识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可视化地展现出来，帮助学习者

进行知识的整合组织和意义建构，将新旧知识结构化地

关联起来，使碎片化知识实现整合。根据思维导图的内容

和学习经历，学习者不断进行评价和总结，完成知识的积

累和分析，以实现深度学习，使学习不只是记忆和理解，

而更多的是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加以应用和创新。

整个学习过程就是学习者知识建构的过程。在此过

程的促进下，学习者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发现知识缺

口，提升学习能力，能在理解的基础上主动地、批判性地

学习新知识，并主动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以达到综合运

用知识、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三、小结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方式变

得多元化、个性化，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学习

者的参与度大大提高，但数字教育资源学习的完成率却

不高。通过对国内外典型的公开课网站的数字教育资源

服务的调研和分析发现，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在学习评价

和学习引导等方面的服务较为薄弱，造成学习者在自主学

习数字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虽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由于

缺乏学习引导，难以明确学习路径和个人学习情况，难以

做到有效调控学习行为，易出现倦怠期。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习持久力，因此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在

此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亟需改善。本文根据调研分析的

不足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模型，丰富数

字教育资源服务在学习引导和学习评价等方面的服务内

容，旨在提高学习者的完成率和有效学习率，并进一步加

强学习者的知识内化。但以上模型尚未得到实践，后期将

对模型进行简单实现，通过对比实验、访谈等方式收集

数据，检测其功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验数据，做

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现阶段各大公开课平台正结合用

户体验不断改进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并逐步向个性化服

务方向发展，为学习者创造更适合自身的学习环境和学习

体验，使学习者取得更丰富的学习成果。

注释

① 网易公开课 https://open.163.com

② 中国大学 MOOC http://www.icourse163.org

③ 学堂在线 http://www.xuetang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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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好大学在线 http://www.cnmooc.org/home/index.mooc

⑤ 爱课程 http://www.icourses.cn/home/

⑥ 可汗学院 https://www.khanacademy.org

⑦ Lynda  https://www.lynda.com

⑧ JHSPHOPEN http://ocw.jhsph.edu

⑨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

⑩ Openlearn http://www.open.edu/open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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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混合课程中移动学习应用支持小学生认知水平

和学习行为研究

 郭笑妍1 吴敏华1 汤道坦2 赵丽丽2 孙 众1 

（1.首都师范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北京 100048；2.安徽省肥西县铭传乡中心学校，安徽合肥 231262） 

【摘 要】随着移动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的信息化环境和服务成为众多研

究者的关注热点。本研究将交互式移动学习应用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探索校园混合课程学习环境下交互式移动

学习应用对小学生认知水平的影响以及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认知水平之间的关联性。依据前测数据对学生进行无差异

分组，实验组采用校园混合学习课程，对比组采用传统面授学习课程，研究发现校园混合课程中交互式移动学习应

用对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实验组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其学习行为序列存在明显正相关。本研究对小

学校园内的移动学习环境构建提供了基于实证的研究借鉴。

【关键词】移动学习环境；iPad；认知水平；学习行为

【中图分类号】 G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2-0023-07

一、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深入发展，基于移动设

备或网络的混合课程成为校园课程的发展趋势。技术之

所以能够推动教育的整体变革，在于教育体系的要素在

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教育整体性变革的

内在原因（林世员，2017）。以手机、iPad为代表的移动设

备的普及使校园混合课程的模式变得更加多样化，移动

学习环境与传统面授环境相结合能够为教师开展教学提

供多渠道、多方位的支持，信息技术环境下教育应用和

学习分析技术的双结合使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轨迹进行记

录、追踪和分析成为可能（付冠峰，2016）。通过文献调研

发现移动学习应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果，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等。但我国

目前有关小学生混合移动学习环境下学习者学习行为分

析的研究较少，学生的学习行为对其认知水平的影响逐

渐成为研究者们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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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移动混合学习
在全民移动、数据互联的时代，移动学习作为互联网技

术与教学理论相融合的产物迅速发展，移动学习的概念自

2000年引入中国，引发了国内基于移动学习应用的研究热潮

（胡鑫凤，2017）。移动技术在学习中的运用可以促进学习者

产生愉悦的认知体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为学习者提

供情景化学习体验，促进学习者的知识内化过程。

Tan和Liu（2004）通过研究发现移动学习系统能够有

效提高小学生英语学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Sha和Looi（2013）通过使用GoKnow’s MyProjects软
件对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学生进行的为期40周的科学课

程学习情况追踪发现，移动学习软件能够有效提高学习

者对知识的自我解释能力，同时能够提高学习者对学习内

容熟悉程度的自我判断力。

张义兵、孙俊梅、陈娟和吴声文（2013）通过台湾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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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平台构建小学四年级学生为期两个月的语文创新学习

环境，研究表明该平台能够有效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态度。

周晨蕊、孙众和沈海娇（2015）以图片语音社交软件

“啪啪”作为实验平台，对72名小学生进行为期一学期的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课后使用社交软件“啪啪”能够提高

小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具体表现在单词准确度、句子

数量和语音语调等三个方面，尤其在提高句子数量的表

达上具有显著效果。

汤丽琼（2016）通过iPad构建移动环境下小学数学混

合课堂，研究结果表明iPad移动环境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得到有效提升，显著高于传统课堂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宋洁和孙众（2017）将电子教材与小学生校本课程

《节日文化》相结合构建移动混合互联课程，研究结果表

明移动互联校园混合学习环境不仅能够提升小学生的认

知水平，同时能够有效提升小学生的思维深刻性和思维

发散性。

（二）学习行为分析
学习分析技术在多个领域促进教育创新和改革。通

过学习分析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对学生做出更加全面、准

确的评价（陈伯栋，黄天慧，2017）。学习行为分析是学习

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分析技术的出现为实现高阶

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学习分析技术可以

从行为视角阐述技术增强学习效果的原因，同时有效指

导后续教与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杨现民，王怀波，李冀

红，2016）。
Sackett（1978）于1978年提出了滞后序列分析法（Lag 

Sequential Analysis，简称LSA)，滞后序列分析法能够有效

地分析出在一种行为发生之后发生另一种行为的概率以

及其是否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近年来，滞后序列分

析法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也愈发频繁（李爽，钟瑶，喻

忱，程罡，魏顺平，2017）。
Hwang和Chen（2016）基于小学生生物与科学知识课

程构建移动混合学习环境，小学生通过Android设备进行

情境化学习。通过对小学生的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将移动

设备引入课堂，进行游戏化的情境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学

生的学习成绩和批判性思维认识，同时能够激发学生的

内在学习动机。

Hou（2013）在小学课堂上使用Talking Island游戏，并

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研究，发现高分学生能够展示出更多

的社交行为，且以任务为驱动的方式更能够激发男生的

学习兴趣，同时低分学生需要更多的鼓励与激励。

Wu和Huang（2017）通过构建基于手机游戏的英语智

慧学习系统，并根据课本段落、难度确定所学单词。通过

对学生行为日志进行分析，发现学生查看排名的行为较为

显著，同时在单词词义学习部分的学习行为显著，说明学

生更注重单词意思的学习。研究发现该系统能够有效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能、成就感以及胜利感。

胡艺龄、顾小清和赵春（2014）依托电子课本对学生

的知识点掌握情况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够有效判断

学习者的知识掌握程度，同时能够为教师制定个性化教

学策略提供依据与支撑。

整体看来，将移动设备应用到小学生校园混合课程

是很多研究者的关注热点，其中不仅包含对小学生学业

成绩与非智力因素的探究，也有针对小学生思维能力等智

力因素的探究。但对于学生认知水平与其学习行为序列

的关联分析较少。本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学生使用iPad产生

的学习行为序列与其认知水平的关系，重点关注：①交互

式移动学习应用对学生的认知水平有何影响？②学生的

认知水平与其学习行为序列有何关联？基于上述问题本研

究构建交互式移动学习应用和传统课堂相结合的校园混

合课程，通过对小学生认知水平和学习行为的分析，为小

学校园混合课程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三、实验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安徽某小学100名学生（男生57人，女生43

人）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10.81岁。所有学生在实验开始

前进行课程知识水平、学习风格、学习兴趣和自我效能的

测试，并根据收集的数据对学生进行无差异化分组，其

中实验组43人（男生24人，女生19人），对比组57人（男生33
人，女生24人）。

（二）Smart eBook
 Smart eBook是本研究团队以小学生英语课程为主

题开发的一款用于iPad平板电脑上的个性化学习系统，

Smart eBook采用游戏化界面设置，以单词为中心，学习者

可以进行单词词义、发音、句子翻译、段落跟读、视频理

解等学习（见图1），同时能够通过玩游戏进行与所学单词

有关的测试，测试题目从单词分类、拼写、句子运用、视频

内容理解多方位考察学习者学习情况，回答正确即可获

得一定的金币奖励。同时针对每个单词，学习者可以进行

创作，还可以在个人中心模块查看个人信息、伙伴排行、自

己上传的作品，同时能够和智能机器人进行互动。该学习

系统打破了传统教材的限制，将不同版本教材的学习资

源进行了有机整合，能够为学习者推荐个性化学习资源。

同时每一位学习者都拥有独立且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

Smart eBook可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进行完整记录。

（三）研究过程
在实验开始前，本研究团队和两位任课教师进行多

次沟通交流，为尽可能减少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造成影

响，在实验过程中两位任课教师共同备课、共同制定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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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安排，确保两组学生除学习环境不同外，保证授课进

度相同、授课内容相同、教学难易程度相似。

两组学生均进行英语“Food and Drinks”部分的学

习：对比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课后任务由传统纸质作

业完成。实验组课程在同样的教室中进行，课程时间按照

“1+1”分配，前半部分时间以教师教学为主，后半部分时

间学生进行基于iPad的个性化自主学习。通过前期调研发

现该实验涉及的所有学生均没有使用iPad进行混合课程

学习的经验。因此实验开始前任课教师对Smart eBook的
使用方法进行讲解，实验过程中任课教师负责管理课堂

秩序。实验结束后，两组学生同时完成英语水平后测，并

绘制思维导图，实验流程如图2所示。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结合了量的研究和质性研究。采

用Excel统计学生的思维导图成绩和学习行为日志数据；

采用SPSS19.0软件对学生认知水平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

实验组和对比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

差异；基于GSEQ软件采用滞后序列分

析法（LSA）进行行为序列分析，解析实

验组同学认知水平与其学习行为之间

的隐性关联；采用访谈法对学生进行访

谈以进一步验证研究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认知水平分析
认知水平是反映学生对知识掌握

程度的直观体现。本研究中的英语前

测试卷分为听力、看图写单词、词义辨

析、选词填空、句子理解、段落分析六

部分内容，多方位考查学生的认知水

平。实验开始前对所有学生进行认知

水平测试，表1呈现了所有学生的前测

成绩T检验结果，前测结果显示实验组

（M=33.32）与对比组（M=32.55）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

以作为实验对象进行实验。

表1 英语知识前测独立样本T检验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Sig.
实验组 33.32 6.544

0.620
对比组 32.55 7.773

 **p<0.01; *p<0.05

经过实验，对实验组和对比组进行后测，后测试卷

与前测试卷题目类型相同，难易程度相似。表2呈现的T检
验结果表明，实验组（M=39.70）高于对比组（M=34.88），
两组学生认知水平间存在显著性差异（Sig=0.01<0.05）。
实验组平均成绩提高6.38分，对比组平均成绩提高2.33分。

二者差距显著。由此说明，移动混合学习环境下交互式移

动学习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学习者的认知水平。

表2  英语知识后测独立样本T检验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Sig.
实验组 39.70 8.433

0.01**
对比组 34.88 9.756

**p<0.01; *p<0.05

（二）学习行为分析
为深入探究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其学习行为的隐性关

联，本研究将实验组43名同学按照其英语成绩的变化幅

度（后测成绩与前测成绩的差值）分为三组，第一组为提

高10分及以上的同学共计15名，第二组为提高1～9分的同

学共计14名，第三组为成绩负增长的同学共计12名。将英

语试卷题目根据布鲁姆认知体系进行分类整理，通过对

三组学生的前测和后测平均成绩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可知

 图1 Smart eBook操作界面示意图

图2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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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3），高分组同学在六个层次的得分均有较为显著

的提高；中分组除在应用层次部分成绩略有下降外，在其

余层次成绩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低分组在识记、理解层

次略有上升，但在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四个层次略有下

降。高分组与中分组在理解、应用、分析三个层次的成绩

变化幅度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分组与低分组在六个层次的

成绩变化幅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中分组与低分组在评

价、创新两个层次的成绩变化幅度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3）。

图3 平均成绩提升幅度统计图

Smart eBook交互式移动学习应用采用卡牌式设计，

卡牌分为Word、Sentence、Paragraph和Video四部分。四

组卡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操作连续性，学习者既可以在

word学习之后进行Sentence学习，也可以在Paragraph学习

之后进行Video学习，同时可以在任意一组卡牌学习之后

进行作品上传等操作。本研究对实验组43名小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产生的约30万条行为数据进行筛选，剔除行为

数据中登录、退出等与本研究方向不相关的数据，主要聚

焦8个学生行为共计97 753条行为数据，根据布鲁姆认知

目标分类，结合软件实际内容，对筛选出的有效数据进行

全部编码（见表4）。在编码结束后进行一致性检验，三组

数据的Kappa值均大于0.4，证明编码有效，可以进行滞后

序列分析。表5为整理后的残差表（Z-score），当Z-score值
大于1.96则表明该行为路径具有显著性（Carletta, 1999）。

表4 6种行为的描述与编码

层级 编码 学习行为
识记 P1 单词识记、拼写、发音

理解 P2 单词在短句中的应用、发音、跟读

应用 P3 段落跟读、练习

分析
P4 开始观看视频 视频内容辨析

P5 完成视频观看任务

评价
P6 开始测试 知识掌握程度

P7 结束测试，提交测试结果

创造 P8 上传音频、视频、图片

 根据残差表绘制行为转换图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呈

现（见图4、图5、图6），图中的点代表用户的行为，连线

代表行为之间具有显著性，且线条越粗代表显著性越

明显，箭头代表行为发生顺序，线条上的数据是残差值

（Z-score）。例如高分组中P6→P7（Z-score=171.71>1.96）代
表高分组在P6行为（点击“Start”开始测试）后发生P7行为

（完成测试后点击结束测试）存在显著性。

高分组在识记层次（P1→P1，Z-score=80.94）、理
解层次（P2→P2，Z-score=150.99）、应用层次（P3→P3，
Z-score=56.85）中能够进行相对独立、深入的学习，学习

效果较好。在分析层次（P4、P5）能够完整观看视频以及

对视频内容进行分析。且高分组学生在进行识记层次学

习后更喜欢进行分析层次学习（P1→P4，Z-score=11.34）。
在评价层次（P6、P7）能够进行完整测试，对自身学习效

果进行评价，表明高分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有

效的高阶学习活动。在创造层次（P8）有上传作品操作，

但有效作品较少。

中分组在理解层次到应用层次（P 2→P 3，
Z-Score=3.88）存在行为显著性，表明中分组学生在进行

Sentence部分学习之后更倾向于进行Paragraph部分的

学习。在分析层次和评价层次，中分组在未完整观看视

频的情况下重复播放同一视频（P4→P4，Z-score=56.38）
和在未完成测试的情况下点击“Restart”重新进行测试

（P6→P6，Z-Score=4.36）存在行为显著性，表明中分组在

基于iPad的个性化学习过程中存在较多无效操作。

低分组在理解层次与应用层次之间存在交替浏

览学习资源的现象（P2→P3，Z-Score=7.63；P3→P2，
Z-Score=3.25），表明低分组在这一部分存在的非有效学

习行为较为显著。低分组同学在未完整观看视频的情况

下重复播放同一视频（P4→P4，Z-score=89.54）和在未完

表3 成绩提升幅度差异T检验

层次 分组(I) 分组(J) 均值差(I-J) Sig 值

识记
高分组 中分组 1.419 0.211

高分组 低分组 3.133 0.008
**

中分组 低分组 1.714 0.139

理解
高分组 中分组 2.729 0.007

**

高分组 低分组 3.241 0.002
**

中分组 低分组 0.512 0.600

应用
高分组 中分组 2.050 0.019

*

高分组 低分组 5.622 0.000
**

中分组 低分组 3.572 0.070

分析
高分组 中分组 3.755 0.003**

高分组 低分组 4.461 0.001**

中分组 低分组 0.706 0.565

评价
高分组 中分组 0.379 0.742

高分组 低分组 3.526 0.004
**

中分组 低分组 3.147 0.010
**

创造
高分组 中分组 0.37 0.943

高分组 低分组 3.01 0.034
*

中分组 低分组 2.64 0.043
*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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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整理后的残差表（Z-score）

高分组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1 80.94* -91.96 -10.44 11.34* -16.11 79.34* -15.23 8.89*

P2 -88.24 150.99* -2.05 -40.36 -40.58 -51.27 -50.66 -7.31

P3 -5.91 -3.74 56.85* -6.93 -6.79 -8.21 -8.13 -1.27

P4 -17.97 -46.43 -7.61 1.37 161.67* -9.49 -8.69 -1.4

P5 22.53* -33.67 -3.95 61.05* -6.44 -7.87 -6.2 -1.21

P6 -15.9 -51.48 -8.45 -8.78 -8.12 -1.77 171.71* -1.55

P7 66.18* -42.3 -4.8 1.73 -8.08 -9.84 -10.14 -1.52

P8 4.52* -4.57 -1.27 0.83 -1.21 -1.55 -1.52 39.54*

中分组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1 82.65* -79.46 -17.74 -1.76 -17.33 51.20* -15.64 4.42*

P2 -76.95 123.29* 3.88* -28.37 -24.98 -36.48 -35.38 -3.27

P3 -14.71 1.72 57.02* -7.31 -6.68 -8.21 -8.98 -1.06

P4 -21.92 -33.04 -8.77 56.38* 119.22* -8.93 -7.94 -1.04

P5 13.26* -21.22 -5.58 38.25* -5.04 -6.38 -1.43 -0.8

P6 -16.85 -35.95 -8.98 -7.96 -6.51 4.36* 135.39* -1.1

P7 43.02* -26.82 -6.09 -1.21 -6.77 -8.1 -9.14 -1.05

P8 3.96* -2.84 -1.06 -1.04 -0.8 -1.11 -1.05 24.64*

低分组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1 84.93* -81.64 -17.78 -5.26 -13.56 55.81* -22.32 5.22*

P2 -79.47 132.32* 7.63* -36.53 -25.61 -40.24 -36.49 -4.62

P3 -11.88 3.25* 52.50* -8.28 -6.15 -9.05 -8.97 -1.3

P4 -23.03 -40.31 -9.16 89.54* 100.50* -11.13 -10.52 -1.52

P5 17.30* -20.38 -4.15 26.24* -4.39 -6.31 -4.79 -0.97

P6 -20.72 -39.25 -9.81 -10.62 -7.17 7.22* 150.06* -1.5

P7 47.16* -28.63 -6.33 -4.13 -6.7 -8.3 -9.51 -1.38

P8 3.39* -4.28 -0.5 0.59 -0.97 -1.51 -1.38 40.87*

图4 高分组行为序列分析

图5 中分组行为序列分析

图6 低分组行为序列分析

成测试的情况下点击“Restart”重新进行测试（P6→P6，
Z-Score=7.22）存在行为显著性，表明低分组在基于iPad的
混合移动学习环境下容易受到Smart eBook软件游戏化设

计干扰。

（三）技术接受度及满意度
移动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所

在，交互式移动学习应用如何更具易用性及有用性同样

是本研究的关注点。本次实验选取的实验对象均没有使

用iPad进行个性化学习的经验，可以有效排除日常使用习

惯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技术接受度及满意度问卷采用里

克特5点计分的方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值按照

1～5分递增。

1. 技术接受度
技术接受度平均得分为3.98分（满分5分），这说明

学生认为基于iPad开发的交互式移动学习App的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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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用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见表6）。通过访谈可知，

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Smart eBook的操作方法，且大

部分同学表示操作过程简单易懂。同时部分同学通过访

谈反映Smart eBook在卡牌切换时易卡顿、视频播放界面

操作指示不够清晰等问题，后续还需要对软件进行进一

步的改进。

表6 技术接受度及满意度描述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技术接受度 3.98 0.76

满意度 4.36 0.68

2. 满意度
通过对实验组进行满意度调查发现，实验组在满意

度问卷平均得分为4.36分（满分5分），说明学生对于软件

本身的功能设计、学习内容设计、多媒体教学设计以及操

作使用设计有较高的满意度，对于基于iPad开发的交互

式移动学习APP比较认可。

五、结论与不足

（一）交互式移动学习应用可以有效提升学习者
的认知水平

Smart eBook以单词为入口，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和

学习行为分析，将有关图片、文本、视频等多种资源以不

同路径、不同难度、不同资源的方式自适应地推送给学

生，通过游戏化情境学习，为学习者营造更加有趣的英语

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驱动力，进而促进

学生对于知识的内化程度，提升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刘萌

竹（2017）提出iPad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工具，实现了教师

的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在iPad环境下的数

学教学，不仅能创造出轻松愉快的获取知识的氛围，更能

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尝到创造的乐趣，把学生带入自主探

究的学习空间，知识的构建方法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进

而提高学生自主探究性的能力，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得以充分彰显。移动设备与传统课堂相结合构建校园混

合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情景化的学习环境，提升小

学生对于英语知识的理解完整性。这与已有研究的观点

相同（周晨蕊，2015；Tan，2004）。
（二）学生认知水平与有效学习行为序列成正相关性
本研究通过对实验组的认知水平与其学习行为进行

关联分析可知，小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其有效学习行为序

列成正相关性。小学生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强，敢于

尝试。基于移动设备的校园混合课程中，高分组同学能够

有效地进行个体知识的主动建构，且学习认真，学习效果

突出；中分组、低分组存在反复播放视频、反复进行卡牌

切换等无效操作，在高阶认知层次的有效学习行为较少。

针对这一情况，需要教师在混合课堂中实时关注小学生

的学习动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及时对中分组和低分

组同学进行有效的干预与引导，督促学生进行有效的学

习操作。Sevda和Burak（2017）针对18名小学生开展一对一

机器人组装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观点，教师与学生的有

效交互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行为。

访谈也印证了上述结论，部分低分组同学表示滑动

卡牌的操作很有趣，能够看到不同的图片和文字内容，但

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较差。针对这一问题，教师作

为课堂的引导者需要对中分组和低分组同学进行适当的

引导与干预，减少无效操作，督促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操

作。中分组和低分组部分同学表示“在测试过程中不确定

答案是否准确的话就想重新填写，并且重复看视频可以

获得更多的金币”。在创作并上传作品环节中，大部分同

学表示“因为自己发音不标准所以不想上传”，针对上述问

题，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行为，并激励学生进

行创作和作品上传。针对反复看视频可以获得金币这一情

况，本研究团队将进一步完善软件中金币奖励机制。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探究校园混合移动学习环境下交互式移

动学习应用对于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行为的影响，将

100名小学生分为两组，对比组57人采用传统的面授学习环

境，实验组43人采用基于iPad的混合移动学习环境。结果发

现，混合移动学习环境下交互式移动学习应用能够有效提

升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其使用iPad 的学

习行为存在明显正相关性。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

学生使用交互式移动应用进行混合学习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中分组、低分组学生存在较多的无效操作；部分学生

过于注重奖励金币数量。建议教师在开展移动混合学习过

程中起到“协助者”作用，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干预与引

导，督促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操作。该研究的不足之处主

要是实验周期较短，且教师对于学生进行干预、指导部分

的研究不够充分。本团队后期将构建基于iPad的混合移动

学习环境教学过程模型，并对软件进行优化改进，为小学

移动混合学习环境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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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nded  Curriculum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s  on Cognitive Level of Pupils and Their Learning Behavior

GUO Xiaoyan1,WU Minhua1,TANG Daotan2,ZHAO Lili2 and SUN Zhong1

（1.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China;2. School of Mingchuan Township, Feixi County, Hefei 
23126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mobil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nd the education, the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ervices provided to learner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any researchers. This research combined 
the interactive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s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mobile learning appli-
cations on cognitive level of pupils under blended curriculum 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s and cog-
nitive level. Depending on pre-assessment data, indifference grouping was carried ou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a blended curriculum 
on campus 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a traditional face-to-face curriculum. It was found that interactive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s in the 
blended curriculum obviously promoted the cognitive level of the pupils. Analysis on experimental group’s learning behaviour using iPad 
showed that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effective learning behavior sequence. This research provided demon-
strative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mob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primary school campuses.
Keywords: mob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iPad; cognitive level; learn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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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1世纪核心素养中，深度学习能力是公民必 须具备的生活和工作能力，发展深度学习是当代学习科

学的重要举措，是深度加工知识信息、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深度学

习的内涵、特征、策略、测量和评价、问题与挑战五个方面对深度学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认为需

要丰富深度学习的相关理论，完善深度学习发展的策略研究，加强对技术支持下的深度学习的测量和评价方式的

研究来促进深度学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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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复杂、多变的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学习者必

须要学得多、学得精、产出多，以便符合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能力要求，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学习、社会生活。深度

学习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能力，核心是发展

学习者的高级思维能力。培养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能力则

是21世纪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

告：2016高等教育版》中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高等教育会

逐渐转向深度学习（L·约翰逊 等，2016），而在《新媒体

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高等教育版》中再次强调了高等教

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深层学习方法的应用（S·亚当斯贝

克尔 等，2017）。因此，深度学习理念已被提上研究日程。

深度学习的概念最早源自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目前计

算机领域的相关专家更为关注对深度学习的研究，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深度学习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也引起了

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而如何促进深度学习的发展、如何

培养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能力以及如何将深度学习付诸实

践则是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法，在CNKI数据库中的中国学

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含“深度学习”对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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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 第2期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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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与学习环境】

年间与深度学习相关的文献进行精确检索，共得到文献

835篇；并在此检索结果中，以篇名含“深度学习”和“策

略”进行精确检索，得到文献共计111篇；当以篇名含“深

度学习”和“理论”进行精确检索，得到文献有25篇；而以

“深度学习”和“评价”进行精确检索且检索条件中不限

制发表时间时，得到文献仅有18篇（见表1）。可以看出，近

五年我国对深度学习的研究一直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

比较关注对深度学习策略的研究，对于深度学习理论研

究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而关于深度学习评价研究的文献

则更少。由此可见，虽然我国的研究者们对深度学习的研

究越来越多，关注度也在不断增高，但要继续加强对深度

学习的理论、策略及评价的研究，促进深度学习的发展。

表1 2012~2017年间与深度学习研究相关的文献数量统计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篇名含“深度
学习”

20 35 54 105 249 372 835

篇名含“深度学
习”和“策略”

1 6 9 14 29 52 111

篇名含“深度学
习”和“理论”

2 3 4 2 1 13 25

篇名含“深度学
习”和“评价”

0 1 3 2 4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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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学习的内涵

深度学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布鲁姆

在《教育目标分类》中认知维度层次的划分就体现了“学

习有深浅之分”这一思想（洛林·W·安德森 等，2009）。在
研究早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深度学习是与表面化接受

知识的浅层学习相对立的一种学习方式。Biggs（2001）指
出，深度学习是一种高水平或者主动地对知识进行认知

加工的学习方式，对应的浅层学习则是对知识进行低水

平认知加工，例如，重复记忆或者机械背诵。随着深度学

习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Beattie等人（1997）提出，深

度学习方式意味着学习者为了理解及应用知识而主动地

学习，主要表现为对知识的批判性理解及深度加工，且强

调和先前的知识、经验的连接。国外学者注重在教学实践

中探索和总结促进深度学习的策略及模型，尤其随着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国外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基于

信息技术的深度学习及其在各学科领域、各类教育中的

应用研究。

相对而言，国内对深度学习的研究比较滞后。2004
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对“教育技术”进

行了全新的解释，指出学习的价值在于对知识的深度加

工，教育技术学者应该关注什么样的技术和资源对深度

学习的发展更有促进和支持作用（Jensen ＆ Nickelsen ，
2010）。这才引起了国内学者对深度学习的广泛关注，有

关深度学习的研究也才真正发展起来。国内学者何玲和

黎加厚（2005）对深度学习内涵的界定最具代表性。他们

认为，深度学习是指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地

学习新思想和事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能

够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系，并能够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

新的情境中，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段金菊和余胜

泉（2013）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对深度学习的内涵又做了进

一步的补充，并将其概括为以下三点：能够帮助学习者在

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引导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进

行积极的反思和元认知的参与以及帮助学习者锻炼高阶

思维能力。其主要是从深度学习的认知表征能力出发来

定义深度学习。同时从深度学习的学习目标、思维活动、

行为表征以及学习结果四个方面区分深度学习和浅层学

习，主要强调深度学习重点培养学习者的分析、创造等高

阶认知能力，同时关注情感与行为的高投入，注重在认知

上形成概念的转变和复杂认知结构的养成。东北师范大

学胡航和董玉琦（2017）在《技术促进深度学习》一文中

将深度学习定义为：深度学习是提倡主动性、批判性的有

意义学习，要求学习者在真实社会情景和复杂技术环境

中通过深层次加工知识信息，主动建立新旧知识间的联

系，实现对复杂概念的深度理解，并将所学的知识应用

到真实情景中解决复杂问题，最终实现学习者高阶思维

能力的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学习环境的变化，对深度

学习的理解和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关

注基于深度学习的学习模型的研究。2016年中南大学刘

中宇等人提出依托技术创新和环境支持构建基于深度学

习的个性化学习模型，其主要从学习交互、实践、知识深

加工及智能导学等方面出发以期帮助学习者在当前碎片

化学习形式下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者构建个性化知

识结构体系（刘中宇，高雨寒，胡超，2016）。2017年张立国

等人在建构主义基础上提出基于问题解决的深度学习模

型，将问题解决作为一种途径以锻炼学习者的深度学习

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思维能力（张立

国，谢佳睿，王国华，2017）。随后，余胜泉等人提出基于学

习元的双螺旋深度学习模型，反映了一种社会互动、群建

共享、认知递进的深度学习理念，以期培养学习者的批

判性学习能力及实现深度学习的目标（余胜泉，段金菊，

崔京菁，2017）。对深度学习模型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科

学的视域下进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学习者的理解性

学习，从学习者个人、学习同伴的交互以及学习者综合能

力的发展出发，达到学习者深度学习的目标。

国外对深度学习的研究较早、发展较快，较为成熟，

而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深度学习做了不同的

定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深度学习是学习者基于理解

性学习的目标，采用批判、反思、整合、应用等方式对知

识进行同化及深度加工的学习活动。深度学习不只是一

种学习方式，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积极的、有意义的学习。

三、深度学习的特征

张浩和吴秀娟（2012）根据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在记

忆方式、知识体系、关注焦点及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

投入程度、学习中的反思状态、思维层次和学习结果的迁

移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总结出深度学习具有注重培养批

判性思维能力、强调信息间的关联及整合、促进知识的建

构反思、着意知识及能力的迁移运用、面向问题解决的培

养这五个特征，并指出深度学习的这五个特征不是孤立

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促进深度学习的实现。段

金菊也是通过对深度学习和浅层学习的比较，指出深度

学习以培养学习者较高的认知层次为目标，强调其高阶

思维能力的培养，注重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反思，并且注重

学习者在学习行为方面的高情感、高行为投入；在认知结

果方面，注重概念转化，强调复杂认知结构的养成等特征

（段金菊，余胜泉，2013）。而安富海（2014）也是从深度学

习与浅层学习在学习目标、过程及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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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深度学习的以下四个特征：第一，深度学习注重知识

学习的批判理解；第二，深度学习强调学习内容的有机整

合；第三，深度学习着意学习过程的建构反思；第四，深度

学习重视学习的迁移运用和问题解决。

根据文献梳理发现，深度学习的特征主要是与浅

层学习比较得出的。与浅层学习相比，深度学习在学习目

标、学习性质、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等方面都

有明显差异。笔者根据对深度学习内涵的理解，认为深度

学习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强调理解性的学习
深度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理解性学习，是学习者运

用高阶思维能力对复杂知识和信息进行深加工，超越知

识的简单复制和描述。

2. 培养学习者高阶认知能力
深度学习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使学习者能够

举一反三，用所学知识和习得的经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真实问题，促进学习者高阶认知能力的形成。

3. 强调行为和情感的高投入
学习者在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建构新知识，需要

积极主动地在新旧知识间或信息间建立联结，以促进对新

知识的理解和对旧知识的巩固，使其存储在长时记忆中。

4. 发生在真实情境中的基于问题的学习
学习者以问题为导向，在真实情境中能更有效地获

取、加工知识，进而更好地灵活运用知识，促进知识的迁

移应用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真正体现深度学习的高

阶特性。 

四、促进深度学习的策略

深度学习能力是学生胜任21世纪工作和公民生活所

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具备深度学习能力可以让学习者

深度理解和灵活掌握学科知识并且应用这些知识去解决

课堂和生活中的问题（Bitter & Loney, 2015）。而合理、高

效的策略运用是促进学生掌握深度学习能力的基础和保

障，基于文献梳理发现，促进深度学习的策略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一）促进学习者认知领域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认知领域能力的培养目标，而

这也是深度学习的主要培养目标。SDL（Study of Deeper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简称SDL）项目组

在实验学校通过开展基于项目的学习（Program Based 
Learning，简称PBL）以及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来培

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2）。刘红晶、谭良（2017）利用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简称SPOC）助学群组，通过合理改变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式，来促进学习者认知发展，强化思维训

练，引导学习者进行深度反思，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思维能

力。要想培养深度学习的批判思维能力就必须实现深度

教学，这是目前大部分国内基础教育者的心声。而问题是

激起学生思维的根源，是驱动学生积极思考的正诱因，因

此，教师要有良好的提问能力。基于此，屈佳芬（2017）将
深度教学带进了课堂，其主要采取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

方式，使问题从单一到综合，从结果指向到多维探究，启

发学生的深层思考，使课堂教学不断迸发出创造思维的

火花，让学生在某一具体问题的引导下，积累学习经验，

培养高级思维能力。而段雪芹（2017）则将深度教学应用

于物理课堂，并且经过实践探索总结出了如下观点：精加

工获新知，激思维塑能力。段雪芹指出利用精加工知识信

息的学习策略，通过类比和类化的方法，让学生在真实、

具体的认知环境下积极探寻概念的深层内涵。同时在教

学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思考交流，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养成其高阶思维品质，提升思维能力。可以看出，认知领

域能力的发展，对深度学习的实现具有能力发展的导向

作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是认知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批

判性思维能力也是深度学习的核心目标，如何实现学习者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则是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学

者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促进学习者人际领域的能力
曾明星、李桂平、周清平（2015）认为深度学习体现为

学生致力于运用多样化的学习策略，如广泛阅读、交流互

动、资源整合、系统思考、情境学习等，以达到对知识的

深层理解。Ramsden在对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进行对比分

析之后，提出了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多样化策略，如广泛

阅读、整合资源、交流思想、将知识应用于真实世界解决

问题等，以达到对学习材料的深层次理解（基思·索耶，

2010）。同伴间的交流互动是培养深度学习的关键，而积

极交互能激发学员内部学习动机，提高自我效能感、群体

认同感和凝聚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胡昌

平，胡吉明，2009）。刘红晶、谭良（2017）利用SPOC助学群

组不断挖掘交互深度，拓展交互宽度，扩大交互对象范

围，促进有效交互的发生，从而使深度学习良性循环。信

息社会的知识呈现信息海量化和周期缩短化的趋势，而学

习者要从海量的知识库中快速、高效地找出有用的知识，

这就需要每一个人都学会学习。团队成员间的协作学习作

为一种新的学习模式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这种新

型学习模式能够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因此，促进学习

者人际领域的能力无疑是深度学习深入发展的关键。

（三）促进学习者个人领域的能力
索耶（2010）在《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指出使用技

术改变人类学习绩效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思想：为学生的

深度学习提供支架，将内隐知识外化和阐明，为深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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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进行反思或元认知，建构从具体知识到抽象知识的过

程。信息技术作为学习辅助工具，可以看作是学习者的智

能学习伙伴，荷兰开放大学智慧学习研究团队基于人工神

经网络的原理，以SOAR（State Operator And Result，简称

SOAR）认知模型为基础，应用大数据技术，开发了具有

深度学习能力的类脑智能学习与导学系统，使机器具备

了深度学习及问题解决的能力。机器完成深度学习后，学

习者可以通过机器的自然语言、动作、表情等与其进行交

流，从而实现对学习者的指导（胡航，村上正行，董玉琦，

2017）。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虚拟实验、自适应虚拟

动画等技术进行实验、仿真等，促进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

深度交互，增强学习的真实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增强

学习者的自学效率。

综上，促进深度学习的策略主要从如何促进学习者

的认知领域、人际领域和个人领域的能力三个方面进行

探索。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深度学习需要教师的科学引导、

学习者个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学习同伴相互协作、辅助完

成。教学引导者需要从创建能够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的

学习情境、选取最有效的教学策略以及引用完善的评价

方式出发，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学习者个人需要积极主

动地全身心投入学习过程，利用多媒体软件和思维可视

化软件等认知工具来支持学习过程，与学习同伴合作进

行知识整合，来促进学习者实现深度学习。

五、深度学习的测量与评价

学习者深度学习能力的测量与评价是衡量学习者深

度学习水平的标尺，因此，深度学习的测量与评价一直是

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不同的研究者针对深度学习的

特性提出了不同的测量和评价方法，现将国内外对深度

学习测量和评价的研究梳理如下：

（一）深度学习的测量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国

家评估、标准和学生测试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Student Testing, 
CRESST）在研究中发现：知识的深度量表已经被广泛地

用以评价深度学习的效果（Herman & Linn,2013）。知识

的深度表征即是学生应该理解的知识深度，而对深度学

习如何高效、低成本地测量则是目前深度学习研究遇到

的一个难题。测量深度学习广为采用的是彼格斯的学习

过程量表（SPQ）、Entwistle和Ramsden 的学习方法量表

（ASI）（Biggs,1987）。吴亚婕（2017）根据SPQ和AST归纳

总结出，深度学习方法的测量一般都包含人、行为、环境

三个维度。而当前深度学习的测量主要是以问卷的方式

进行，以清华大学汉化版NSSE-China中的深度学习子量

表为主要代表，当前的研究中多使用NSSE-China问卷作

为调查工具（杨立军，韩晓玲，2013）。问卷调查的方式能

以较高的效率调查出学生的学习情况，但是问卷大多着眼

于学习过程，考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运用了深度学

习的方法。并且，调查结果完全取决于学生对自身学习方

式的主观判断，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其效度也值得怀疑。

已有研究表明，学习者在解决复杂问题时持续注视时间

和次数会增多，基于此项研究成果，贾斯特（Just）和卡彭

特（Carpenter）通过眼球追踪了解学生的认知过程，进而

来评价深度学习（She & Chen, 2009）。但是，由于这种测

量方法对设备、技术要求较高，很难推广实施。因此，如

何对深度学习进行客观、高效的测量，是深度学习研究者

急需解决的难题。

（二）深度学习的评价
深度学习评价的维度不同，采取的评价工具及标

准也不尽相同，问卷调查法针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评

价，而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测评也是广为使用的方法。Hay
（2007）提出利用概念图来定性评估学习质量，对学生

进行学习结果的测评。他根据学生学习前后所绘制的

概念图在内容、联系以及结构方面的变化来区分深度学

习、浅表学习和未学习。国外对深度学习评价的工具使

用率较高的还有项目式学习（Program Based Learning，
简称PBL）、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以及SDL项目采用的综合

性评价方法等（戴歆紫，王祖浩，2017）。我国学者张浩、

吴秀娟（2012）在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法、辛普森的动

作技能目标分类法、比格斯的SOLO分类法和克拉斯伍情

感目标分类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认知、思维结构、动作技

能和情感四位一体的深度学习评价体系。

在21世纪的教育领域中，提升教育质量及质量保障

已成为当今教育改革的鲜明主题。而大部分国家在对教

育质量的评价中并未将教学活动的主体——学习者纳

入评价体系，学习者真正的需求往往被忽视（张建新，

2016）。而随着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其测量和评价方法

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由于对深度学习的测量和评价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传统的测量工具无法支持对学习过

程的跟踪评价。已有研究证明评价应该持续、实时地镶嵌

于学习过程之中，而非教学后的评价，对学习者学习过程

和学习结果的共同描述才能揭示深度学习。教师需要思

考如何获取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数据轨迹，如何向学生反

馈信息、向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

息才能最大化地帮助和激励学生的学习。而基于深度学

习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教育领域带来深刻变革，使教

育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形成学习者的数字化成长档案袋。

我们应该形成对深度学习测量和评价的标准，利用信息

技术采集学习者学习过程的数据，整合技术促进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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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引导学习者学会运用自我评

价的方式，让学习者参与评价过程；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深

度学习评价方式，降低评价成本，提高评价效率，达到综

合评价深度学习的形成过程及结果的目标。

六、深度学习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发展“深度学习”策略对教育的影响日益深远，而目

前我国对深度学习的研究还存在理论体系不完整、不重

视对深度学习评价方法的研究、缺乏对深度学习的实践

研究等不足之处，而对深度学习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表

层，要向理论深处迈进，更需要将深度学习理念付诸教学

实践，将深度学习融于深度教学，将深度学习与信息技术

恰当融合，进一步促进深度学习的发展。通过对深度学

习的文献梳理研究，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加强深度学习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对深度学习的理论研究仍未形成相关的

科学体系及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学者对深

度学习的理解泛化及研究浅层化等现象。首先，需要完善

深度学习理论体系。科学、完善的深度学习理论能够指导

深度学习理念融于深度教学，随着深度学习在深度教学

中的实践验证，会进一步完善深度学习理论的发展。其

次，深度学习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入研究。将多学科

及跨学科教学引入深度学习的理论研究中，促进深度学

习理论的深入、全面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我们培养的人不仅要

有知识，还要学会思考，具有合作和创新精神，善于解决

复杂问题，这一要求与深度学习的培养目标正好相符合。

因此，国内学者需要重新定义适合我国国情的深度学习

理念并将其推广、践行到我国各个教育阶段，同时加强对

基础教育者的深度学习相关理论的培训，改变大部分教

育者以分数为主的传统思想，以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

养学生的深度学习能力。

（二）完善深度学习的评价机制
科学的评价方式是深度学习发展的有力保障，评价

和反馈又是提升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但深度学习的评价

是我国深度学习研究的一个短板，因此，我国学者应加强

对深度学习评价的研究。三维目标理论要求教育者在教学

过程中应达到的三个目标维度分别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

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教育工作者

仍秉持分数至上的评价观，这种不合理的评价观念极大

地阻碍了深度学习在我国教育实践中的发展。教育工作者

应该广泛采用各种方法和工具开展教学评价，其中应包括

对学习者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学习进程的数据记录的

测量和分析及其他指标的考核。利用电子书包、学习管理

系统等数字化评价手段监控和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并

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改变以教师为主的教学，将

学习者的自我评价、同伴间的协作评价引入评价过程，创

新深度学习评价方式，使学生不断地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更

加精细的加工，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

（三）加强深度学习的实践研究
尽管深度学习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思维能力

等思想已深入人心，但在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依然秉承学

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而没有将深

度学习理论引入教学实践中。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

技术支持下的深度学习正在蓬勃发展，这对深度学习的

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跳出传统课堂对学习

者思维的限制，大力促进网络环境下深度学习的发展，采

用多元的学习工具与技术开展深度学习。鼓励学习者多元

化地选择促进深度学习的工具，将知识与技术相结合，为

每一位学习者提供持续的知识与信息，使学习者能够清

楚地了解、批判地思考自己的学习进度和目标。鼓励学习

者多维应用网络技术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灵活应用多种

学习工具，发展深度学习能力。同时，我们需要清楚技术

只是辅助学习者进行深度学习的工具，要以一种理性的态

度对待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随着数字化学习环境

下的数据采集的增多，我们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强

对学习者隐私的保护，为学习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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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拿大拥有发达的学分转移和认证机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实现了教育体系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开

放。这对于推动国家人才流动，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及终身教育产生了重要作用。加拿大校际、省际之间通过签

署协议，统一发展学分转移的思想共识，形成其发展的政策基础。同时，从灵活的学分制着手建立起统一的学分

系统，并从认证、转换、累积及兑换四方面完善具体架构。本文则通过探究加拿大学分转移机制的具体实践经

验，为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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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银行是一项学业管理制度，其功能主要有

两项：学习成果的认定及学分的累计和转换（孔磊，

2012）。学分银行主要实践在发达国家。1947年，美国

在两年制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大学之间进行学分的转

换，这是最早的学分银行雏形。后期欧洲、澳大利亚、

韩国等国家也逐步建立适合自己国家、地区的学分银

行制度。加拿大拥有发达的远程教育体系，作为全球

开放教育资源的发起地之一，于1995年逐步建立起了

横纵贯通的学分转移机制。横向方面，加拿大在2009
年制定了省和地区之间的学分转移制度和措施，通过

协议合作实现校际、省际学分转移；纵向方面，学分累

积也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机构之间实现良好接轨

（赵耸婷，许明，2015）。通过借鉴加拿大学分认证和

转移机制，在国家政策引领下，力图实现我国在不同层

次、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学分转移，进一步实现跨校、

跨专业的学分转移（李锋亮，谢珂，2016）。

一、学分银行背景概述

学分银行以学分为计量单位，基于一定的标准对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青年教师基础研究项目“对我国‘学分银行’财政体系设计的研究”（课题编号：20151080456）阶

段性成果。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2.006

学习者通过不同途径获得的学习成果进行甄别和鉴定，

同时核算该成果能够转换成多少标准学分，而后经过

相应的认证机制确定有效的学分并进行累计。通过这个

过程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间的沟通和衔接，

最后根据制度和规则授予学习者相应的学习证书。尽

管不同国家学分银行的叫法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和核心

是贯通的，都注重学分认证体系和转换系统的建立。加

拿大的学分银行建立于美国和欧洲之后，称为学分转移

（Credit transfer），其目的在于消除各省对人才流动限

制的壁垒，提高国家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杨晨，顾凤

佳，2014）。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在学分转换上也有着世界领先的制度和系统。为解决

各地区学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国家不断支持和监督各

州学分转移的发展，也成为国家建立学分转换系统的先

驱（陈娬，2015）。近年来，我国也进行了学分转移制度

的探索和实践，为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和学分银行制

度，确立了多个改革试点的地区和单位。到2013年底，上

海市、江苏省和云南省分别建立了终身教育学分银行，

北京市、广东省和国家开放大学的学分银行也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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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但是，由于缺少国家层面政策法规整体设计和统

筹安排的支持，导致学分银行缺乏公信力，表现出各自

为战的状况（鄢小平，2015），校级、省级高校之间的学

分转移更是难以实现。

二、加拿大学分转移机制的政策基础

1994年，加拿大社区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the 
Canadian Community Colleges，简称ACCC）等组织向加

拿大教育部长委员会（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f Canada，简称CMEC）提出，关注各省和地区之间学

生的流动问题。1995年，为了进一步推进加拿大全国的

学分转换工作，促进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各省级教育

部长共同签署了《泛加拿大大学学分转换协议》（Pan-
Canadian Protocol on the Transferability of University 
Credits）, 以确保学生在大学学习的前两年可以自由转

学。由于加拿大各省高等教育和学分转换系统的发展水

平各不相同，因此该协议并没有对加拿大各省学分转换

的具体工作做出要求和规定，而更多的是让各省建立符

合自身实际的学分转移制度。同时，该协议对签署协议

的高校做出了规定，如各省应对提高加拿大范围内大学

生学习的灵活性给予高度重视；应为加拿大所有大学建

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质量保障体系；应确保大学生在加

拿大范围内大学所获得的学分能在其他大学得到承认，

且没有额外的费用，同时无需重复已有的重要学习经

验。此外，该协议也声明不会影响各大学的学术自由以

及独立的教学工作（CMEC，1995）。
2006年，泛加拿大招生转学联盟（Pan-Canadian 

Consortium on Admission and Transfer，简称PCAAT）成
立，该联盟旨在建立一个统一可行的泛加拿大信息数据

库，这个数据库将会收集来自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和

学习者的有关转移学分计划的全部信息，使各省和地

区都涵盖于同一系统之内（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5）。从最基础的学分角度将省和学校统一起来，也

相当于建立学分转换中学分的中枢系统。2009年，加拿

大教育部长委员会发表了《加拿大学分转移部长声明》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Credit Transfer in Canada），对
学分转换过程中学生、学校、政府等所需负的责任提出

明确要求，用以指导各省政府、各社区学院和大学以及

学习者开展学分转移。该声明提出了六项学分转移的原

则，为各高校的学分转移提供依据。具体包括：①为使学

分转移协议有效地促进学生流动性，要求学生在另一个

院校开始学习之前，了解有关学分转换的条件和限制，相

关的院校应以常规化途径向学生提供关于学分转移的政

策和过程等信息；②学生和高等院校应当就转移协议达

成共识，为实现学分转换，高等院校应该制定明确的学

分转移政策和流程，学生在被拒绝时应得到高校的合理

解释，同时相关院校也应该提供学生对此进行上诉的流

程；③各省和地区的高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院校、学分

转换机构及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增加学分转移的机会。

院校之间对于学分转换达成学分等同协议时，应当考虑

到虽然学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

以及学习内容、要求和产出的对等情况；④学分转移协议

都应该与高校自主决定课程设计和授课权力一致，与招

生标准和对学业成果的认证要求一致，同时保持和维护

专业的学术诚信和学术自治；⑤不管是学分转换的学生

还是直接入学的学生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学习条件；⑥申

请学分转换的学生应该了解课程的具体标准和其他影响

因素。然而，如果申请者符合入学标准的前提条件，并不

意味着具备此条件一定就能够被学习项目录取（CMEC, 
2002）。2009年的声明是加拿大教育部及各省教育部门

和高校多方面协商的结果，该六项原则从学生、学校及

地方政府全面规范了学分转移的具体操作，保障转换过

程中学生的权益，这也成为加拿大学分转移的纲领性文

件，不断推进和引领各省的学分转换工作。

三、加拿大学分转移机制的运行框架

 学分银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学分的认证、转

换、累积及兑换。加拿大学分转移的运行框架同样建

立在这四方面基础之上。阿尔伯塔（Alberta）省在学

分转移的探究上有着世界领先的制度和系统，同样也

是加拿大学分转移机制的代表。该省通过设置专门的

组织机构，完善与其他省份在学分认证、学分转换的协

议约定保证了该省学分转移机制的正常运行。

（一）学分转移的组织机构
加拿大是由10个省和3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

各省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负责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实施

（玛格瑞特·豪伊，2016）。同时，各省设有独立的学

分转移机构负责学分转移程序的制定。这些程序规

定学生是否可以将学分转移到省内高校并完成相对

应的学术项目。1974年，阿尔伯塔省政府创设了一个

独立机构—阿尔伯塔省招生和转学委员会（Alberta 
Council on Admissions and Transfer，简称ACAT），对
中学后教育的学分转移工作进行监督和审查。该委员

会由该省高等院校、学生和教育界代表人士组成，对中

学后教育入学的有效性进行监督，保障学分转移过程

中各方的权益，同时发布学分转移指南，以确保所有的

利益相关者明确相应的指导方针。该委员会的工作范

围涵盖省内所有的高校，包括公立大学、技术学院、独

立学术机构及其他私立学院。此外，委员会还将学分

转换工作作为一项研究任务，每年都会发布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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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计划，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发现不足和问题，

并不断调整未来工作的发展方向。

（二）学分转移协议
为了保证学分转移顺利进行，加拿大多数省的合

作高校之间签订学分转移协议，对课程或项目描述、输

出方学校的课程概况以及接受方学校对材料的评估

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在审议学分转换的过程中，

必须明确接收方学校对课程的衡量标准，同时比较输

出方学校课程是否达到接收方的要求和深度，评估其

教学方式是否达到对方的衡量标准。此外，协议内容

还包括合作学校双方的学分评估过程、评估方法以及

评估的具体操作方式。以阿尔伯塔省的阿萨巴斯卡大

学为例，该学校是省公立大学，致力于为阿尔伯塔省的

经济社会服务，同时也是全球开放教育资源的发起者，

引领着全球开放教育的发展（谢珂，李锋亮，2017）。该
校和加拿大本土以及国际上很多知名高校和教育机构

开展了多项合作，并签署相应的学分转换协议。在签署

协议的高校和教育机构中可以进行学分互认和转移。

一方面，学生可以将其在阿萨巴斯卡大学学习获得的

学分转换到协议的高校，接受专家和教授的评估，在

这些大学里继续修读相应的专业，获得课程的学分；

另一方面，通过学分转换协议，阿萨巴斯卡大学也接

受学生在其他高校获得的学分，同时可以将这些学分

作为取得阿萨巴斯卡大学文凭或学位课程的一部分。

阿萨巴斯卡大学与汤普森大学、马尼托巴大学、新布朗

什维克大学等著名大学都有学分转换协议。此外，在

国际上，与美国的马里兰学院大学、墨西哥的蒙特雷

技术大学、突尼斯的突尼斯大学以及中国的北京师范

大学、苏州大学等19所大学都有合作协议（陈娜，杨永

博，2014）。学校每年都在上百名评审专家的帮助下完

成几千学分的转换。通过学分认证和转换机制，学生

可以将这些转换的学分累计到修读某个学位和证书所

需的总学分中，但根据相关的规定，获得学位和证书所

需的全部学分均来自转换学分的现象是不允许的。

学校针对每个学位和证书都有专门的规定。以管

理学学士学位项目为例，毕业时需要修读的总学分为

120学分（见表1）。
前两年要完成45学分的必修课程和15学分的选修

课程；后两年要完成18学分的必修课程、42学分选修课

程，同时规定选修课程中，需从商务管理类课程中选修

高级水平（300/400）课程18学分，非商务管理类课程中

选修24学分，其中高级水平（300/400）课程至少15学分。

此外，还明确规定，学分中至少有30学分是在阿萨巴斯

卡大学修读高级课程（300/400）获得的，先前学习经历

评估认证所获得的学分不得超过21学分，同时修读的课

程中必须包括ADMN404课程（战略管理，3学分）。

学分转移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加拿大各高校所实

行的灵活的学分制。各高校在网上公布可进行学分转

换的课程清单，明确说明其他高校可以进行学分转换

的课程名和课程编号，学生可以从网上查询各高校之

间的学分转移协议，对学分转入和转出的可能性进行

查询，进一步明确可以进行学分转换的课程列表。

表1 管理学学士课程列表

前两年课程总共为60学分，其中必修课程为45学分，选修课程为15学分 

必修课程代码 必修课程名称 学分

ACCT 245
Accounting for Managers of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会计实务  

3ACCT 250 Accounting for Managers管理人员会计实务

ACCT 253
Introductory Financial Accounting

财务会计导论

ADMN 232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管理概论 3

ADMN 233 Writing in Organizations组织写作 3

COMM 243
COMM 277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交流  or
Group Communication群体交流

3

CMIS 245
Micro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Business商

务微电脑应用
3

ECON 247 Microeconomics微观经济学 3

ECON 248 Ma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 3

FNCE/ECON 
300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经济学 
3

FNCE 370 Over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企业融资概述

LGST 369 Commercial Law商法 3

MGSC 301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I商务

统计Ⅰ（强烈推荐）  

3MATH 215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统计学概论  

MATH 216
Computer-oriented Approach to Statistics

计算机统计方法

MKTG 396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市场营销概论 3

ORGB 364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组织行为学 3

PHIL 252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 3

PHIL 333 Professional Ethics职业道德  
3

PHIL 337 Business Ethics商业道德

SOCI 321
Sociology of Work and Industry

工作和行业社会学
3

选修课程要求：1.从商务管理类初级水平（200）或高级水平
（300/400）课程中选修3学分；2.从非商务管理课程中选修至少6学分高
级水平（300/400）课程。所选课程中预备级别（100）课程至多3学分。

后两年总学分为60学分，其中必修课程18学分，选修课程42学分。

ADMN 417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国际商务管理 3

CMIS 351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信息系统管理 3

ECOM 320 Overview of e-Commerce电子商务概述 3

ECON 401
The Changing Global Economy全球经济变化
（ECON 301和 ECON 401不重复修读）

3

HRMT/ORGB 
386

Introduction 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概论 

3

ADMN 404
Strategic Management战略管理（该课程不接
受学分转换且被视为该项目最后一项课程）

3

选修课程要求：1.从商务管理类选修高级水平（300/400）课程18学
分；2.非商务管理类选修24学分，其中高级水平（300/400）课程至少
15学分。

注：阿萨巴斯卡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课程介绍 http://calendar.
athabascau.ca/undergrad/current/page03_1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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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验，其中正式学习经验包含具体的课程概况、学

时等信息，因而可以通过课程评估或者模块评估完成

认证，而非正式学习经验则需要有具体的成果，比如证

书、资格证明等证明申请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之

后进入评估过程，由多位评估专家进行严格的评审，

筛选出可承认的课程和成果，转化为相应的学分。接

着，再由主管学习项目的主任依照所选项目章程决定

是否录取，同时计算出可减免的学分以及录取特别要

求等等。项目主任要确保学校的招生章程和政策得以

执行，同时为学生学习计划的制定提供依据。学生被

录取之后，会有专门的学习流程指导顾问根据学习计

划的要求，制定出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图，主要包括总学

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范围以及必须在该校完成的

学分数等内容。比如，管理学学士学位规定学生必须

在阿萨巴斯卡大学高级课程（300/400）修满30学分，

并且必须在课程结束之前修读战略管理课程（ADMN 
404）才有资格申请毕业。只有当学生圆满完成学习计

（三）多种学分转换方式
阿尔伯塔省的学分转换系统主要针对对等课程

和项目协议建立，学分转换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常见

的是课程转换（Course-by-course transfers）和模块或

项目转换（Block or program transfers）是单门课程之

间的转换。这种学分转换比较简单，主要基于不同高

校之间课程的等价评估，其关键是高校之间的互信和

交流机制。不同高校开设的课程经过认定和评估，签

署相应的转换协议，学生即可直接进行学分的转换。

各高校每年都会对单门课程转换的清单进行检查和更

新，明确指出可以进行学分转换的课程及课程编号。

此外，还有一种模块转换方式，该方式主要指学生完

成了一个证书或者学历的学习后，所获得的学分可以

看作整体转换到另一个学位项目的学习中。比如“2+2
学位”模式，在已经签订协议的两所大学中，经过两年

学习获得大专文凭，这些学分可以直接转入相应的本

科学习中，免除部分学分；此外，高校之间也可以进行

项目转换，这种方式允许在某校就读学位课程一到两

年的学习者，通过学分转换到另一所协议高校中就读

相应的学位课程。这种方式可以帮助学生转换到更喜

欢、更理想的高校就读。但是由于该项目的协议院校

数量较少，申请时的竞争十分激烈。

（四）对先前学习经验的认证
实施学分认证和转换的重要前提是对先前学习经

验的认证，其中包括对正式和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证。

正式学习成果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的课程成绩，而非正式

学习成果指的是课程以外的非正式学习获得的成果，包

括职业能力认证或职业资格等（赵耸婷，许明，2015）。
通过对先前学习经验的认证，将学习成果量化为相应的

学分，这样才能保证学分顺利地累积与转移。加拿大各

高校设有“先前学习经历评估和认证”（Prior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Recognition, 简称PLAR）中心，对学生

以往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和鉴定。该中心的设立，使学

习者的学业转移和流动成为可能。通过认证，学习者先

前的经验可以在新转入的课程方案中得到认可，也可以

在转向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时得到认可。

比如阿萨巴斯卡大学的PLAR中心，主要负责对

学生入学前的学习和实践经历进行评估和认证服务。

PLAR的开设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加批判性地审视自己

过往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所学

知识和行业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同时，也可以避免重

复学习导致的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在整个认证过程中

遵循严格的程序（见图1），评估过程严谨、有序。首先

是评估材料准备工作，这个是在学生和指导老师沟通

和修改中完成的。学生提交学分转移的正式和非正式

图1 先前学习经历认证评估（PLAR）过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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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规定的课程后，学校才会授予相应学位和证书。此

外，学校不可随意更改学习计划上的要求，即使学生

所选的学习项目规章修改之后，学校也不可以更改规

章修改之前发出的学习计划。学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

也依据每个学生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图。如果学生想用

在外校所获得的学分转换到阿萨巴斯卡大学来满足学

习计划上所规定的课程，这个转换必需满足预定的学

分转换协议（杨冬梅，Eric Zengxiang Wang，2013）。可
见学习计划图的制定，不仅方便管理，同时也约束了学

校和学生，有助于维护学术的秩序性和严肃性。

四、对中国的启示

发展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

动教育发展的共识，建立健全学分认证和转换机制更

是实现全面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保证。阿尔伯塔省

的学分认证和转换过程具有职责明晰、科学严谨、可

操作性强等特点。这些既保证了学习者有更多的学习

机会和选择教育的权利，又促进了办学机构之间的交

流互通协作，丰富了学校教育资源。以阿萨巴斯卡大

学为例，其在学校财政管理上也积极利用全省的学分

转移制度扩大生源，不仅促进学术交流，还获得更多

学费收入，有效应对省内财政缩减的问题（李锋亮，谢

珂，2017）。从对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学分转移实践的

探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应用到我国学分

银行制度的实践规划上。

（一）完善学分银行的政策保障机制
政策制定是加拿大学分转移机制建立的基础，省

级学分转移的协议约定确立了基本的操作框架。因此

我国要确立与学分银行相关的政策法规，不仅为学分

银行在实践中指引方向，同时规范学分银行管理体系，

在组织机构上保证学分银行的实际运行。加拿大是联

邦制国家，各省相对比较独立，每所协议高校都有各

自的学分认定和互认标准，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学

分累积与转移系统（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4），这也降低了实际转换的效率。中国省际间的政

策和组织缺乏权威性，会降低学分认证的有效性，不

利于长期的发展。因此通过国家层面推进学分银行实

施能够更加高效推动地方政策的制定和组织，同时增

强人们对学分银行的认可度。   
首先，政策制定要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思路，从组织机构、

发展方向、学分制实施方面上明确基本的要求和标

准，为实际操作提供政策支持；其次，以国家层面的组

织机构为中心，协调不同地区教育机构的学分认证工

作，可以先以同类学校为主，再逐步向不同类型的学

校进行深入；最后，在确定好大框架之后，明确学分转

移的重点内容，从学分认证、转换、累积和兑换四方面

逐步完善。质量保证贯穿于整个过程，尤其体现在相

关组织的合法性及相关标准的公正性上。

（二）建立学分认证体系
首先，建立学分认证的组织机构。学分认证则是

学分转移的前提，专门的学分认证体系是认证合理性

的保证。加拿大学分转换体系的建立便离不开其学

分认证协约的签订。鉴于学分银行跨越省际及不同类

型、层次的学校，我们应逐步建立起由大学、政府、评

估专家、认证机构和评估团队等组成的认证体系，这些

由相关机构、专业人员和认证监督专家组成的认证团

队便于保证认证结果的权威性。

其次，规范对先前教育经历的认证标准。针对先

前学习经历的认证是学分转换过程的核心工作，同样

也是学分转换的第一步。而之前的学习经历既包括正

式的学历教育，也包括诸如网络学习、资格证书培训之

类的学校以外的非正式教育。对非正式教育经历的忽

视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短板。现在社会知识经济发展迅

速，单纯依靠学历教育往往不能满足个人的发展需求，

一些已经通过非正式教育获得的技能再参与学历教育

将导致资源的浪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消除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

之间的壁垒，实现不同教育类型成果之间的学分互认，

应该规范学分计量的方法和学分的等级，将知识、技

能和能力的评估与学分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制定基于

经验和成果的标准学分，使得不同机构、不同形态的

学习经验能够通过认证框架进行统一认证。此外，对

于先前学习经验的认证要遵循严格的程序。第一步，由

申请者提交能够反映其具备相关知识、技能和能力的

证明材料；第二步，由相应的学科专家进行评估审查，

其中包括对资料的审核以及对申请者的面试、现场考

核、情境模拟等程序，以确保申请者具备相应的知识

和技能；最后，由评审委员会对专家的评估结果进行

复核和审批。只有通过审批的学习者才能获得学分凭

证，将学习成果以学分的方式保留，而未通过审批的学

习者可以通过相应的程序进行申诉。

（三）落实好学分制，建立统一的学分编码系统
学分制是学分银行实施的基础，但由于各高校开

展的课程难易程度、学习效果以及学分计量的方式都

不同，因此在学分转换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障碍。针对这

个问题，在高校层次我们可以借鉴阿萨巴斯卡大学课

程划分的经验，将不同的课程按照难易程度分为不同

的层级，如预备级、初级、中级、高级等多种层次，使课

程形成一个合理化的层级结构。在实施中要规范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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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划分标准，根据不同的学分层次和水平建立统一

的学分编码系统，通过不同的学分水平来衡量相应的

学习成果。对各高校学位授予体系、学科专业体系、认

证和认可标准体系等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此外，为方

便学生转学，还应将学分编码系统与具体课程对应起

来，对于代表性课程所隶属的专业、方向、具体学分和

等级要求进行编码和规定，并将相应的内容在招生网

站上公开，以便学生熟识。

（四）建立跨校、跨省的学分转换体系
现阶段我国的校际学分互认主要体现在公选课

方面，选择范围和选择的时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只在

特定的时间内允许学生外出学习。而且学生在外校获

得的学分仅限于在母校获得认可，高校间学生的转学

则不能实现，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校之间的学生流

动性。随着高校之间合作的增强，以学生、课题为基石

的校际合作也会日益增多，跨学校、跨地区的学生交

流将会越来越普遍，规范好学分转移体系将保证学生

跨校学习的学业成果。这个环节离不开专门机构的支

持，加拿大在各省和地区建立专门的招生及学分转移

委员会对学分转换的相关事宜进行统筹和管理，协助

高校和省际之间学分转换的实现。但我国可以将学分

认证和转换功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中，协调地区和学校

之间的学分认证和转换事宜，这也能提高学分转移的

效率。同时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也需要建立学分转移

的协议约定，在明确相应的政策内容和制度规定的基

础上，规范好学分输入方和输出方的课程概况、学分

认证评估过程及方法。初步的协议约定可以针对同类

学校之内，后期为了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协议形式

和范围可以进一步多样化：除同类别、同层次高校和

教育机构之间的协议之外，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

职业院校和本科院校之间，也可以签署相应的协议，

进一步消除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壁垒，实现学习者成

果的转移和兑换，不断推进终身教育制度。

五、结论

现阶段中国需要建设更高层次的学分银行体系：

建立终身学习立交桥，贯穿不同类型、层次学校及省

份，加强人才之间的交流互动。部分发达国家在学分

银行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为我们更高层面的规划提供借

鉴。加拿大尤其是阿尔伯塔省在发达远程教育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贯通学校、省级甚至全球的学分转移机制

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展的方向。

加拿大省际学分转移协议奠定其发展的政策基

础，并带来实际的效果：省际、校际机构协商后思想的

统一与坚定；建立相关组织机构，统筹转移事项；学分

转移过程中，相关方实施原则的确定，尤其是2009年
确定的六项转移至今依然是转移的依据。这一切奠定

了加拿大学分转移的大框架。细化到具体的操作中，

学分认证机构及系统、学分转换机构及系统、累积学

分的认证这些关键环节的确定构成了其学分转移框架

的具体内容。我国的学分银行建设仅限于部分地区的

实践，国家层面政策支持的缺失导致学分转移缺乏权

威，不同层次、类型学校之间学分转换依据的缺失、对

转换后学分的认证标准的缺失导致教学质量难以得到

保障。面对这些问题的同时，一方面依然需要结合国内

已有实践和外来经验，前者更能突出现有发展的问题，

并且更便于找到适合国情的路径，后者则在方向及具

体操作中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在推进学分银行建设

过程中更应该明确建立学分银行的目的，服务于终身

学习社会体系的建立，以核心目标来考核学分银行建

设中的措施，确保学分银行功能的发挥。

注释

①  Block Transfe r  Handbook:  Const r uc t i ng and 
Negotiating Block Transfer Agreements, www.bccat.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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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Credit Transfer Mechan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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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ada possesses advanced credit transfer and certifi c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y, it realizes the 
openness of education system in time and space, which produces signifi cant infl uences on promoting the mobility of talented person-
nel,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whole population as well as lifelong education. The interscholastic and interprovincial agree-
ments in Canada unifi 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consensus for credit transfer, and shape its policy foundation. Meanwhile, 
Canada built up a united credi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fl exible credit and further completed the concrete structure in terms of ver-
ifi cation, transference, accumulation and conversion.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anadian credit transfer 
mechanism, striv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credit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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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MOOCs is embodied in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and its essentiality lies in the innovation of organi-
zation mode and service mode. The innovation of organization mod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education and service diversity, a variety 
of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illing to provide educational services have access to the fi eld; the service mode has made a transfer from 
group to individual in educ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o professional public service mode; civilian and general service mode are break-
ing the conservative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 Organization mode innov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service mode innovation, 
and it has deep infl uence in solving systematic and mechanism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Keywords: MOOCs; organization mode; service mod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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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终身教育组织模式的构建

夏泉永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富阳学院 高等教育中心，浙江 杭州 311400）

【摘 要】人类进入知识社会，终身学习成为人们应对当前及未来挑战的核心指导思想。终身教育也已经成为学

术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目前，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仍处于初级形态，其组织模式作为实践操作的基础，无

论在纵向或横向层面都面临着亟待突破与解决的现实问题。“互联网+”为终身教育组织模式的发展带来新的契

机。为此，本研究探讨互联网时代下教育创新的特征，借鉴当下较为成功的商业领域组织运行模式，从教育平

台、受教育者、教育保障、教育服务四个方面构建终身教育组织模式，以不同路径来推进组织服务供给方式与服

务模式，以期探索出互联网时代下终身教育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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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研究】

终身教育思想自从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我国后，

很快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终身教育迅速发展，以终

身教育思想为指导的教育教学改革也在持续推进。但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仍然面

临着很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可以为终身

教育创新体系的形成提供条件和支撑。想要建立终身

教育创新体系，仅在既有教育框架内对教育体系进行

优化和完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尝试通过教育组

织方式的变革和创新来重构开放教育体系。这一开放

教育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思维，也需要

更加有力的支撑力量。

一、终身教育与终身教育组织模式

终身教育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1965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在此次会

议上，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计划处处长的保

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首次提出了“终身教育”这一

概念。此概念主张打破传统教育的局限性，将学习贯穿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2.007

于人的一生之中，从而获得社会发展与个人自我完善（戴

维·阿斯平，朱迪思·查普曼，杜永新，2013）。建设终身

教育体系，促进教育与学习的社会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目标（张妍，张彦通，2016）。
终身教育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引入中国后，受到了国内广

大学者的关注，对终身教育的概念、特征及体系构建等

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在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终身教育的概念在学界

并未形成统一明确的界定，但大体可以分为制度系统与

实体系统（刘晖，汤晓蒙，2013；陈乃林，2010）。具体来

讲，前者认为终身教育体系是基于终身教育理念，通过

教育系统、社会机构与家庭组织之间有效整合，为公民

提供一生学习机会的教育制度；后者更加强调终身教育

为一种新型国民教育体系，为达到社会发展目标而形成

的一种社会化教育系统，具有连续性与统一性。无论哪

种界定，终身教育都不是各类教育的简单相加，而应是

不同教育形式和教育类型要能够有机联系、相互协调、

相互衔接，从而构成一个能够实现个人终身学习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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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吴遵民，黄欣，刘雪莲，2006）。
关于终身教育的组织模式，国内的研究目前还多

从理论视角来探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构想：①利用法

律法规确定“终身学习社会”的教育改革目标，打破以

学校教育为核心的教育体系，改变封闭的学校教育的

办学模式，推进开放的终身教育办学模式（齐幼菊，龚

祥国，2010）；②以完善成人教育体制作为突破点（吴福

生，1995）；③以现代远程教育为支撑，将终身教育体系

划分为三个相互衔接的教育系统：以学历教育为主的学

校教育系统、以职业资格教育为主的行业教育系统和以

文化生活教育为主的社会教育系统（吴遵民，2003）。
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终身教育要为

人的一生（从出生至死亡）提供教育（学习）的机会，需

要各级教育机构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协

同配合（周西安，2011）。此外，终身教育的理念应该充

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但历经四十多

年，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仍然难以实现，而现有的改变

多是以需求为导向，缺少统一的规范和管理，正规教

育与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之间仍然缺少必要的联

系和衔接（朱敏，高志敏，2014）。究其原因，一部分是

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现状与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缺乏一种

合理的终身教育组织模式及其推进策略。

我们认为，终身教育组织模式属于“组织”整体层

次的研究，也就是终身教育的组织运行依存于或基于

“什么”“哪里”的问题。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看，终

身教育体系的运作依靠的是一个融合了多个组织机构

的合作网络，处在这个合作网络中的要素之间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关系和联系；合作网络中存在一些主要的节

点，是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合

作网络中还存在一个或几个，对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和

运行起着关键的组织和协调功能的“中枢点”。终身教

育组织体系的核心问题，也是终身教育体系建立的“中

枢点”问题。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终身教育组织模式

定义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组织网络”中，起组织和协调

作用的“中枢点”的位置分布、分工及各“中枢点”之间

的联系，其反映的是整个终身教育体系的运行模式。

二、“互联网+”时代的终身教育变革

“互联网+”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与

各行各业的跨界融合，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注重

协作、开放、跨界等互联网思维对传统行业的改革作

用（邓永庆，2007）。互联网的开放性也逐渐撬开传统

学校教育的大门，为终身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契

机。2015年5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仁川召开

了世界教育论坛，发布《仁川宣言》，强调2030年的教

育愿景是实现全纳和公平优质教育以及终身学习目

标。同年5月23日，在中国青岛召开“国际教育信息化大

会”，共同研究如何有效运用信息技术支持2015年后

教育目标的实现，对如何释放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潜

力达成共识，发表了《青岛宣言》。这两大会议内容高

度相关，充分体现了国际、国内对终身教育的重视及

技术对具体落实工作的有效作用。

“互联网+教育”是当前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改革中的

热点。通过对技术支持下的典型创新案例的分析，“互联

网+教育”秉承开放教育的理念，面向知识经济时代教育

新需求，运用云计算、学习分析等新技术，为学习个体提

供优质、灵活、个性化教育的服务模式（陈丽，林世员，郑

勤华，2016）。随着互联网技术、学习分析、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在教育中的融合应用，改革性创新必将越来越多，不

断冲击传统的学校管理制度与教育体系。而这种创新实

践的孕育与发展，当前体现在教育资源共享与汇聚、教学

服务的多元化和教学要素与关系的重组。

开放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多元的教学服务提供方打

破了原本较为封闭的教育机构和较为固定的教育内容，

具有鲜明的“融合”与“连接”特征。教育的融合与连接

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教育行业内不同教育领域间以

及不同教育机构间的连接与融合；第二是教育行业与其

他行业的相互融合、渗透（陈丽，2016）。这两个层面在

MOOCs与可汗学院这两种创新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前

者是教育内容本身的融合与连接，打破优质教育资源与

普通受教育者之间的壁垒；后者则是降低了教学服务提

供方的门槛，或者说让教师成为一种零门槛的身份。

从上述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互联网+教育”的特

征体现在学习内容（资源）、学习方式的改变方面，但

这只是实践领域的冰山一角。随着技术与教育的发展

与融合，深层次的教育需求都将通过创新的服务模式

来满足，甚至重构教育体系及其管理模式。

互联网使得商业领域及传统行业发生体系性变革，或

许可为教育组织运行模式提供一定的借鉴。“互联网+”时
代的商业模式为组织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提供新的发展

思路。在充满不确定性且边界模糊的互联网环境下，商业

模式逐渐通过供需双方形成社群平台，消费者参与到生

产和价值创造的过程之中（陈丽，林世员，郑勤华，2016）。
在互联网环境下，地理位置、交通不便等限制因素被大幅

度地削弱，消费者不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产品，而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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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产品设计、生产以及评价的过程之中，

厂商也可以直接及时地捕获消费者不断更新的需求。在

这种情况下，各个商业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用户之

间、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形成了相互连通的关系，传

统的单一客户关系也演变成为一种共同创造价值的合作

共赢的关系。比之传统方式，供应链组织方式变得更加扁

平化，避开中间的过渡环节，直接将商品从产品提供商一

方到消费者。与此同时，平台商业模式还建立了信用认证制

度和评级功能，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风险，使得供应

链的效率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障（罗珉，李亮宇，2015）。
在线教育中的MOOCs将开放性、协调各方资源、重视学

习者权益作为价值创造的基础。如Coursera的创办者在整

个运转过程中扮演组建协作创新成员和培育协同创新联

合体的重要角色，此外还兼顾对MOOCs平台的整体服务

质量和水平进行严格把关，并为创造一个更加卓越的在线

教育环境争取必需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冯

华，陈亚琦，2016）。
可以发现，“连接”“共享”和“保障”是互联网时

代下组织运行模式较为鲜明的三个特点。从商业的角度

来看，所谓“连接”是指互联网将原来受时空限制而分

隔开的厂商、消费者等主体进行连接；所谓“共享”是

指资源共享，包括商家之间的共享，也包括厂商和消费

者之间的销售渠道和消费者信息的共享，以及消费者之

间的信息共享；所谓“保障”则是由互联网平台提供的，

保障整个组织模式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切支持服务。终

身教育组织模式的构建，可以从中得到借鉴之处。首先

是建立政府、学校、个人之间以及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

密切联系，使教育活动贯穿于受教育者人生的各个阶

段和各个领域；其次，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打破传统教

育中从教师到学生单一的知识传递方式，利用互联网互

联共通的特点，形成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

与学生的互助社群，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建立完

善的终身教育保障体制，主要包括政府的政策保障，课

程的质量监控体系以及学分认证系统。

三个特点在终身教育中则体现为：①“互联网+”
时代需求方和供给方连接在一起，学习者不再仅仅从

高校、职业院校习得知识。不同的内容提供方在政策

和市场的推动下将充分挖掘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辅

以人工智能、学习分析等技术为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提

供专属服务。②“共享”和“保障”则需要政府的职能

来协助，政府的保障工作或将转变为打通不同教育内

容提供商和教育平台间的壁垒，为全社会提供终身教

育的学习指导平台和学分认证体系。③伴随“互联网+

教育”及其垂直领域的发展，学习内容的提供方业务

将会更加精益化，学习群体和需要将更加明确化，竞

争也会随之而来，甚至有可能衍生出第三方教育评估

机构。此时政府的认定和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互联网时代终身教育组织模式构建

如何打破固有教育体制的障碍，实现不同层次与

类型的教育之间的沟通与衔接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

重难点问题。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看，终身教育体

系的运作依靠的是一个融合了多个组织机构的合作网

络，处在这个合作网络中的要素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

的关系和联系。

（一）组织模式构建的依据
“互联网+”时代终身教育组织模式的构建应将

互联网时代的模式与终身教育体系两个方面相结合。

终身教育体系建立需要对学校与学校外教育的资源

进行有效“统合”，即在两者之间架起有机连接的“立

交桥”(吴遵民，2014)。互联网时代的模式则是“连

接”“共享”和“保障”。统合二者的共性，在终身教育

组织模式构建中，首先是建立政府、学校、个人之间以

及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使教育活动贯穿于

受教育者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个领域；其次，建立资

源共享机制，打破传统教育中从教师到学生单一的知

识传递方式，利用互联网互联共通的特点，形成教师

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的互助社群，真正

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最后，建立完善的终身教育保

障体制，主要包括政府的政策保障、课程的质量监控

体系以及学分认证系统。

（二）组织核心要素及其特征
通过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

国等国家终身教育体系的实践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国家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有所差别，但都包含一些较为固定的

要素。其主要包括：国家政策与法律、组织机构（包括管

理机构和各种学习场所）、保障机制、资金支持、社会氛

围（郝克明，王建，2003）。结合国内不同层次及类型教

育的特征，教育组织模式主要有以下四个部分：教育平

台、受教育者、教育保障、教育服务。

所谓教育平台是指受教育者直接获取知识的平台，

主要包括教育提供方和教育内容两大模块。实体存在的

教育平台可以为受教育者的一切学习行为提供技术、场

所和内容的支撑。根据其存在形式，又分为线上和线下

两种形式。线下主要指的是传统的教育机构与纸质教学

内容，而线上的教学平台不止包括在线教育平台，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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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各种非正式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既可以来自

于名校的优秀教学资源，也可以来自于“草根教

师”的自由分享。而非实体的教育平台强调的则是

教育提供方和教育内容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提供方和教育内容都可

以与受教育者产生交互。换言之，受教育者的自主

学习在学习生活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教

育提供方和教育内容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类似于MOOCs的教育平台兼具教育提供方和教

育内容的双重属性。因此，将教育提供方和教育

内容组成教育平台这一“社群”。

受教育者则是教育内容的接受方。受教育

者有多种划分种类的方式，但对于终身教育来说，一个

人一生的学习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大部

分时间在学校进行的学习，另外一段就是在步入社会

工作以后，以提高自身能力或发展自身兴趣为目的的学

习。因此根据年龄阶段，将受教育者划分为适龄学习

者和继续教育学习者。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是我国

教育改革的指导理念，但如何落实则需要系统的设计

及智能技术的支持。随着大数据分析、自适应学习等技

术的发展，学习者驱动的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

教育保障模块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宏观层面的保

障，主要包括法律上的保障，制度上的保障以及资金上

的保障；另一方面是中观层面的保障，即教学内容和教

学效果质量的保障。例如，北京市教委和联想集团共同

培训职业和成人教育教师成为“学习指导师”，是由政

府机构牵头进行政策指导、学习内容和标准确定。政企

发挥自身优势联合培养，是推进终身学习建设工作的一

项积极探索。“学习指导师”是行业内有资历的教师，一

来有系统化的专业知识结构，二来对学习者较为熟悉。

这样的一批人能够为未来的教学内容质量提供保障。

教育服务模块涵盖终身教育的其他辅助工作，主

要有观念传播、学习支持和咨询服务以及学分资格的

认定工作等。当教育内容和教育机构不再局限于传统

的学校教育后，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变得多样化和非正

式化，势必要有一种合理的体制对学习者的学习成果

进行支持、监督和认证，如建立“学分银行”“课外答

疑”机制等。这些机制的运行可以依靠专门的教育服

务机构，但同时，各类教育服务机构都应接受教育保障

体系的监督（李惠康，2012）。
（三）组织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终身教育组织模式可以用图1表

示，学习的过程主要在教育平台和受教育者两大模块间

发生，但整个终身教育组织模式的运作又离不开教育保

障与教育服务的支撑。借鉴商业上成熟的运营模式，终

身教育组织运行模式的构建包括：从教育平台到受教育

者的B2C模式、教育提供方与教育内容之间的B2B模式、

“草根教师”与受教育者之间的C2C模式。

在“互联网+教育”发展初期，社会对其认知主要

体现于在线教育平台建设和教学资源库建设，涌现了

有所建树的许多企业和高校。随后两者渐渐呈相互渗

透的趋势，PaaS（Platform-as-a-Service）型企业开始签

约名校名师以获得优质的教育内容，高校则直接使用

成熟的平台输出教育内容。如国内高校运营的MOOCs
平台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华文慕课等，以及专注于

职业教育的顶你学堂，专注细分市场的起点学院、实验

楼等职业教育平台。

1. 从教育平台到受教育者的B2C模式
教育平台作为一个整体，需为受教育者提供一系列

服务。构成教育平台的两个部分（教育提供方和教育内

容）可以分别与受教育者产生交互。教育提供方会对教

育内容进行选择，采用一定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这类教

育即是将教育内容由教育机构传授给学习者个人，因此

可以称为B2C模式。传统教育模式中，不管是学校教育

还是作为其补充的课外教学机构的教育，都属于此模

式。此外，部分在线课程也属于此类，如MOOCs课程，

教育课程的内容有一定体系，且其提供方属于某一组

织，授课教师都拥有专业的教师资格。教育内容与受教

育者之间的交互，则是通过自主学习的形式。自主学习

的方式既可以是独立完成某一学习过程，达到学习目

标，也可以作为正式教育的一种补充。例如在翻转课堂

中，学习者在课堂上的学习任务转移到课下的自主学习

过程中，课堂则更加侧重于答疑与评价。

2. 教育提供方与教育内容之间的B2B模式
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育内容与教育提供方的关系

图1 终身教育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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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单向的，教育机构只是扮演将教育内容传递给受

教育者的一个过渡角色。但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教

育提供方与教育内容的界限不再明显，教育机构和“草

根教师”完全可以自主设计有特色的教育内容，开展具

有自身特色的教育活动。也就是说，除学校教育外的教

育机构，都可以选用已有的教育内容，或者进行自主设

计。其次，由教育提供方设计制作的教育内容，可以在

教育平台上进行交流与分享，形成一个开放的教育资

源平台。由于教育提供方与教育内容都具有一定的“企

业”特点，因此将其二者的关系归结为一种B2B模式。

3. “草根教师”与受教育者之间的C2C模式
在商业模式中，C2C指的是教育双方都是消费者

的交易模式。在终身教育的组织模式中，C2C模式指的

是教育活动的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种模式下，

教授者与受教育者没有严格界限的模式，他们的角色

定位只在特定的教育活动中有意义。换句话说，在C2C
模式下，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教师”和“学生”，只要

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长便可以成为教师，在某一方面有

学习的需求，就会成为学生。他们之间的教学活动往

往是依托网络平台进行，类似于“阿里巴巴”的商业模

式。第三方网络平台为用户发布教学内容和为学习需

求提供支持，并为用户匹配对应的“教师”或“学生”。

平台对各种教学活动提供技术上的支撑与质量上的监

控，保证各用户学习活动的正常进行。

（四）保障机制
当前社会的职业分工明确，终身教育接纳的是不

同层次水平的学习者，他们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也有极大差异。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终身学习的“学分

银行”制度，在不同平台的学习如何进行学分转换和

互认成为了一项棘手的问题。可以看到当前部分高校

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如上文提及的好大学在

线这一MOOCs平台，其联盟校实现了校际的学分互

认。还有一些机构在自己内部认同纯粹的在线学习和

面对面学习两种学习方式。这项工作现阶段已有一定

成效，后续的制度健全和推广则需要政府来主导。

此外，教育内容提供方较为零散，有一些内容聚

合的平台，像网易云课堂、腾讯大学等平台技术相对

成熟，也具有了较大规模。这些平台的模式是通过自

身的品牌影响力将学习者引流到此，为培训机构提供

强大的技术支持，但对内容缺少把控。各家的内容不

透明，还有许多信息孤岛，这一点严重阻碍了学习者的

学习路径规划。政府或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的监督和

学习指导服务或将成为一大趋势。市场的活跃也会带

来乱象，对良莠不齐的教育提供方进行整顿、治理更

需要政府牵头。

故此笔者建议由政府主导，组织各大机构参与，

尽快制订完善统一的质量标准框架、质量保障流程、

建立健全相关质量管理结构和第三方质量管理结构，

并在地方学分银行的探索基础上，与高校联盟、慕课

平台、省级学分银行通力合作，探索全国性的研究，建

立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促进各类教育间的学分

互认和学习成果转化。另一方面政府加快完善知识产

权和数据共享与信息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教育资

源整合健康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四、总结

终身教育的内涵具有广泛性与个体性，其组织模

式的建立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

熟与社会的发展，终身学习的理念必将深入人心。国

内终身教育体系实践探索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与教

育相对发达的直辖市及沿海城市等，但在破除体制障

碍、制度法规等关键性环节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于
蕾，2016)。建立并不断完善一个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

学习型社会则必须基于我国的实情，创新体制机制，协

调各层各类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融合与衔接不同组

织之间的关系。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改革的触角逐

渐深入到教育组织模式的核心领域，改革的复杂性和

难度都在不断加大。单一角度的改革难以有实质上的

推进，政府能够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是支撑与推动的

力量。其中，最为核心的制度支撑是学历认证制度以及

“学分银行”制度。商业领域的成果充分地证明了技

术重构教育的变革力与潜力。在互联网时代，学校传

统教育与继续教育等转型发展，推动终身教育组织模

式的创新，构建开放的教育服务体系是符合社会发展

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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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多元需求的学生支持探究：面授学生与远程学生的需求差异

李锦昌 黄德铭 黄婉仪

（香港公开大学，香港 999077）

许玲 译

【摘 要】学生支持作为教育活动中一个关键部分，与学生生活诸多方面密切相关。适应学生多元的支持需求，

是所有教育机构都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提供不同教育模式的机构，所面临的挑战更大。本文阐述面授学生和远程

学生对学生支持服务的需求差异，并介绍香港公开大学同时适应这两类学生不同支持需求的经验。大学提供的两

种教育模式均需对学生的需求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开发并提供有效的支持服务。本研究的研究目标：考察学生对

学生支持服务和设施的需求；探究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在支持需求方面的主要差异。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的方法，依托在线调查了解学生对各种服务和设施的偏好，收到461名学生有效回答，包括374名面授学生和87名

远程学生。研究同时组织了八个焦点小组，收集学生和工作人员对学生支持服务的意见。

调查结果显示，两类学生群体认为最重要的是服务和设施维度，例如，他们均认为职业发展是最重要的维度，

显示了学习者在这方面期望获得相关支持的巨大需求；学生期望能有更多资源投入到面授学生实习项目和远程学生

学术咨询服务。焦点小组访谈中收集到的信息进一步加深了研究对学生支持需求的认识，如提供体育场、舍堂、交

换项目和社交活动以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学生支持服务的合理供给。

【关键词】学生支持；面授学习；远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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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开放和创新是当代教育的主要趋势，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技术进步和突

破带来了当代教育的范式转变。在时间、空间、课程内容、组织、教学方法、基础设施和要求

等方面，学习和教学模式正变得更加开放和创新。2017开放与创新教育国际会议（ICOIE）从教

学创新、教育技术创新、开放教育资源与慕课、学术分析、移动与泛在学习、学习社区等方面

展开探索。香港城市大学的余国强利用香港城市大学的学习管理系统数据和学生相关数据来探

索影响学生表现不佳的影响因素。香港公开大学蔡秉文与林仕胜提出了电子教材功能开发框架

模型，包括核心功能、网络连接功能、分享和合作功能、个性化学习功能、智能辅导功能等五

大功能。香港公开大学李锦昌、黄德铭、黄婉仪探索了面对面学生和远程学生对学生支持服务

需求差异，以便学校提供适切的学生支持服务。

特约栏目主持

李锦昌博士

香港公开大学研究总监

一、背景

学生支持已经成为一个广泛概念，涵盖从个人咨询、

财务援助，到体育和娱乐活动等各种服务。为了适应社

会发展和学生需求，学生支持也与时俱进（Shutt, Garrett, 
Lynch, & Dean, 2012）。尽管学生支持具有广泛性和动态

性，且实践中教育机构可能强调某些服务领域，但学生支

持通常有类似的目标，如丰富学习经历、推动学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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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面授的教学机构经常提供广泛的服务。例如，Shi、
Drzymalski和Guo（2014）列举了提高学生满意度的14项服

务，并将其视为教育成果的主观评价维度（Elliott & Shin, 
2002）。这些服务包括学术问题（如各种课程、课程组

织）、设施（如居住设施、计算机存取）以及管理（如医疗

保健服务、职业生涯规划）。Wilkins和Balakrishnan（2013）
发现影响学生对机构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师资力量、设施、

社交生活以及科技的高效使用。此外，O’Driscoll（2012）
指出影响学生感知支持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是学业支

持、福利支持和课程内的沟通情况。总体而言，Islam等人

（2011）认为学术服务能够发展和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和

态度以及学生的个性，比学生对机构的满意度更重要。

回顾远程学生支持，主要是利用教育技术改善学

习结果和避免辍学（Agorogianni, Zaharis, Anastasiadou, 
& Goudos, 2011; Chatpakkarattana & Khlaisang, 2013; Luo, 
2014）。根据Smith（2004）的研究，对于远程学生而言，

学术支持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其他类型支持。Sookdeo 和
Ramphal（2013）调查了远程学生遇到的困难，如缺乏对学

习问题的有效反馈、社交孤独，他们提出一套有效支持教

与学的原则。Tresman（2002）强调要提高远程学生对支持

服务的满意度，这对于提升学生保留率十分重要。研究者

提出一些策略，包括让提供咨询和指导的工作人员帮助

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让学生较轻松地取得学业成绩和

获得进步。研究者还建议形成学习共同体，便于远程学

生的互动和协作（Chatpakkarattana & Khlaisang, 2013; Luo, 
2014; Tresman, 2002），为远程学生提供精神支持，丰富在

线学习环境中的学习体验。

（二）当前研究
相关研究结果揭示了面授学习和远程学习的学生支

持需求上存在研究差距。首先，鲜有研究将两类学生的

支持需求放在同一背景下进行评估和比较；其次，研究学

生支持的视角，尤其研究远程学生支持的视角，似乎都局

限于学术性支持，非学术性支持研究不足；再次，由于学

生支持服务的角色和功能持续在变化（Shutt et al., 2012），
了解这些变化并理解当前学生对支持的需求和期待很重

要。对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的支持需求进行评估，有助于

教育机构为两类学生设计并提供有效的学生支持。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是为了明晰香港公开大学面授学生和远程学

生的不同学生支持需求，继而支援学校提供适切的学生

支持服务。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

·面授学生与远程学生对学生支持服务的需求分别

是什么？

·支持服务和设施对学生的重要性如何？

促进全面发展等（Evans, 2001）。
由于学生的个体需求具有多样性，单一支持系统无

法公平地适用于所有学生。例如，Okopi和Ofole（2013）
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处于不同学习阶段对咨询有不同需

求。因此，教育机构必须评估学生的需求，并据此来优先

考虑和合理分配支持服务和设施资源。学生需求评估可

能包括确定学生满意度指标（Islam, Jalali, &Ariffin, 2011; 
Martirosyan, 2015; Schreiner & Nelson,  2013）)、评价支持结果

（Okopi & Ofole, 2013）以及解决支持提供的不足（Adegbile 
& Oyekanmi, 2009; Gujjar, Chaudhry, & Chaudhry, 2009）。

学生的支持需求受学习模式影响，面授学生与远程

学生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年龄、就业状况、到校频

率以及与师生间联系情况等，但现有研究中关于这两类

学生支持需求的差异研究不足。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机

构同时提供面授和远程学习两种模式，研究两类学生支

持需求的差异日渐重要（ICDE, 2015）。
本研究聚焦香港公开大学在适应学生多元学习需求

上的经验。作为一所提供开放及灵活学习，包括面授学习

和远程学习两类教育模式的机构，香港公开大学必须为

具有不同学习背景和学习期望的这两类学生提供支持服

务。合理地选择并提供适切的学生支持，是香港公开大学

不容回避的重要挑战。

本文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了学生和工

作人员的反馈信息，阐明了香港公开大学面授学生与远程

学生的支持需求。两类学生群体对支持需求的相似点和

差异点十分显著，能够为具有类似情况的机构在规划支

持服务供给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生支持的论点一直在不断变化，Shutt等人（2012）
考察了学生事务的历史发展，发现学生事务由重视学生

服务转向推动学生发展、促进学生学习以及注重学习结

果评估，这表明学生对支持需求发生了变化，继而引发服

务的优先次序和学生发展评估维度的变化。

学生支持需求的研究涵盖不同方面，包括学生的体

验、对学生支持的认知和偏好。例如，Douglas、Douglas、
McClelland和Davies（2015）研究了本科生对教与学和支持

服务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是如何影响学生继续深造和

向他人推荐母校的倾向。Nichols（2010）评估了远程学生

的学术表现，以评价对学生保留的干预措施的成果。评估

有助于揭示学生支持服务的不足（Adegbile & Oyekanmi, 
2009; Gujjar et al., 2009; Rumble, 2000），并据此改进 （Perron, 
Grahovac, Uppal, Granillo, Shuter, & Porter, 2011）。

（一）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
教育模式是影响学生对支持需求和期望的一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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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参照Hettler（1980）的学生发展健康模型构建研

究框架，覆盖了学生发展的六个维度：职业、身体、社交、

知识、精神和情感。该研究模型已经被高等教育机构广泛

运用于设计学生支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如匹兹堡大

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哈佛大学。

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定量研究

依托在线问卷形式开展，共调查了374名面授学生和87名
远程学生。该问卷评估了学生对学生发展不同维度的偏

好，以及在大学里尚未提供的服务与设施。

被访学生中，面授学生与远程学生的主要差异在于

就业状况，与同伴、教师的联系频率。面授学生中超过一

半（57%）无业，41%是兼职，仅2%是全职。相比之下，远程

学生中77%是全职，7%是兼职，仅16%是无业。在与同伴、

教师的联系频率方面，80%的面授学生与同伴、教师的交

流每周至少一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21%的远

程学生每周至少有一次交流，其他79%的远程学生与同

伴、教师进行面授交流的频率是一个月两次或者更少。

定性研究开展了八次焦点小组访谈来收集学生及工

作人员对学生支持服务的意见，参与者包括25名面授学

生、6名远程学生和10名学校工作人员。学生受访者来自不

同的项目和年级。他们根据六个学生发展维度，阐释了自

己对支持服务及设施的经历及其需求。

四、研究结果

（一）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探究学生对发展维度、支持服务和设施的

重要性排序。图1显示出面授学生与远程学生对六个发展

维度的重要性平均等级。平均而言，无论是面授学生还是

远程学生，职业发展都排在首要位置。面授学生对精神、

知识、社交发展排序与情感发展相似，而远程学生对社交

发展的重要性排序显著低于其他三项。大部分受访者认

为身体发展最不重要。

图1 发展维度重要性等级（数值越高，重要程度越高）

图2显示了支持设施的重要性等级。面授学生和远程

学生都将学生服务中心（提供非餐饮零售服务，如文具、

装订和复印服务）排在首要位置，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三

位是便利店和书店。然而，面授学生与远程学生中也存在

差异，例如，面授学生认为健康中心和体育馆更重要，而

远程学生则认为银行和邮局更重要。

图2 支持设施重要性等级（数值越高，重要程度越高）

学生也提及了学校尚未提供但是他们需要的设施。

如表1所示，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都提及需要加强食堂设

施，以提供更大就餐空间及多样化食物。面授学生还提出

了对其他设施的需求，尤其是校舍楼和咖啡店。

表1  学生建议的其他设施

设施 频率 (面授学生) 频率 (远程学生)
餐厅 25 6

咖啡厅 23 1

校舍楼 38 1

游泳池 7 0

运动场馆 6 0

图书馆 3 0

图3 学生支持服务重要性等级（数值越高，重要程度越高）

图3显示了支持服务的重要性等级。面授学生认为财

务援助是最重要的，他们对实习项目、交换项目和学生活

动三项服务重要性排序高于远程学生。与面授学生相比，

远程学生认为职业发展、学术提升方面的咨询和服务更

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远程学生将学术咨询服务重要性排

在了首要位置。

（二）焦点小组
根  据六个发展维度，表2列出了学生和工作人员对学

生支持服务和设施的建议。

如表3所示，学生和工作人员也建议增加其他学生服

务和设施，并提出了一些管理性问题。

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都强调不同领域的学生服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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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面授学生的支持需求集中在职业发展、身体健康、

精神价值和社交关系四方面的设施与活动。例如，他们

希望有医疗中心、体育馆、校舍楼以及更多公共区域。他

们也讨论了其他需求，如订阅出版物折扣，这被认为是学

生福利。他们还提及了一些其认为重要的活动，如实习、

交换项目、招聘讲座、短期课程、社交课程以及社区服务

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职业发展是最重要的维度，因此

他们需要相关的指导与帮助。

远程学生更多关注知识和社交方面的支持。他们强

调了在学校里有学术咨询支持、购买参考书和必读物的

需求。他们也提及远程学生是十分孤独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独自一个人学习，很少有机会与同学交流，因而建议

学校扩展学生组织、学习群组和社交活动，为他们建立一

个社交网络，提升对学校的归属感。尽管他们认同远程学

生对校园服务和设施的使用不会像面授学生那样频繁，

但是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即延长服务和设施的开放时

间，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工作日白天都在上班。

学生事务管理也是参与者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学校的

工作人员，他们认为不同组织之间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如学生事务办公室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国际学生，

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和校友）；学生事务办公室与教员之间，

以及学生事务活动的普及推广。他们提出建议措施，例如

建立学生使者团体，有来自每个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代

表，使用更多渠道来传递支持服务与设施的相关信息。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的教育模式会影响学生对特定服

务和设施的偏好以及服务的提供方式，但面授学生和远

程学生都有全方位支持的需求。

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的显著性偏好差异在于服务和

设施是否是面向校园的。面授学生在校园的时间更长，因

而更期望在校园内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设施，例如，较之于

远程学生，面授学生认为健康中心和体育馆更重要。他们

也希望有校舍楼和额外的餐饮服务，反映他们希望在大学

学习阶段能体验到更加丰富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远程

学生更加关注他们在有限的校园时间内所能使用的设施，

尽管这些设施可能与学习无直接关系，如书店、银行和邮

局。显然，远程学生更喜欢提供在线支持服务，例如他们

建议提供更多健康资讯，而不是像面授学生那样偏好医疗

服务。然而，他们也建议延长学校设施的开放时间，以满足

使用需求，这表明他们存在使用校园设施和服务的潜在需

求，这些可以通过与服务提供方进行协调来实现。

面授学生并没有将学术支持摆在首位，这与一些相

关研究发现的“教与学支持是影响学生满意度的最显著

因素”的结论有所不同（O’Driscoll, 2012; Shi et al., 2014; 

表3 其他学生支持服务与设施的建议

建 议
面授
学生

远程
学生

大学
设施

提供24小时开放的学习场地 
  在校园里为笔记本电脑提供电源 

提供更多食堂 
延长大学开放时间以应对远程学生的课程表 

学生
福利
服务

  设立学生服务中心，提供福利支援  

提供邮政服务 

经济
服务

提供奖学金作为一种激励形式 

信息
传递

  利用更多渠道促进学生服务和活动  
为学生查询提供直接渠道 

管理
性问
题

  为国际学生提供一个寻求帮助的渠道  
  选择一批学生使者作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在学生、学术单位和学生事务处之间建立有效的

沟通渠道
 

表2 学生支持服务和设施建议

建 议
面授
学生

远程
学生

身
体

健康服务
提供学校医疗服务 

提供更多关于体育活动和健康的建议 

运动设施

提供学校体育馆 
提供运动器材的借用服务 

提供免费运动场地 

运动活动
组建运动队 
提供瑜伽课程 

职
业

就业服务

提供更多实习项目 
组织更多招聘会，形成更大招聘网络 

组织校友分享工作经验 
建立常见面试问题及相关资源数据库 

向学生传递更多工作招聘资讯  

进修支持
提供进修咨询服务 

组织有关进修的信息会 

专业资格考
试支持

建立试卷样本数据库 
提供考试技巧讲座 

知
识

学术活动

组织更多与内地或海外大学学术交换项目 
  提供不同学科的短期课程 

提供学术咨询服务 
就社会问题组织讲座和研讨会 

学习设施 提供更多学习室  

学习资源

与其他大学分享图书馆资源 
  提供出版物的订阅折扣 

在大学里出售参考书和必读书 

情
感

在舒适环境中提供咨询服务  
向教学人员提供与咨询服务有关的信
息，以便他们可以向学生介绍服务

 

精
神

组织文化交流项目 

组织更多社区服务 

社
交

社交活动

组织学生论坛让学生发表意见  
  组织更多社交活动，建立学生间密切关系 

  组织提高社交技能的活动 
  组织更多领导力项目 

  组织帮助国际学生适应本地文化的活动 
  组织学习小组或实地考察 
为校友组织更多的社交活动 

社交组织

提供更多的学生组织 
为学生组织提供更多的场地和设施 

允许远程学生加入学生组织 

促进社会互
动的设施

为学生提供校舍楼 
为学生提供更多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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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kins & Balakrishnan, 2013）。对于远程学生而言，学术

咨询服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表明他们需要更多的学术

帮助。这可能与他们和同学、教师交流的机会有限、未能

获得相关信息和建议有关。相关研究也反映了学术咨询

服务的意义，其能够帮助远程学生恰当选择课程，合理调

整学习预期（Tresman, 2002）。
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都认为“职业”是最重要的学

生发展维度，但是两类学生对相关的支持需求有所不同。

面授学生表达了他们倾向获得实习项目、招聘讲座、职业

资格考试等一系列服务支持。相反，远程学生对这些服务

的需求很少，但是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发布更多工作招聘

和进修信息。这些不同之处可能与他们的就业状况有关，

因为大部分远程学生已经有全职工作。

远程学生和面授学生相比，对咨询服务有更高的需

求。Almasan和Alexe（2015）解释，远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心理和情感困难，如担心他们毕业后的就业能力等。

尽管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个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Kangai, Rupande, & Rugonye, 2011），但与面授学生相比

较而言，对远程学生的咨询支持似乎不被重视。  
焦点小组提出的管理性问题凸显了与学生支持有关

组织之间的有效沟通的重要性，对于学生来说，意识到

哪些支持可用至关重要，对于学校来说，确定学生需求和

需求性质至关重要。

研究揭示了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对支持服务和设施

的需求。尽管他们的学习环境存在差异，但两组学生对不

同发展维度重要性的排序是相似的。这样的结果说明全

面发展对两个群体都十分重要，然而相关支持服务的提

供却主要是针对面授学生。在Hettler的学生发展健康模

型中提及的非学术性支持，还没有广泛提供给远程学生

（Scheer & Lockee, 2003; Thompson & Porto, 2014）。
面授学生和远程学生的学习支持需求差异主要在于

服务的类型和服务提供的形式。对机构而言，选择和优先

提供哪些支持服务是一项挑战。研究结果指明了高效使

用支持服务和校园设施的可能途径，其中之一是延长服

务开放时间，对接远程学生时间安排。远程学生提到的

提供健康资讯和进修信息的建议，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

也可以延伸到面授学生的支持服务。越来越多的教育机

构已同时提供面授学习和远程学习两种教育模式（ICDE, 
2015），提供高效率的学习支持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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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习分析技术预测学习者学业成绩

余国强

（香港城市大学 专业进修学院，香港 999077）

高茜 译

【摘 要】学习分析通过测量、收集和分析数据来提升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全球高等教育机构目前广泛使用学习

管理系统（LMS）， 除了基于学习管理系统的数据外，研究者还常利用学生的其他数据，如课堂出勤、作业分数、

测验和期末考试成绩，来评估学生的学习经历。本文旨在找出哪些因素可以用来及时鉴别课程中表现不佳的学

生，通过收集并分析香港城市大学一门非全日制文凭课程的学习管理系统数据和学生相关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法，探索这些数据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课程作业对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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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商业智能和商业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

商业智能指的是以可视化仪表盘的形式，报告和展示

收集到的数据，高级管理人员以此能够做出适当的决

策。随着计算能力、可视化和数据存储技术的进步，

学术分析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其他领域也越来越受

欢迎。高等院校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学术分析技术，提

高学生的学习和体验。就高等教育质量保证而言，这

常常被用来应对内外部质量压力。

人们不仅利用分析来解决部门或机构层面上的问

题，也用来解决师生层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

些表现不佳或“有学习风险”的学生在退出课程或课

程不及格之前，就应获得早期咨询服务。这就产生了

“学习分析”这个术语。学习分析便是对学习者数据

进行收集、分析和报告的过程，以提升学生学习。

除了学业分析，数据挖掘是另一个流行术语，它

与收集的大量数据、揭示其中信息的过程有关。学习

分析和数据挖掘有所不同。学习分析要先建立一种假

设，然后利用数据来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比如提高学

生保持率（Baepler & Murdoch, 2010）。相反，数据挖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2.009

掘并不涉及建立假设。人们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发现可

能隐藏的趋势或模式。当有大量数据可用时，数据挖

掘技术将会发挥最大作用。

二、相关的研究

Goldstein和Katz（2005）以及Delen（2010）指

出，许多高等院校收集了大量有用数据来解决学生的

流失和保持问题，但这些院校并不能正确地分析这些

数据。学业分析活动通常是为了预测学生可能遇到

的困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成就（Arnold & Pistilli, 
2012）。坎贝尔等人（2007）认为学习分析应该强调

改进和监控学生成就，以便采取适当的干预行动。

1. 学习分析
根据西蒙斯（2011）的研究，学习分析指的是对与

学习者学习和环境相关的数据进行测量、收集、分析和

报告。Roberson（2014）指出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应用学

习分析，宏观层面涉及社会和政府，中观层面涉及教育

机构，微观层面涉及教师和学习者。其他研究人员如

Romero和Ventura（2013）则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利

益和观点，将其分成几类。Roberson（2014）强调学习

分析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帮助学习者正确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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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管理系统（LMS）
许多高等教育院校普遍提供学习管理系统以帮

助学生参与学习活动。学生可以利用电脑或移动电子

设备，随时随地地使用学习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

记录每位学生在系统平台中参与的每个活动和行为。

Campbell等人（2007）分析了从某个学习管理系统中收

集的数据，并认为这些数据可以预测哪位学生可能会

学习失败，因而提前向学生发送预警。

事实上，其他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也可以用于学业

分析，比如包含学生信息的学生信息系统。例如，从

学生信息系统中提取的数据提供了基本的学生人口统

计学信息和学习成绩。Goldstein和Katz（2005）分析

了学习管理系统和学生信息系统两个数据源的数据组

合，以预测学生成功的概率。

Palmer（2013）利用学习分析，探究了大学二年级

工科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某些解释/预测变量的相关性。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学生信息系统中非时变的人口统计

数据，以及来自学校学习管理系统中的时变数据。该

研究指出，这些与学习管理系统使用相关的变量仅在

课程结束时才可用，因此想要进行及时干预以期提高

学生学业成绩，其预测能力有限。他推断称，二年级

大学生的成就状态受学习模式、先前学业成绩和首次

登录学习管理系统日期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香港城市大学参加管理研究高

级文凭（Advanced Diploma in Management Studies, ADMS）
项目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成熟的上班族，利用晚上时

间学习。该课程为期两年，采用面对面授课模式。

该项目共有34名学生参加，其中21人参加了本项目

的1号方案，其余人参加了2号方案。参加1号方案的学

生（进入课程时学历较低）需修读16门课程，而参加2
号方案的学生则需修满整个项目的13门课程即可。对于

所有学生来说，他们可以从上学期的9门选修课中选修3
门。本研究中，我们为了方便比较，因而不考虑前三门

和最后三门课程（只留下方案1和2学生共同参与的课程

4~13，共10门通识课）。这10门课程内容包括市场营销、

管理、会计、商务沟通、信息系统以及商业统计等。

每门课程为期13周，每周授课两小时，辅导班学

习一小时。除一门课程外，所有学生的学业成绩依据

一个或多个作业及最终笔试来综合评定。课程作业通

常占总成绩的50%，期末考试占50%。课程作业包括

课堂测验、个人书面作业、小组项目的口头陈述和报

告，这些是针对学生表现的形成性评价。期末考试则

是总结性评价。

学生们可以在大学里访问名为CANVAS Network①

的学习管理系统。该系统提供了典型学习管理系统的

功能。ADMS项目中要求学生根据先前学历，总共选

修13门或16门课程。

本研究探索各种变量与期末考试分数的相关性，

因此针对与学生学业成绩有关的各种变量，收集二手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问题1：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否因他们参加课程前

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问题2：影响考试成绩的因素有哪些？

问题3：应用学习管理系统是否与学生取得的考

试分数有关？

1. 研究中的变量
Palmer（2013）开展的研究中，探究了学生信息系

统中非时变的人口学数据和学习管理系统中的时变数

据。本文采用了类似的变量集，但不包含Palmer使用

的学习管理系统在线发帖这一变量。事实上，ADMS
项目中参与学习的成人学生鲜少在学习管理系统中发

帖，因而本文没有考虑这一变量。

2. 与课程相关的变量

·课堂出勤

每个辅导组的学生平均出勤率（最高13）都有记录。

·作业成绩

作业成绩是指在学生获得的一系列课程成绩基础

上的综合评价。

·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是学生期末考试中所取得的成绩。

3. 与学习管理系统相关的变量

·页面浏览量指的是自2015年8月以来，学生在

CANVAS学习管理系统中浏览前13门课程（参与1号方

案的学生）或10门课程（参与2号方案的学生）网页的

次数。

·总活动时间是自2015年8月以来，学生在

CANVAS系统上学习前13门课程（参与1号方案的学

生）或10门课程（参与2号方案的学生）所花费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上次访问时间指的是学生没有访问CANVAS学
习管理系统的天数。本研究采用的参考日期为2017年4
月23日。

4. 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记录学生的性别

·年龄——记录学生入学时的年龄

5. 回归分析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所收集的二手数据

进行分析（使用统计软件SPSS，采用逐步回归变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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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法）。对于每门课程，采用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Yi = β0 + β1 X1 + β2 X2 + … + βp Xp   
其中，Yi是学生参与课程i获得的期末考试成绩，

X1，X2，… Xp是上面描述的变量。期末考试分数作为

总结性的评估，用来衡量学生的学业成绩。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表1展示了与学生、学习管理系统有关的统计数

据。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方案1和方案2的学生

来说，与学习管理系统相关数据的平均值接近。方案1
中学生平均网页浏览量和平均总活动时间比方案2中的

学生结果要高。这表明方案1学生比方案2学生更倾向

于使用学习管理系统。

表1 与学生和学习管理系统有关的统计数据

方案1 方案2
学生数量 21 13

学生性别
8 (男)
13 (女)

3 (男)
10 (女)

入学时平均年龄 31.71 33.92

平均网页浏览量 1 547.95 1 187.54

平均活动时间 (以秒为单位) 2 393 2 345

自上次活动以来的平均天数 2.8 3.3

根据表2结果显示，10门课程除课程4、7、11外，

其他课程中参加方案2的学生其作业成绩比方案1学生

要高。另一方面，所列9门课程中，方案2的学生考试

分数要高于方案1的学生。方案2的学生进入项目时学

术资历更好，其学业成绩也比方案1的学生要高。为了

比较方案1和方案2学生所有10门课程的作业和考试成

绩，本研究进行统计t检验，研究发现，除课程6和7的
作业成绩外，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 全部作业和考试成绩的平均值

课
程

评价权重 作业分数 考试分数
作业 考试 方案1 方案2 方案1 方案2

4 50% 50%
69.76
(7.40)

68.62
(9.18)

61.70 
(12.94)

69.08 
(13.54)

5 50% 50%
76.24
(5.94)

79.00
(6.76)

63.62 
(13.71)

67.08 
(11.30)

6 70% 30%
59.67
(13.97)

66.92
(6.96)

51.00 
(12.85)

58.38 
(13.50)

7 50% 50%
61.83
(6.31)

61.05
(2.98)

54.76
(10.79)

56.23 
(14.90)

8 50% 50%
71.62
(11.02)

83.58
(9.33)

55.47 
(13.81)

66.62 
(16.22)

9 50% 50%
62.71
(3.59)

63.69
(4.11)

54.52 
(12.42)

65.92 
(12.33)

10 50% 50%
66.14
(14.23)

67.54
(7.61)

60.38 
(13.12)

65.31 
(17.27)

11 100% --
61.10
(6.34)

59.55
(4.32)

-- --

12 50% 50%
68.71
(19.12)

77.31
(12.35)

52.24 
(18.75)

60.08 
(18.62)

13 50% 50%
57.62
(5.98)

63.31
(6.81)

64.95 
(13.89)

73.15 
(12.00)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偏差值。

从表3来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一些课

程的拟合度不高，但大多数课程中学生期末考试分数与

作业成绩呈正相关。取得较高作业成绩的学生，在期末

考试中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分数。事实上，期末考试分数

一般不受学生学习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和人口学特征（年

龄和性别）的影响。课程7是商业信息系统，课程11是
商业统计。对于这两门技术课程，其他的变量如学生年

龄、页面浏览量和课堂出勤等会影响期末考试分数，但

不及作业分数影响大（根据回归结果的p值说明）。

表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课
程

回归方程
拟合
度

4 没有变量进入方程 --

5
Exam5 = -1.099 + 0.854 CW5

             (0.013)
0.178

6
Exam6 = 23.131 + 0.492 CW6

              (0.008)
0.200

7
Exam7 =-49.802 + 1.241 CW7 +1.088 Age - 0.005 Pageviews

               (0.000)     (0.000)       (0.016)
0.526

8
Exam8 = - 5.256 + 0.853 CW8

                 (0.000)
0.418

9
Exam9 = -49.647 + 1.720 CW9

                (0.0004)
0.233

10
Exam10 = 16.498 + 0.686 CW10

                  (0.001)
0.311

11 没有变量进入方程 --

12
Exam12 = -77.259 + 0.804 CW12 + 5.844 A12

                   (0.000)      (0.036)
0.621

13
Exam13 = -30.398 + 1.647 CW13

                   (0.000)
0.678

注：括号内数字为系数估计p值。

五、结论

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来看，在统计学意义上，

学生学业成绩（在这10门公共课中）以课程作业和考

试成绩为衡量，其并不取决于他们进入该课程时的学

术背景。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作业评价分数（即

形成性评价）是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总结性评价）的

预测指标。学习管理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即学习管理

系统中记录的页面浏览数、总活动时间和上次访问时

间，与学生获得的期末考试分数无关。另一种解释

是，教师可以更加注重开展良好的形成性评估，精心

设计作业，为学生提供快速反馈。学生能够通过形成

性和总结性评估来更好地达到预期学习效果。

本文中，学习管理系统中记录了每位学生前10
或13门课程中的相关数据，而非每门课程单独记录。

也就是说，本文所使用的三个与学习管理系统相关变

量可以被用来更好地衡量学生在学习管理系统中的学

习参与程度。我们可以在第二种情况下开展进一步研

究，检验学习管理系统中相应的相关变量是否可以作

为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的有效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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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CANVAS Network. http://www.canva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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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教材的功能是影响电子教材接受度的 关键因素之一。本研究提出了电子教材五功能开发层级模

型，包括核心功能、网络连接功能、分享和合作功能、个性化学习功能、智能辅导功能，旨在构建电子教材功能

开发框架模型，从而使电子教材可以更好地促进学习。本研究提出的电子教材功能开发五层级模型中，每一层级

功能都是建立在低层级功能基础之上的。此外，本研究对五层级功能模型中每一层级功能实现需借助的技术手段

也进行了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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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几十年前，电子书（E-books，亦称为“数字图书”）雏

形已开始出现（Gilbert, 2015）。早期的电子书是指将传统

书籍转化为数字化图像的书籍，常见的格式主要有TIFF、
PDF等。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发展，电子书内涵发生了变

化，电子书指可在专用电子阅读设备上阅读的数字化书

籍。近年来，随着手持电子阅读设备（如Kindle和iPad）的
广泛使用，电子书也迅速流行起来。

电子教材（E-textbook）是电子书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是指专用于教育的电子书。尽管电子教材具有易获得等

优势，但学生仍倾向于使用纸质教材（Woody et al., 2010; 
Daniel & Woody, 2013; Millar & Schrier, 2015）。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电子教材的功能特性并没全面完善。早期的电子

书仅是传统书籍的电子化，但是学习不同于休闲阅读，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诸多学习需求，如知识同化及关键信

息提取等。因此，电子教材虽与电子书关系密切，但远远

超过电子书，它绝不仅仅是传统教材的文本信息数字化，

而是要兼备电子读物和学习活动载体等多种属性。电子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2.010

教材在具备电子书基础功能之上，需要整合多种教育功

能特性。然而，当前电子教材很少做到这点。因此，电子

教材需要具备何种基本功能，才能够有效促进学习是很

值得研究的。本研究提出了电子教材功能开发的五层级

模型，为电子教材开发者提供了一种开发思路。

二、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已证实功能性是影响电子书接受度的重要

因素。Siegenthaler（2010）等人研究发现，导致电子书接受

度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电子阅读设备易用性差，二

是电子书的功能未满足用户使用需求。其中，后者是降低

电子教材接受度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如果电子教材仅

是传统教材的电子版替代，而缺少常用的标注功能，如高

亮和标签等，电子教材的使用度会严重降低（Siegenthaler 
et al., 2010）。Berg（2010）等人研究也证实，易用性和功

能性是影响电子教材受众度的关键因素。Lim 和Hew
（2014）研究亦发现，在影响电子书受众度和接受度的关

键因素中（包括界面设计、用户体验、呈现形式等），功能

性是教育机构选择电子教材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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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hwaite（2011）等人研究发现，学术用途的电子书不

仅需具备基本功能，如下载、打印、复制粘贴，还要具备标

注功能，如笔记、注释、标签、高亮和标记，以及搜索、导

航、多媒体支持、无线网连接等功能。然而，当时没有一本

电子图书同时具备以上功能（Huthwaite et al.，2011）。

三、理论框架

科技的不断发展为电子教材设置丰富的功能提供了

契机。电子教材不仅能够设置诸如搜索、高亮等基本功

能，还能够设置诸如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和学习反馈等

高级功能，这些功能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因此，我们

要持续不断地开发电子教材新功能尤其是高级功能。其

实，各种功能是相关联的，可以在整合多种基本功能基础

之上开发新的高级功能。我们认为，根据电子教材的复杂

度，电子教材功能开发可以划分为由简单到复杂的五个层

级（见图1）。这五个功能层级分别是：

图1 电子教材五功能层级模型
复杂性递增

1.  核心功能（Core functions）：电子书的基本

功能即是电子教材的核心功能。

2. 网络连接功能（Internet connection）：电子

教材配备局域网和互联网连接功能。

3. 分享和合作功能（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电子教材配备促进合作学习的功能。

4. 个性化学习功能（Personalized learning）：电

子教材为学习者提供满足其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学习

资源和学习指导。

5. 智能辅导功能（Intelligent tutor）：采用先进的

智能方法，建立学习者模型，提供智能化辅导功能。

四、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分别对电子教材五功能开发层次模型内容做

详细论述。同时，我们对电子教材实现五层级功能需要借

助的技术手段，以及这些功能是如何促进学习的进行了

分析探讨。

（一）核心功能
电子教材需配备以下核心功能，即搜索、导航、标注、

多媒体支持以及学习进度调度和学习监控功能。

早期研究已证实检索功能是影响电子书用户接受度

的关键因素之一（Soules, 2009）。然而，目前多数电子书的

检索功能仅停留在关键词文内检索阶段，很少有电子书

具备更加完善的高级检索功能，如通配符或正规表达式

检索等。此外，呈现于学习者的检索结果应当是经过系

统整理的，学习者据此便可掌握资料的内容概要。另一方

面，电子教材的字典和词汇查找功能也是促进学习的重

要因素。

电子教材的导航功能也是学生非常关注的一点，具

体包括目录、放大和缩小、链接跳转等功能。其中，目录是

学生最重视的一项功能。通过浏览目录可以快速了解教

材内容框架并且迅速定位到特定章节。同时，多窗口切换

功能也是促进学习的重要功能之一。此外，导航系统要简

单易操作。例如，Li（2013）等人为提高导航易用性，建议

在电子教材中插入可视化的导航提示图。

通常情况下，学生需要边听课程边快速方便地在电

子教材上做标记，因此标注功能是学生常用功能之一，具

体包括高亮、注释、笔记、书签复制粘贴等功能。如果电子

教材配备一些能够将以上功能整合在一起的学习工具的

话，则更有助于促进学习。理想情况下，比较高级的电子

教材应当配备知识管理工具，如思维导图。

富媒体（Rich media）能够将视频、录音以及交互学

习活动植入电子教材中，使学习者产生更加充实生动的学

习体验。文字语音转换（Text-to-speech）功能便是电子课

本的另一特色功能。最后，电子课本也需要配备学习进程

条和学习监控工具。

（二）网络连接功能
电子教材在具备核心功能基础之上，接下来要开发

的是网络连接功能，它能够强化电子教材的核心功能。

例如，网络连接功能使学生不仅可以在课本中甚至可以

在整个网络中进行各种检索。对于使用第二语言学习课

程的学生来讲，可以将课程内容准确地翻译成学生的母

语。相互参照（条目）（Cross references）和全球资源定位器

（URLs）也可以以超链接形式插入电子教材中。通过网

络连接，学习资源再也不仅仅局限在课本之中了，而是学

生可以获取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此外，学生也可以随时

更新或下载电子课本。



-61-

再者，网络连接使电子课本具备了另一特色功能，即

学生可以将对电子教材进行的自主设置保存在云盘中，

这有效解决了由于电子教材损坏导致的自主设置失效问

题。此外，通过连接到网络，可以使用云计算完成复杂的

计算任务。尽管网络连接使电子教材具有多重功能优势，

但设计上应考虑到万一连接中断的话，电子教材的其他功

能仍能继续使用。

（三）分享与合作功能
电子课本功能开发的第三个层级是分享与合作功

能，这一功能是建立在网络连接功能基础之上的。通过网

络连接，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在互联网上与教师、同学进行

交流合作。Lim 和Hew（2014）曾开展过一项调查电子教材

标注和分享功能有效性的研究。研究发现，电子教材标注

和分享功能的有效性与学习成果呈正相关（Lim & Hew, 
2014）。许多学习活动也是以分享与合作为基础开展的，如

以投票活动展示各同学的观点等。

理想的电子教材应当为学生交流想法、讨论问题提

供功能性支持，从而促进合作学习的发生。Woolf（2010）
提出合作学习支持四要素，即结构协作、反射合作、多元

化认知支持和合作学习指导。

（四）个性化学习功能
目前教育领域对电子教材个性化功能的界定并不完

全一致，有些研究者强调电子教材标注功能的个性化。我

们将电子教材的个性化功能界定为对学习者提供个性化

学习资源和学习指导。

个性化学习涉及学习的不同方面。最简单的形式是教

学指导者提供不同难度水平的学习内容，学习者根据自身

的能力和知识基础选择相应水平的内容进行学习。个性化

学习最常见的实施方式是教师（通常是经验丰富的教师）

先界定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类型，之后通过问卷调查或其它

技术手段了解学习者属于哪种学习风格，再为不同学习风

格的学习者提供不同类型的学习指导（Ghazali et al., 2015; 
Truong, 2016）。理想情况下，个性化学习模型应当是通过分

析学生学习行为数据，了解学生先验知识、学习兴趣和学

习特点，并以此为基础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辅导和学习

活动。Klašnja-Milićević（2015）等人曾对个性化学习所需借

助的技术手段进行过研究探讨。我们也将在后续部分探讨

个性化学习是如何通过结合智能化辅导而实现的。

个性化功能使电子教材基础功能衍生为高级功能。

举例来说，通过了解学习者的使用偏好，为学习者呈现符

合其使用偏好的字体、背景、导航系统等，从而使电子教

材核心功能升级为个性化功能，包括：利用互联网为学生

提供符合其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在线学习资源和根据学习

兴趣特点划分学习小组，使具有相似学习兴趣的学生聚

在一起分享交流等。

（五）智能化辅导功能
智能化辅导功能是在了解学习者学习特征及常见的

学生思维模式和错误思维模式基础之上，构建的多元化学

生模型。学生模型嵌入了学生学习思维模式和教师教学模

式，从而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给予符合学生思维习惯

的指导。智能化辅导功能还能够不断记录分析学生个性化

学习数据，从而使学生学习特征逐渐精准化，并据此不断

调整学生模型（Woolf, 2010）。可见，智能化学习辅导为学

生提供了一种智能化学习环境，这打破了学习的物理限制

（Chen et al.，2016）。智能化辅导功能可以智能分析在线学

习资源库，如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和开放教育

资源（OER），筛选有效学习资源并将其呈现给学生。智能

化辅导功能强化了分享与合作功能，它促进探究学习和合

作学习。借助于智能化辅导功能，学生可以相互分享知识。

同样，智能化辅导功能也强化了个性化学习功能。通过为

每位学生建立个性化学习档案，可以多方面了解学生学习

特点，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完善的个性化服务，而不仅仅

只是根据学生学习风格类型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智能化辅导功能只是一种辅助性教学手段，它辅助

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监控、评估以及反馈。同时，通

过收集并分析学习数据，智能化辅导功能可以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学习反馈。此外，借助于智能化辅导功能，教师

可以及时了解那些学生面临严重学业困难的问题，从而

提供及时适当的学习支持。通过挖掘相关网页（Chen et 
al., 2005）或者开发开放电子教材（Li et al., 2012），智能化

辅导功能可以辅助电子教材开发者更新教材内容。

开发电子教材智能化辅导功能是一个宏伟目标，这

需要借助先进的学习分析技术，如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技术等。

 五、讨论与总结               

为了更加有效地促进学习，电子教材在现有功能基

础之上必须开发新功能。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电子教材

功能开发五层级模型，即核心功能、网络连接功能、分享

与合作功能、个性化学习功能和智能化辅导功能，这些功

能的复杂性依次递增。每一层级功能都是建立在低层级

功能基础之上的，并且都强化了低层级的功能。电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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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除要关注电子教材功能性外，还需要关注电子教材

的界面设计，以方便学习者使用电子教材各项功能。我们

相信本文所提出的电子教材五功能开发层级模型最终可

以使电子教材在未来成为不可或缺的教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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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oad Map for E-textbook Func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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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unctionality of e-textbook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e-textbook adop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raft a road map for de-
veloping essential e-textbook functionality and to provide insight for the e-textbook designers. It proposes fi ve hierarchical functional 
layer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e-textbook to empower more effi cient and effective learning from digital textbook. Each layer 
extends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underlying layers to unveil new features to support the learning processes. The required technologies 
for each layer will also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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